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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一二六三（《雜阿含．88經》
卷4，大正2，22b20-c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1，n.2)：「本經乃佛陀告訴欝多羅，供養父母的福報。※《相應部》(S. 7. 2. 9.Mātuposaka 孝養〔婆羅門〕)、《別譯雜阿含》卷五第五經─大正〔No. 100(88)〕。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鬱多羅】
：「世尊告訴鬱多羅婆羅門，若以如法供養父母，使令離苦得樂，實有大福報。」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欝多羅
，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常如法行乞，持用供養父母，令得樂
離苦。世尊！我作如是，為多福不」？
佛告欝多羅：「實有多福。所以者何？若有如法乞求，供養父母，令其安樂除苦惱者，實有大福。」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如汝
於父母，恭敬修供養，現世名稱流，命終生天上。」
佛說此經已，年少欝多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五；
一二六四（《雜阿含．89經》
卷4，大正2，22c3-23a5）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3，n.2)：「本經敘說佛稱讚不殺生的邪盛大會，不稱讚殺生的祭祀大會。※增支部(A. 4.39. Ujjaya ◎優闍耶〔婆羅門〕)、《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六經─大正〔No. 100(89)〕。」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優波迦】
：「世尊告訴優波迦婆羅門，若因祭祀而殺害諸畜牲，佛不稱歎亦不隨順此祭祀大會；反之，若不殺害諸畜牲，且惠施修供養，佛會稱歎亦會隨順此正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優波迦，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諸婆羅門常稱歎邪盛大會，沙門瞿曇亦復稱歎邪盛
大會不」？
佛告優波迦：「我不一向稱歎。或有邪盛大會可稱歎，或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
優波迦白佛：「何等邪盛大會可稱歎？何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
佛告優波迦：「若邪盛大會，繫群少特牛
，水特、水牸
、及諸羊犢
，小小眾生，悉皆傷殺。逼迫苦切
僕使作人
，鞭笞
恐怛
 (p.127)
，悲泣號呼，不喜不樂，眾苦作役。如是等邪盛大會，我不稱歎，以造大難故。若復大會，不繫縛群牛，乃至不令眾生辛苦作役者。如是邪盛大會，我所稱歎，以不造大難故。」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馬
祀等大會，造諸大難事，如是等邪盛，大仙
不稱歎。
繫縛諸眾生，殺害微細蟲，是非為正會，大仙不隨順。
  若不害眾生，造作眾難者，是等名
正會，大仙隨稱歎。
惠施修供養，為應法邪盛，施者清淨心，梵行良福田，
如是大會者，是則羅漢會，是會得大果，諸天皆歡喜。
自行恭敬請，自手而施與，彼我悉清淨，是施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信心應解脫，無罪樂世間，智者往生彼。」
佛說此經已，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六
；一二六五（《雜阿含．90經》
卷4，大正2，23a6-21）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5，n.1)：「本經敘說良福田。
※增支部(A. 4. 40. Udāyi ◎優陀夷〔婆羅門〕)、《別譯雜阿含》卷五第七經─大正〔No. 100(90)〕。」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本經說明梵行是良福田，若作如是廣大布施，必獲大果報。」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廣說如上，差別者，謂隨說異偈言：
「無為無諸難，邪盛時清淨，如法隨順行，攝護諸梵行，
  馨香歸世界，超過諸凡鄙，佛於邪盛善，稱歎此邪盛。(p.128)
惠施修供養，邪盛隨所應，淨信平等施，梵行良福田，
 彼作如是施，是施羅漢田，如是廣大施，諸天所稱歎。
 自行恭敬請，自手而供養，等攝自他故，邪盛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淨信心解脫，於無罪世界，智者往生彼。」
佛說此經已，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一七；
一二六六（《雜阿含．91經》
卷4，大正2，23a22-c1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45，n.2)：「本經敘說俗人在家可行四法得現法安樂，更行四法可得後世安樂。
※增支部(A.8. 55. Ujjaya 欝闍迦)、《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八經─大正〔No. 100(91)〕。」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鬱闍迦】
：「世尊告訴鬱闍迦婆羅門：世人若方便、守護、善知識、正命等四法，可得現法樂住；若信、戒、施、慧等四法，可得後世樂住。」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欝闍迦
，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俗人
在家，當行幾法，得現法安及現法樂」？

佛告婆羅門：「有四法，俗人在家，得現法安、現法樂。何等為四？謂方便具足
，守護具足，善知識具足，正命具足
。
何等為方便具足？謂善男子種種工巧業處以自營生，謂種田、商賈，或以王事，或以書疏、算畫；於彼彼工巧業處精勤修行，是名方便具足。
何等為守護具足？謂善男子所有錢穀，方便所得，自手執作，如法而得，能極守護，不令王、賊、水、火劫奪漂沒令
失，不善守護者亡
失，不愛念者輒取，及諸災患所壞，是名善男子善
守護（具足）。
何等為善知識具足？若有善男子不落度，不放逸，不虛妄，不凶險，如是知識能善安慰，未生憂苦能令不生，已生憂苦能令開覺，未生喜樂能令速生，已生喜樂護令不失，是名善男子善知識具足。
云何為正命具足？謂善男子(p.129)所有錢財，出內稱量，周圓掌護，不令多入少出也，多出少入也。如執秤
者，少則增之，多則減之，知平而捨。如是善男子稱量財物，等入等出，莫令入多出少，出多入少。若善男子無有錢財而廣散用，以此生活，人皆名為優曇缽果
，無有種子，愚癡貪
欲，不顧其後。或有善男子財物豐多，不能食用，傍人皆言是愚癡人，如餓死狗。是故善男子所有錢財，能
自稱量，等入等出，是
名正命具足。如是婆羅門！四法成就，現法安，現法樂。」
婆羅門白佛言：「世尊！在家之人，有幾法能令後世安，後世樂」？
佛告婆羅門：「在家之人有四法，能令後世安、後世樂？何等為四？謂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慧具足。

何等為信具足？謂善男子於如來所得信敬心，建立信本，非諸天、魔、梵，及餘世人同法所壞，是名善男子信具足。
何等戒具足？謂善男子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名戒具足。
云何施具足？謂善男子離慳垢
心，在於居家行解脫施，常自手與，樂修行捨，等心行施，是名善男子施具足。
云何為慧具足？謂善男子苦聖諦如實知，集
、滅、道聖諦如實知，是名善男子慧具足。若善男子在家行此四法者，能得後世安，後世樂。」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方便建諸業，積集能守護，知識善男子，正命以自活。
淨信、戒具足，惠施離慳垢，淨除於迷
道，得後世安樂。
若處於居家，成就於八法，審諦尊所說，等正覺所知，(p.130)
現法得安隱，現法喜樂住，後世喜樂住。」
佛說此經已，欝闍迦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p.131)
一八；
一二六七（《雜阿含．92經》
卷4，大正2，23c18-24b1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9，n.4)：「本經敘說一憍慢婆羅門不敬師長，聞佛說法後而皈依出家。
※《相應部》(S. 7. 2.5. Mānatthaddha 憍傲)、《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九經─大正〔No. 100(258)〕。」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憍慢】
：「世尊告訴憍慢婆羅門，不應對父母、師長生慢心，應生恭敬，盡心而奉事，施設諸供養。」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國有憍慢
婆羅門止住。父母種姓俱淨，無瑕點
能說者，七世相承，悉皆清淨。為婆羅門師，言論通達，諸論記典，悉了萬名，解法優劣，分別
諸字
，悉知萬事久遠本末因緣
，句句記說。容貌端正，
或生志高，族姓志高，容色志高，聰明志高，財富志高，不敬父母、諸尊師長。聞沙門瞿曇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聞已作是念：我當往彼沙門瞿曇所，若有所說，我當共論；無所說者，默然而還。
時憍慢婆羅門乘白馬車，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持金柄傘蓋，手執金瓶，往見世尊，至於園門，下車步進。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不時顧念憍慢婆羅門。時憍慢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不顧念我，且當還去。

爾時、世尊知憍慢婆羅門心念，而說偈言：
「憍慢既來此，不善更增慢，向以義故來，應轉增其義。」
時憍慢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欲修敬禮。

爾時、世尊告憍慢婆羅門：「止！止！不須作禮，心淨已足。」
時諸大眾咸各高聲唱言：「奇哉世尊！大德大力，今此憍慢婆羅門，恃生憍慢，族姓憍慢，容色憍慢，聰明憍慢，財富憍慢，不敬父母、諸尊師長，今於沙門瞿曇所謙卑下下，欲接足禮。」時憍慢婆羅門於大眾前，唱令靜默，而說偈言：(p.132)
「云何不起慢？云何起恭敬？云何善慰諭
？云何善供養」？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父母及長兄，和尚
、諸師長，及諸尊重者，所不應生慢。
應當善恭敬，謙下而問訊，盡心而奉事，兼設諸供養。
離貪、恚、癡心，漏盡阿羅漢，正智善解脫，伏諸憍慢心，
於此賢聖等，合掌稽首禮。」
爾時、世尊為憍慢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如佛世尊次第說法，說佈施，持戒，生天功德，愛欲味、患，煩惱清淨，出要遠離，諸清淨分，如是廣說。如白淨衣無諸黑惡，速受染色，憍慢婆羅門則於座上，解四聖諦──苦、集、滅、道，得無間等。
時憍慢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得無所畏。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憍慢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
彼即出家，獨靜
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一九；
一二六八（《雜阿含．93經》
卷4，大正2，24b13-25c1）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3，n.4)：「本經敘說長身婆羅門作邪盛大會，本欲多殺畜類。後聞佛說殺生罪深，遂斷貪瞋癡三火，勤供養根本、居家、福田三火。※增支部(A. 7. 44. Aggi 火)、《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經─大正〔No. 100(259)〕。」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長身】
：「有一長身婆羅門原欲作殺害諸多畜牲之祭祀大會，但聽聞世尊說此祭祀會生身口意三刀劍之不善業，應供養根本、居家、福田三火，斷貪、瞋、癡三火後，即依於世尊所言而作。」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長身
婆羅門，作如是(p.133)邪盛大會，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特牸、水牛及諸羊犢，種種小蟲，悉皆繫縛。辦諸飲食，廣行佈施。種種外道，從諸國國，皆悉來集邪盛會所。
時長身婆羅門，聞沙門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作是念：我今辦邪盛大會，所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乃至小小諸蟲皆悉繫縛；為邪盛大會故，種種異道，從諸國國來至會所。我今當往沙門瞿曇所，問邪盛法，莫令我作邪盛大會，分數中有所短少。作是念已，乘白馬車，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持金柄傘蓋，執金澡瓶，出舍衛城，詣世尊所，恭敬承事，至精舍門，下車步進。至於佛前，面相問訊，慰勞
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今欲作邪盛大會，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乃至小小諸蟲，皆悉繫縛。為邪盛大會故，種種異道，從諸國國，皆悉來至邪盛會所。又聞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我今故來請問。瞿曇！邪盛大會法，諸物分數，莫令我所作邪盛大會，諸分數之中有所短少。」
佛告婆羅門：「或有一邪盛大會主，行施作福而生於罪，為三刀劍之所刻削，得不善果報。何等三？謂身刀劍，口刀劍，意刀劍
。
何等為意刀劍生諸苦報？如一會主造作大會，作是思惟：我作邪盛大會，當殺爾所少壯特牛，爾所水特、水牸，爾所羊犢，及種種諸蟲，是名意刀劍生諸苦報。如是施主，雖念作種種佈施，種種供養，實生於罪。

云何為口刀劍生諸苦報？有一會主造作大會，作如是教：我今作邪盛大會，汝等當殺爾所少壯特牛，乃至殺害爾所微細蟲，是名口刀劍生諸苦報。大會主雖作是佈施供養，實生於罪。
云何為身刀劍生諸苦報(p.134)？謂有一大會主，造作大會，自手傷殺爾所特牛，乃至殺害種種細蟲，是名身刀劍生諸苦報。彼大會主，雖作是念，種種佈施，種種供養，實生於罪。
然婆羅門！當勤供養三火，隨時恭敬禮拜奉事，施其安樂。何等為三？
一者、根本，二者、居家，三者、福田
。
何者為根本火
，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其安樂？謂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養父母，令得安樂，是名根本火；何故名為根本？若善男子從彼而生，所謂父母，故名根本。善男子以崇本故，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以安樂。
何等為居家火，善男子隨時育養
，施以安樂？謂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給妻子、宗親、眷屬、僕使、傭客，隨時給與，恭敬施安，是名家火。何故名家
？其善男子處於居家，樂則同樂，苦則同苦，在所為作，皆相順從，故名為家
。是故善男子，隨時供給，施與安樂。
何等名田火，善男子隨時恭敬，尊重供養，施其安樂？謂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勞，如法所得，奉事供養諸沙門、婆羅門，善能調伏貪、恚、癡者。如是等沙門、婆羅
門，建立福田，崇向增進，樂分樂報，未來生天，是名田火。何故名田？為世福田，謂為應供，是故名田。是善男子，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其安樂。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根本及居家，應供福田火，是火增供養，充足安隱樂。
無罪樂世間，慧者往生彼，如法財復會，供養所應養，
供養應養故，生天得名稱。」
(p.135)然婆羅門！今善男子先
所供養三火，應斷令滅。何等為三？謂貪欲火，瞋恚火，愚癡火
。所以者何？若貪火不斷、不滅者，自害、害他，自他俱害，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得罪，緣彼而生心法憂苦。恚火、癡火，亦復如是。婆羅門！若善男子事積薪火
，隨時辛苦，隨時然，隨時滅火
、因緣受苦。」
爾時、長身婆羅門默然而住。
時有婆羅門子，名欝多羅，於會中坐。長身婆羅門須臾默然思惟已，告欝多羅：「汝能往至邪盛會所，放彼繫柱特牛，及諸眾生受繫縛者悉皆
放不？而告之言：長身婆羅門語汝：隨意自在，山澤曠野，食不斷草，飲淨流水，四方風中受諸快樂。」
欝多羅白言：「隨大師教。」即往彼邪盛會所，放諸眾生而告之言：「長身婆羅門語汝：隨其所樂，山澤曠野，飲水、食草，四風自適。」爾時、世尊知欝多羅知
已，為長身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如律世尊說法先後：說戒，說施，及生天功德，愛欲味、患，出要清淨，煩惱清淨，開示顯現
。譬如鮮淨白氈，易受染色，長身婆羅門亦復如是，即於座上見四真諦，得無間等。
時長身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得無所畏。即從座起，整
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已度，世尊！我從今日盡其壽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唯
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飯食。」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長身婆羅門知佛受請已，為佛作禮，右遶三匝而去。(p.136)長身婆羅門還邪盛處，作
諸供辦淨美好者，佈置床座，遣使請佛，白言：「時到，惟聖知時。」
爾時、世尊著衣持缽，大眾圍遶，往到長身婆羅門會所，大眾前坐。時長身婆羅門知世尊坐定已，手自供養種種飲食。食已，澡漱、洗缽畢，別敷卑床，於大眾前端坐聽法。

爾時、世尊為長身婆羅門說種種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而去。
二０；
一二六九（《雜阿含．94經》
卷4，大正2，25c2-26a4）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9，n.6)：「本經說明「善男子」和「不善男子」之差別。
※參閱增支部(A. 5. 31.Sumanā ◎須摩那〔王女〕)、《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一經─大正〔No. 100(260)〕、失譯雜阿含第三經─大正〔No. 101(3)〕。」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僧迦羅】
：「世尊告訴僧迦羅婆羅門，不善男子因會退失所受諸善法，如黑分之月，光明亦失；善男子則於善法能精勤修習，日夜增長，且能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法隨法行，如淨分之明月，光明色澤。」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僧迦羅，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不善男子云何可知」？
佛告婆羅門：「譬猶如月。」

婆羅門復問：「善男子云何可知」？
佛告婆羅門：「譬猶如月。」
婆羅門白佛：「云何不善男子如月」？
佛告婆羅門：「如月黑分，光明亦失，色亦失，所係亦失，日夜消減
，乃至
不現。如是有人於如來所，得信寂
，受持淨戒，善學多聞，損己佈施，正見真實。於如來所淨信、持戒、惠施、多聞、正見真實
已，然後退失，於戒、聞、施、正見悉皆忘失，日夜消減
，乃至須臾一切忘失。
復次、婆羅門！若善男子不習近善知識，不數聞法，不正思惟，身行惡行，口行惡行，意行惡行，行惡因緣故，身壞命終，墮惡趣泥梨
中。如是婆羅門！不善男子，其譬如月。」
婆羅門白佛：「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
佛告婆羅門：「譬如明月淨分，光明色澤，日夜增明，乃至月滿一切圓淨。如是善男子，於如來法律得淨信心，乃至正見，真淨增明；戒增，(p.137)施增，聞增，慧增，日夜增長。復於餘時，親近善知識，聞說正法，內正思惟，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故，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化生天上。婆羅門！是故善男子譬如月。」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譬如月無垢，周行於虛空，一切小
星中，其光最盛明。
淨信亦如是，戒、聞、離慳施，於諸慳世間，其施特明顯。」
佛說此經已，僧迦羅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二一；
一二七０（《雜阿含．95經》
卷4，大正2，26a5-b1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63，n.1)：「本經乃生聞婆羅門聽聞佛說：若布施佛及僧伽則可得大果報，布施他人則不然。後至佛所訊問是否真如此，佛告以此言謗佛，並為說即使餘食置地，利樂彼處眾生，亦可得福，況施於人！復言布施持淨戒者可得大果報。
※增支部(A. 3. 57. Vacchagotta ◎婆蹉種〔遊行者〕)、《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二經─大正〔No. 100(261)〕、失譯雜阿含第二經─大正〔No. 101(2)〕。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生聞】
：「此經說明，有一生聞婆羅門至佛所，問佛他曾聽聞：「佛說唯應布施佛及弟子，不應施餘人，布施他人則為不然。」此話是否真實？世尊說此言是謗佛，告訴生聞即使以餘食置地，皆可利樂此處眾生；並說布施持戒清淨者，可獲大果報。」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生聞婆羅門
，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聞瞿曇說言：唯應施我，不應施餘人；施我得大果，非施餘人而得大果。應施我弟子，不應施餘弟子；施我弟子得大果報，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云何瞿曇！作是語者，為實說耶？非為謗毀瞿曇乎？為如說說，如法說耶
？法次法說，不為餘人以同法來訶責耶」？
佛告婆羅門：「彼如是說者，謗毀我耳。非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不致他人來以同法訶責。所以者何？我不如是說：應施於我，不應施餘，施我得大果報，非施餘人得大果報；應施我弟子，施我弟子得大果報，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然婆羅門！我作如是說
者，作二種障：障施者施，障受者利。
婆羅門！乃至士夫以洗器餘食，著於淨地，令彼處眾生即得利樂(p.138)，我說斯等亦入福門，況復施人！婆羅門！然我復說：施持戒者得果報，不同犯戒。」
生聞婆羅門白佛言：「如是，瞿曇！我亦如是說：施持戒者得大果報，非施犯戒。」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黑若有白，若赤若有色，犁
雜及金色，純黃及鴿色，
如是等牸牛，牛犢姝好者，丁壯力具足，調善行捷疾，
但使堪運重，不問本生色。人亦復如是，各隨彼彼生，
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旃陀羅下賤，所生悉不同，
但使持淨戒，離重擔煩惱，純一修梵行，漏盡阿羅漢，
於
世間善逝，施彼得大果。愚者無智慧，未嘗聞正法，
施彼無大果，不近善友故。若習善知識，如來及聲聞，
清淨信善逝，根生堅固力，所往
善趣，及生大姓家。
究竟般涅槃
，大仙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生聞娑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二二；
一二七一（《雜阿含．96經》
卷4，大正2，26b18-c25）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65，n.4)：「本經敘說一婆羅門，為子娶妻後，捨家乞食。後世尊說一偈教其告訴其子，其子聞偈後悔悟，迎父返家。※《相應部》(S. 7. 2. 4. Mahāsāla 大富者 or Lūkhapāpurana ◎著粗衣)、《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三經─大正〔No. 100(262)〕。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婆羅門】
：「世尊為一位年老婆羅門說偈，令告訴其子後，其子聞此偈後心生慚愧，並接其父回家供養。」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時有異婆羅門，年耆根熟，執杖持缽，家家乞食。

爾時、世尊告婆羅門：「汝今云何年耆根熟，柱
 (p.139)杖持缽。家家乞食」？
婆羅門白佛：「瞿曇！我家中所有財物，悉付其子，為子娶妻，然後捨家。是故柱杖持缽，家家乞食。」

佛告婆羅門：「汝能於我所受誦一偈，還歸於眾中，為兒說耶」？
婆羅門白佛：「能受，瞿曇」！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生子心歡喜，為子聚財物，亦為娉其妻，而自捨出家。
邊鄙田舍兒，違負於其父
，人形羅剎心，棄捨於尊老。
老馬無復用，則奪其[麩-夫+黃]
麥
，兒少而父老，家家行乞食。
曲杖
為最勝，非子為
恩愛，為我防惡牛，免
險地得安，
能卻兇暴狗，扶
我闇處行，避深坑空井，草木棘刺林，
憑杖威力故，立不墮落。」
時婆羅門從世尊受斯偈已，還歸婆羅門大眾中，為子而說。先白大眾：「聽我所說。」然後誦偈，如上廣說。其子愧怖，即抱其父
，還將入家，摩身洗浴，覆以青衣，被立為家主。
時婆羅門作是念：我今得勝族姓，是沙門瞿曇恩。我經所說：為師者如師供養，為和尚
者如和尚供養。我今所得，皆沙門瞿曇力，即是我師，我今當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曇。
時婆羅門持上妙衣，至世尊所，面前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今居家成就，是瞿曇力。我經記說：為師者以師供養，為和尚者以和尚供養。今日瞿曇即為我師，願受此衣，哀愍故。」
世尊(p.140)即受，為哀愍故。

爾時、世尊為婆羅門說種種法，示教、照喜。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二三；
一二七二（《雜阿含．97經》
卷4，大正2，26c26-27a9）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69，n.1)：「本經說明「比丘」和「乞食者」之不同。※《相應部》(S. 7. 2. 10. Bhikkhaka◎乞食者)、《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四經─大正〔No. 100(263)〕。」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乞食】
：「此經說明，「比丘」與「乞食者」兩者差異。」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
時有異婆羅門，年耆根熟，攝杖持缽，家家乞食。彼婆羅門遙見世尊而作是念：沙門瞿曇攝杖持缽，家家乞食，我亦攝杖持缽，家家乞食；我與瞿曇，俱是比丘。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
「所謂比丘者，非但以乞食，受持在家法，是何名比丘？
於功德過惡，俱離修正行，其心無所畏，是則名比丘。」
佛說是經已，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二四；
一二七三（《雜阿含．98經》
卷4，大正2，27a10-b28）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69，n.3)：「本經敘說耕田婆羅門認為佛應該親自下田耕種，佛告以「耕心田之法」。※《相應部》(S. 7. 2. 1. Kasi 耕田)、《小部》‧經集(Sn. 1. 4.Kasibhāradvāja-sutta ◎耕田婆羅豆婆遮經)、《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五經─大正〔No. 100(264)〕、失譯雜阿含第一經─大正〔No. 101(1)〕。」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耕田】
：「世尊為耕田婆羅門說明修行者之耕田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一那羅
聚落，住一那羅林中。

爾時、世尊著衣持缽，入一那
羅聚落乞食。而作是念：今日太
早，今且可過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
作飲食處。
爾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五百具犁耕田，為作飲食。
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遙見世尊，白言：「瞿曇！我今
耕田下種以供飲食，沙門瞿曇亦應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佛告婆羅門：「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婆羅門白佛：「我都不見沙門瞿曇，若犁，若軛、若鞅、若縻
、若鑱
(p.141)、若鞭，而今瞿曇說言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爾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說偈言：
「自說耕田者，而不見其耕，為我說耕田，令我知耕法。」
爾時、世尊說偈言：
「信心為種子，苦行為時雨，智慧為犁
軛，慚愧心為轅，
正念自守護，是則善御者。
保
藏身口業，如
食處內藏，
真實為真
乘，樂住為懈息
，精進無
廢
荒，安隱而速進，
直往不轉還，得到無憂處。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不還受諸有。」
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善耕田瞿曇！極善耕田瞿曇」！於是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世尊說偈，心轉增信，以滿缽香美飲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因說偈得故。即說偈言：
「不因說法故，受彼食而食，
但為利益他，說法不受食。」
如是廣說，如前為火
與婆羅門廣說。
時耕田婆羅門婆遮婆羅門白佛言：「瞿曇今以此食安著何處」？
佛告婆羅門：「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堪食此食而得安身！婆羅門！汝持此食著無蟲水中，及少生草地。」
時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蟲水中，水即煙起湧沸(p.142)，啾啾作聲。如熱鐵
丸投於冷水，啾啾作聲，如是彼食投著無蟲水中，煙起湧沸，啾啾作聲。
時
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實為奇特！大德大力，乃令飲食神變如是。時彼婆羅門見食瑞應，信心轉增，白佛言：「瞿曇！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彼即出家已，獨靜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二五；
一二七四（《雜阿含．99經》
卷4，大正2，27b29-28a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3，n.5)：「本經說明淨天尊者為其母說法。
※《相應部》(S. 6. 1. 3. Brahmadeva 梵天)、《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六經─大正〔No. 100(26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淨天】
：「毘沙天王為淨天尊者的母親說：不應以祠祀求生梵天，而應以淨心供養人天福田。」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
　　時有尊者，名曰淨天
，在鞞提訶
國人間遊行，至彌絺羅城菴羅園中。時尊者淨天，晨朝著衣持缽，入彌絺羅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自本家。時淨天母年老，在中堂持食祀火，求生梵天，不覺尊者淨天在門外立。
　　時毘沙門天王
，於尊者淨天所，極生敬信。時毘沙門天王，諸夜叉導從，乘虛而行，見尊者淨天在門外立，又見其母手擎飲食，在中堂上供養祀火，不見其子在外門立。見已，從空中下，至淨天母前而說偈言：
「此婆羅門尼，梵天極遼遠，為求彼生故，於此祠祀火。
此非梵天道，何為徒祀此？汝婆羅門尼，淨天住門外，
垢穢永無餘，是則天中天。蕭然無所有，獨一不兼資，
為乞食入舍，所應供養者。淨天善修身，人天良福田， (p.143)
遠離一切惡，不為染所染。德同於梵天，形在人間住，
不著一切法，如彼淳熟龍。比丘正念住，其心善解脫，
應奉以初揣
，是則上福田
。應以正
信心，及時速施與，
當預建立洲，令未來安樂。汝觀此牟尼，已渡
苦海流，
是故當信心，及時速施與，當預建立洲，令未來安樂。
毘沙門天王，開發彼令捨。」
時尊者淨天，即為其母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復道而去。
二六；
一二七五（《雜阿含．100經》
卷4，大正2，28a3-19）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7，n.1)：「本經乃敘述佛陀告訴異婆羅門何謂「佛陀」。※《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七經─大正〔No. 100(266)〕」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佛陀】
：「佛為一婆羅門宣說「佛」能見三世一切行之生滅相，能通達明了諸法，所應修、所應斷，皆已修、已斷；並盡除諸煩惱，得盡生死際，故名為佛。」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面前問訊，相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所謂佛者，云何為佛？為是父母制名？為是婆羅門制名」？時婆羅門即說偈言：
「佛者是世間，超渡之勝名，為是父母制，名之為佛耶」？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佛見過去世，如是見未來，亦見現在世，一切行起滅。
明智所了知，所應修已修，應斷悉已斷，是故名為佛。(p.144)
歷劫求選擇，純苦無暫樂，生者悉磨滅，遠離息塵垢，
拔諸使刺本，等覺故名佛。」
佛說偈已，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二七；
一二七六（《雜阿含．101經》
卷4，大正2，28a20-b18）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7，n.2)：「本經敘說一婆羅門見佛陀足跡具千輻輪相，遂尋足跡至佛所，問其「是天是人」，佛告之以「佛」的境界。
※增支部(A. 4. 36. Loke ◎於世間)、《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八經─大正〔No. 100(267)〕、《增一阿含》第三十八品第三經─大正〔No. 125(38.3)〕。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輪相】
：「有一婆羅門見佛的三十二相之一「千輻輪相」歎為希有，誤認為是天龍八部等。佛則為此婆羅門宣說佛的殊勝境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有徙
迦帝
聚落、墮鳩羅
聚落二村中間，一樹下坐，入晝
正受。
時有豆磨
種姓婆羅門，隨彼道行，尋佛後來。見佛腳跡，千幅輪相
，印文顯現，
齊輻圓輞，眾好滿足。見已作是念：我未曾見人間有如是足跡，今當隨跡以求其人。即尋腳跡至於佛所，來
見世尊坐一樹下，入晝正受。嚴容絕世，諸根澄靜，其心寂定，第一調伏，止
觀、成就，光相巍巍，猶若金山。見已白言：「為是天耶」？
佛告婆羅門：「我非天也。」
「為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
佛告婆羅門：「我非龍乃至人非人也。」
婆羅門白佛：「若言非天、非龍，乃至非人、非非人，為是何等」？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天、龍、乾闥婆，緊那羅、夜叉，無善阿修羅，諸摩睺羅伽，
人與非人等，悉由煩惱生。如是煩惱漏，一切我已捨，
已破已磨滅，如芬
陀利
生，雖生於水中，而未曾著水，(p.145)
我雖生世間，不為世間著。歷劫常選擇，純苦無暫樂，
一切有為行，悉皆生滅故。離垢不傾動，已拔諸劍刺，
究竟生死際
，故名為佛陀。」
佛說此經已，豆摩種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路而去。
（慢、優竭提、「僧伽羅」，生聽、極老，比丘、種作及梵天。佛陀、輪相為第十）
。
(p.147)
二八；
 一二七七（《雜阿含．102經》
卷4，大正2，28b19-29b21）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9，n.5)：「本經乃敘說拜火婆羅門見佛而罵其為「領羣特」後，佛告以何為「領羣特」，婆羅門聞之悔悟歸佛。※《小部》‧經集(Sn. 1. 7. Vasala-sutta 賤民經)、《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十九經─大正〔No. 100(268)〕。」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領群特】
：「此經說明：有一婆羅門辱罵世尊為「旃陀羅」，而世尊則為此婆羅門說「旃陀羅」及「EQ \* jc5 \* "Font:新細明體" \* hps12 \o(\s\up 11(ㄓㄢ),旃)陀羅法」，此婆羅門聽聞後轉得信心，並隨世尊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舍。
時婆羅門手執木杓，盛諸飲食，供養火具，住於門邊。遙見佛來，見已白佛，作是言：「住！住！領群特！慎勿近我門。」

佛告婆羅門：「汝知領群特
、領群特法耶」？
婆羅門言：「我不知領群特，亦不知領群特法。沙門瞿曇！知領群特及領群特法不」？
佛言：「我善知是領群特及領群特法。」
是時，婆羅門即放事火具，疾敷床座，請佛令坐。白言 (p.148)：「瞿曇！為我說領群特及領群特法」！佛即就座，為說偈言：
「瞋恚心懷恨，隱覆諸過惡，犯戒、起惡見，
虛偽不真實，如是等士夫，當知領群特。
弊
暴、貪吝惜，惡欲、慳、諂偽，無慚、無愧心，當知領群特。
一生二生者，一切皆殺害，無有慈愍心，是為領群特。

若殺縛、椎
打，聚落及城邑，無道以切責，當知領群特。
住止及行路，為眾之導首，苦切諸群下，恐怛
相迫愶，
取利以供己，當知領群特。
聚落及空地，有主、無主物，掠護
為己有，當知領群特。
自棄薄其妻，又不入婬舍，侵陵他所愛，當知領群特。
內外諸親屬，同心善知識，侵掠彼所愛
，當知領群特。
妄語欺誑人，詐取無證財，他索而不還，當知領群特。
為己亦為他，舉責及與責
，或復順他語，妄語為他證，
如是妄語者，當知領群特。
作惡不善業，無有人知者，隱諱覆藏惡，當知領群特。
若人問其義，而答以非義，顛倒欺誑人，當知領群特。
實空無所有，而輕毀智者，(p.149)愚癡為利故，當知領群特。
高慢自稱舉，毀壞於他人，是極卑鄙慢，當知領群特。
自造諸過惡，移過誣他人，妄語謗清白，當知領群特。
前受他利養，他人
來詣己，無有敬報心，當知領群特。
沙門、婆羅門，如法來乞求，呵責而不與，當知領群特。
若父母年老，少壯氣已謝，不勤加奉養，當知領群特。
父母、諸尊長，兄弟、親眷屬。實非阿羅漢，自顯羅漢德，
世間之大賊，當知領群特。
初上
種姓生，
習婆羅門典，而於其中間，習行諸惡業；
不以勝生故，障呵責惡道，現法受呵責，後世墮惡道。
生旃陀羅家，世稱須陀夷
，名聞遍天下，旃陀羅所無。
婆羅門、剎利，大姓所供養，乘於淨天道，平等正直
住。
不以生處障，令不生梵天，現法善名譽
，後世生善趣。
二生汝當知！如我所顯示，不以所生故，名為領群特；
不以所生故，名為婆羅門：業為領群特，業為婆羅門。」
婆羅門白佛言：(p.150)
「如是大精進！如是大牟尼！不以所生故，名為領群特；
不以所生故，名為婆羅門：業故領群特，業故婆羅門。」
時事火婆羅豆婆遮
婆羅門，轉得信心，以滿缽好食奉上世尊。世尊不受，以說偈得故，偈如上說。
時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見食瑞應已，增其信心，白佛言：「世尊！我今可得於
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戒
。」即得出家，獨靜思惟，如
前說，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心善解脫，自覺喜樂，即
說偈言：
「非道求清淨，供養祠祀火，不識清淨道，猶如生盲者。
今已得安樂，出家受具足，逮得於三明
，佛所教已作。
先婆羅門難，今為婆羅門，沐浴離塵垢，度諸天彼岸。」

二九；
一二七八（《雜阿含．1178經》
卷44，大正2，317b22-318b11）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89，n.1)「本經敘說婆四吒婆羅門尼有六子相續命終，彼因念子而發狂，於途中聞佛說法，歡喜而去。後其第七子命終亦不悲傷，其夫知其所以，亦詣佛所聞法出家，家中御者等亦隨之出家。
※《小部》‧長老尼偈經(Thīg. 133 f.Vāsiṭṭhī ◎婆斯搋)、《別譯雜阿含》卷五第九經─大正〔No. 100(92)〕。」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婆四吒】：「有一婆四吒婆羅門尼，因有六子相續死亡，而念子發狂，後遇世尊為此尼演說四諦、八正道等法，並受三歸依歡喜返回；於後時第七子忽命終，但此尼卻不憂傷，其夫知其因後，亦至世尊處所請教法義，後得世尊授記，於第三夜得三明。此婆羅門婦及女等人皆在世尊座下剃髮出家修習。」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彌絺羅
國菴羅園中。
時有婆四吒
婆羅門尼，有六子相續命終，念子發狂，裸形被髮，隨路而走，至彌絺羅菴羅園中。

爾時、世尊無量大眾圍繞說法。婆四吒婆羅門尼遙見世尊，見已即得本心，慚愧羞恥，歛身蹲坐，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取汝欝多羅僧，
與彼婆四吒婆羅門尼，令著聽法。」
尊者阿難即受佛教，取衣令著。
時婆羅門尼得衣著已，至於(p.151)佛前，稽首禮佛，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其說法，示
教、照喜已，如佛常法，說法次第，乃至信心清淨，受三自歸。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彼婆四吒優婆夷，於後時第
七子忽復命終，彼優婆夷都不啼哭、憂悲惱苦。時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而告婆四吒優婆夷言：
「先諸子命終，念子生憂苦，晝夜不飲食，乃至發狂亂。
今喪第
七子，而不生憂苦」？
婆四吒優婆夷，即復說偈，答其夫言：
「兒孫有千數，因緣和合生，長夜遷過去，我與君亦然。
子孫及宗族，其數無限量，彼彼所生處，更亙相殘食。
若知生要
者，何足生憂苦！我已知出離，生死存亡相。
不復生憂苦，入佛正教故。」
時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歎曰
：
「未曾所聞法，而今聞汝說。何處聞說法，不念子憂悲」？
婆四吒優婆夷說
偈答言：
「今日等正覺，在彌絺羅國，菴羅樹園中，永離一切苦。
(p.152)演說一切苦，苦集
、苦寂滅，賢聖八正道，安隱趣涅槃。
則是我大師，深樂其正教，我已知正法，能開子憂苦。」
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亦當往，彌絺菴羅園，彼世尊亦當，開我子憂苦。」
優婆夷復說偈言：
「當觀等正覺，柔軟金色身，不調者能調，廣度海流人。」
爾時、婆羅門即嚴駕，乘於馬車，詣彌絺羅
菴羅園，遙見世尊，轉增信樂，詣大師前。彼時大師，即為說偈，開其法眼，苦、集、滅、道，正向涅槃。彼即見法，成無間等。既知法已，請求出家，時婆羅門即得出家，獨靜思惟，乃至得阿羅漢。世尊記說，於第三夜逮得三明
。得三明已，佛即告之，命遣御者，乘車還家，告婆四吒優婆夷，令發隨喜語言：「婆羅門往見世尊，得淨信心，奉事大師，即為說法，為開法眼，見苦聖諦，苦集、苦滅、賢聖八道，安趣涅槃，成無間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世尊記說，於第三夜具足三明。」
時彼御者奉教疾還。時婆四吒優婆夷，遙見御者空車而還，即遙問言：「婆羅門為見佛不？佛為說法，開示法眼，見聖諦不」？
御者白言：「婆羅門已見世尊，得淨信心，奉事大師，為開法眼，說四聖諦，成
無間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專精思惟，世尊記說，於第三夜具足三明。
」
時優婆夷心即隨喜(p.153)，語御者言：「車馬屬汝，加復賜汝金錢一千。以
汝傳信，言婆羅門宿闍諦
，已得三明，令我歡喜故。」
御者白言：「我今何用車馬、金錢為？車馬、金錢還優婆夷，我今當還婆羅門所，隨彼出家。」
優婆夷言：「汝意如此，便可速還，不久亦當如彼所得，具足三明，隨後出家。」
御者白言：「如是，優婆夷！如彼出家，我亦當然。」
優婆夷言：「汝父出家，汝隨出家，我今不久亦當隨去，如空野大龍，乘虛而遊，其餘諸龍、龍子、龍女，悉皆隨去。我亦如是，執持衣缽，易養易滿。
」
御者白言：「優婆夷！若如是者，所願必果，不久當見優婆夷少欲知足，執持衣
缽，人所棄者，乞受而食。剃髮染衣，於陰、界、入斷除愛欲，離貪繫縛，盡諸有漏。」彼婆羅門及其御者，婆四吒優婆夷，優婆夷女孫陀槃梨，悉皆出家，究竟苦邊。
三０；
一二七九（《雜阿含．1179經》
卷44，大正2，318b12-319a19）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95，n.3)：「本經敘說一婆羅門失牛，為覓牛故至林中，見佛寂靜，詣前問答而生淨信，出家學道。
※《相應部》(S. 7. 1. 10. Bahudhīti 婆富提低)、《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經─大正〔No. 100(93)〕。」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失牛】
：「有一失牛的毘梨耶婆羅門，為尋覓牛而至大林精舍，世尊為此婆羅門宣說因無所得而能安樂住，於後此毘梨耶婆羅門生淨信隨佛出家修習得阿羅漢。」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國大林精舍。時有毘梨
耶婆羅豆婆遮婆羅門，晨朝買牛，未償其價，即日失牛，六日不見。時婆羅門為覓牛故，至大林精舍，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儀容挺特，諸根清淨，其心寂默，成就止觀，其身金色，光明焰照。見已，即詣其前而說偈言：
    　　「云何無所求，空寂在於此？獨一處空閑，而得心所樂。」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失若復得，於我心不亂。婆羅門當知！莫謂彼如我，(p.154)
心計於得失，其心不自在。」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最勝梵志處，如比丘所說，我今當自說，真實語諦聽。
沙門今定非，晨朝失牛者，六日求不得，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非，種殖
胡麻田，慮其草荒沒，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非，種稻田乏水，畏葉
枯便死，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寡女有七人，悉養孤遺子，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七不愛念子，放逸多負債，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債主守其門，求索長息財，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七領重臥具，憂勤擇諸蟲，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赤
眼黃
髮婦，晝夜聞惡聲，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空倉群鼠戲，常憂其羸乏，是故安樂住。」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今日定不，晨朝失其牛，六日求不得，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種殖胡麻田，常恐其荒沒，是故安樂住。
(p.155)我今日定無，種稻田乏水，畏葉便枯死，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寡女有七人，悉養孤遺子，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七不愛念子，放逸多負債，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債主守其門，求索長息財，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七領重臥具，憂勤擇諸蟲，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黃頭赤眼婦，晝夜聞惡聲，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空倉群鼠戲，常憂其羸乏，是故安樂住。
不捨念不念，眾生安樂住，斷欲離恩愛，而得安樂住。」
爾時、世尊為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照喜
。如佛常法，次第說法：佈施，持戒，乃至於正法中心得無畏。即從座起，合掌白佛：「我今得於正法律，出家學道，成比丘分，修梵行不」？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修諸梵行。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爾時、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緣自覺知，得解脫樂，而說偈言：
「我今甚欣樂，大仙法之上，得離貪欲樂，不空
見於佛。」
三一；
一二八０（《雜阿含．1180經》
卷44，大正2，319a20-b14）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1，n.2)：「本經敘說佛至婆羅門長者大會堂中為彼等說法。
※《相應部》(S. 7. 2. 12.Khomadussa ◎亞麻衣村)、《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一經─大正〔No. 100(94)〕。」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智者】
：「世尊因避雨而至婆羅門長者大會堂中，為諸婆羅門長者說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娑羅樹林婆羅門聚落。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
婆羅門聚落乞食」(p.156)，有非時雲起。

爾時、世尊作是念：我今當往婆羅門
聚落，婆羅長者大會堂
中。作是念已，即往
向彼大會堂所。
時婆羅門、長者，悉集堂上，遙見世尊，共相謂言：「彼剃頭沙門，竟知何法」！爾時、世尊告彼婆羅（門）聚落，婆羅門、長者言：「諸婆羅門，有知法者，有不知者；剎利、長者，亦有知法者，有不知法者。」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朋欲勝朋，王不伏難伏，妻不求勝夫，無子不恭父。
無會無智者，無智不法言，貪、恚、癡悉斷，是則名智者。」

時彼婆羅門、長者白佛言：「善士，瞿曇！善士夫可入此堂，就座而坐。」世尊坐已，即白
言：「瞿曇說法，我等樂聽。」
爾時、世尊為彼大會婆羅門、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復說偈言：
「愚智群聚會，非說孰
知明，能說寂靜道，因說智則辯。
說者顯正法，建立大仙幢，善說為仙幢，法為羅漢幢。」
爾時、世尊為婆羅（門）聚落，婆羅門、長者，建立正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而去。
三二；
一二八一（《雜阿含．1181經》
卷44，大正2，319b15-c13）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3，n.1)：「本經敘說世尊患背痛，向天作婆羅門乞暖水，並為彼說良福田。
※《相應部》(S. 7.2. 3. Devahita 提婆比多)、《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二經─大正〔No. 100(9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天作】
：「世尊因背疾，使令優波摩尊者至天作婆羅門處乞藥，於後時世尊為天作婆羅門宣說布施淨福田可得大果報。」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
人間遊行，至浮梨聚落，住天作
婆羅門菴羅園中，尊者優波摩
(p.157)為侍者。
爾時、世尊患背痛，告尊者優波
摩：「汝舉衣缽已，往至天作婆羅門舍。」
時天作婆羅門處於中堂，令梳頭者理剃鬚髮。見尊者優波摩於門外
住，見已即
說偈言：　「何等剃鬚髮
，身著僧迦梨
，住於彼門外，為欲何所求」？
尊者優波摩說偈答言：
「羅漢世善逝，所患背風疾，頗有安樂水，療牟尼
疾不」？
時天作婆羅門，以滿缽酥，一瓶油，一瓶石蜜，使人擔持，並持暖水，隨尊者優波摩詣世尊所，以塗其體。暖水洗之，酥、蜜作飲。世尊背疾即得安隱。
時天作婆羅門晨朝早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言婆羅門，施何得大果？何等為
時施？云何淨福田」？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得宿命智，見天定趣生
，
得盡諸有漏，牟尼起三明，
善知心解脫，解脫一切貪，說名婆羅門，施彼得大果。
施彼為時施，隨所欲福田。」
時天作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三三；
一二八二（《雜阿含．1182經》
卷44，大正2，319c13-26）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5，n.4)：「本經敘說一婆羅門於林中營作田業，見世尊亦於林中靜坐，問其為何樂於林中，世尊告以無為之樂。
※《相應部》(S. 7. 2. 7. Navakammika 木匠)、《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三經─大正〔No. 100(96)〕。」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田業】
：「世尊為在娑羅林中營作的一婆羅門宣說因無為而樂。」


 (p.158)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
人間遊行。於一夜時，住止娑羅林
中。
時有一婆羅門
，去娑羅林不遠，營作田業。晨朝起作，至娑羅林中，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儀容端正，諸根清淨，其心寂定，具足成就第一止觀；其身金色，光明徹照。見已，往詣其所，白言：「瞿曇！我近在此經營事業，故樂此林；瞿曇於此有何事業，樂此林中」？復說偈言：
「比丘於此林，為何事業故，獨一守空閑，樂於此林中」？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
「無事於此林，林根久已斷，於林離林脫，禪思不樂斷。」

時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三四；
一二八三（《雜阿含．1183經》
卷44，大正2，319c27-320b20）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7，n.1)：「本經敘說一婆羅門欲見世尊，彼弟子為採薪故，入林見世尊於林中靜坐，報告其師，婆羅門即詣世尊所聽法。
※《相應部》(S. 7. 2. 8. Kaṭṭhahāra 採薪)、《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四經─大正〔No. 100(97)〕。」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採薪】
：「世尊夜宿於娑羅林，時為婆羅門的和上說，若貪著於有所求者為愚癡之根本，如是諸所求我皆已捨棄，於諸法皆已清淨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夜宿一娑羅林中。
時有一婆羅門
，近彼林側，與五百年少婆羅門共。彼婆羅門常稱歎欽想，欲見世尊。何時遊於此林，我因得見，過
問所疑，頗有閑暇為我記說！時彼婆羅門年少弟子，為採薪故，入於林中，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儀容端正，諸根寂靜，其心寂定，形若金山，光明徹照。見已，作是念：我和上
婆羅門，常稱歎欽仰，欲見瞿曇，問其所疑。今此沙門瞿曇到此林中，我當疾往，白和上令知。即持薪束，疾還學堂。捨薪束已，詣和上所，白言：「和上！當知和上由來常所稱歎欽仰，欲見沙門瞿曇，脫到此林，當(p.159)問所疑。今日瞿曇已到此林，和上知時。」
時婆羅門即詣世尊所，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
，而說偈言：
「獨入此恐怖，深邃叢林中，堅住不傾動，善修正勤法。
無歌舞音樂，寂默住空閑，我所未曾見，獨樂深林者。
欲求於世間，自在增上主；為三十三天，天上自在樂？
何故深林中，苦行自枯槁」？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欲種種求，諸界多種著，彼一切皆是，愚癡之根本。
如是一切求，我久悉已吐，不求、不諂偽
，一切無所觸。
於一切諸法，唯一清淨觀，得無上菩提，禪思修正
樂。」
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敬禮汝，大寂牟尼尊！禪思之妙王，覺無邊大覺。
如來天人救，巍巍若金山，解脫於叢林，於林永不著。

已拔深利刺，清淨無餘跡，論師之上首，言說最勝辯，
人中雄師子，震吼於深林。顯現苦聖諦，集、滅、八正道，」(p.160)
能盡眾苦聚，乘出淨無垢。自脫一切苦，濟彼苦眾生，
安樂眾生故，演說於正法。已斷於恩愛，遠離於欲網，
斷除於一切，有愛之結縛。如水生蓮華，塵水不染著；
如日停虛空，清淨無雲翳。善哉我今日，至拘薩羅林，
得見於大師，兩足之勝尊！大林大精進，得第一廣度，
調禦師之首，敬禮無所畏。」
時婆羅門廣說斯偈，讚歎佛已，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三五；
一二八四（《雜阿含．1184經》
卷44，大正2，320b21-321a23）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9，n.2)：「本經敘說一婆羅門欲供養大德婆羅門，見世尊而無意供養，聞佛說法後持食欲供養佛，佛不受；婆羅門投食於水中，水即冒火，婆羅門恐怖而欲祀火息災怪。
※《相應部》(S. 7. 1. 9. Sundarika 孫陀利迦)、《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六經─大正〔No. 100(99)〕，參閱《小部》‧經集(Sn. 3. 4.Sundarkabhāradvājā-sutta 孫陀利迦婆羅墮闍經)。」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孫陀利】
：「有一婆羅門原欲供養大婆羅門，但遇見世尊而問為何種姓？世尊便向婆羅門說，莫問其種性所生，但問所何行！即使為下賤種姓，然有智慧、慚愧、精進、善調伏，以清淨心修諸梵行，皆應淨心供養。於後，世尊令婆羅門所施之食置水中，水即煙起涌沸，婆羅門欲祠火而息災變，世尊見此後，呵責此為惡供養，應以淨信廣施設，淨戒為渡濟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宿於孫陀利
河側。

爾時、世尊剃髮未久，於後夜時，結跏趺坐，正身思惟，繫念在前，以衣覆頭。
時孫陀利河側，有婆羅門住止。夜起持祠，餘食不盡，持
至河邊，欲求大德婆羅門以奉之。
爾時、世尊聞河邊婆羅門
聲，聞已謦咳
作聲，卻衣現頭。
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見佛已，作是念：是剃頭沙門，非婆羅門，欲持食還去。彼婆羅門復作是念：非獨沙門是剃頭者，婆羅門中亦有剃頭，應往至彼，問其所生。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詣世尊所，而問之言：「為何姓生」？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莫問
所生，但當問所行。刻木為鑽燧，亦能生於火；(p.161)
下賤種姓中，生堅固牟尼。智慧、有慚愧，精進、善調伏，
究竟大明際，清淨修梵行。而今正是時，應奉施餘食。」
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吉良日，求福修供養，遇得見大士，三時最勝尊，
若不見佛者，當更施餘人。」
爾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轉得信心，即持餘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說偈得故。如上因說偈而得食廣說。孫陀利河側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今此施食，當置何所」？
　　佛告婆羅門：「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有能食此食，令身安隱者。汝持此食去，著無蟲水中，及少生草地。」
時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蟲水中。水即煙起湧沸，啾啾作聲。如燒鐵丸，投之冷水，煙起湧沸，啾啾作聲；如是彼食著無蟲水中，煙起湧沸，啾啾作聲。孫陀利河側婆羅門，心欲恐怖，身毛皆豎，謂為災變，馳走上岸，集聚乾木，供養祠火，令息災恠。
世尊見彼集聚乾木，供養祠火，望息災恠，見已即說偈言：
「婆羅門祠火，焚燒乾草木，莫呼是淨道，能卻諸災患。
此則惡供養，而謂為黠慧，作如是因緣，外道取修淨。
汝今棄薪
火，起內火熾然，常修不放逸，常當
於供養。(p.162)
處處興
淨信，廣施設大會，心意為束薪，瞋恚黑煙起，
妄語為塵味，口舌為木杓，胸懷燃火處，欲火常熾然，
當善自調伏，消滅士夫火。正信為大河，淨戒為度
濟，
澄淨清流水，智者之所歎。人中淨天德，當於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安樂度彼岸。正法為深淵，福德為下濟，
澄淨水充滿，智者所讚嘆。人中天淨德，當於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安樂度彼岸。真諦善調禦，攝護修梵行，
慈悲為苦行，真實心清淨，沐浴以正法，智者所稱歎。」
爾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復道而去。
三六；
一二八五（《雜阿含．1185經》
卷44，大正2，321a24-b20）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5，n.1)：「本經敘說佛於孫陀利河畔為一婆羅門說洗浴自心之法。
※《中部》(M. 7.Vatthūpama-sutta 布喻經)、《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五經─大正〔No. 100(98)〕、《增一阿含》十三品第五經─大正〔No. 125(13.5)〕，參閱失譯佛說梵志計水淨經、《中阿含》第九十三經(水淨梵志經)。」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孫陀利】
：「世尊告訴婆羅門，於諸河中洗浴無法除去昔日所造作諸不善之業，若內心清淨者，不待洗於外。」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孫陀利河側叢林中。
時有孫陀利河側住止婆羅門，來詣佛所，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佛言：「瞿曇！至孫陀利河中洗浴不」？

佛告婆羅門：「何用於孫陀利河中洗浴為」？
婆羅門白佛；「瞿曇！孫陀利河是濟度之數
，是吉祥之數，是清淨之數。若有於中洗浴者，悉能除人一切諸惡。」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孫陀利
河，亦非婆休多
，非伽耶
、薩羅
，如是諸河等，(p.163)
作諸惡不善，能令其清淨。恆河、婆休多，孫陀利河等，
愚者常居中，不能除眾惡。其清淨之人，何用洗浴為？
其清淨之人，何用布薩
為？淨業以自淨，是生於受持，
不殺亦不盜，不淫、不妄語。信施除慳垢，於斯而洗浴，
於一切眾生，常起慈悲心。井水以洗浴，用伽耶等為？
內心自清淨，不待洗於外。下賤田舍兒，身體多污垢，
以水洗塵穢，不能淨其內。」
爾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三七；
一二八六（《雜阿含．1186經》
卷44，大正2，321b21-c3）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7，n.1)：「本經敘說佛為縈髻婆羅門說解脫法。
※《相應部》 (S. 7. 1. 6. Jaṭā 縈髻)、《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七經前半部─大正〔No. 100(100)〕。」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縈髻】
：「世尊向縈髻婆羅門宣說，受持淨戒、內心修習智慧、專精勤學則為解縈髻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縈髻
羅豆婆遮
婆羅門，本俗人時，為佛善知識。來詣佛所，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外身縈髻者，是但名縈髻：內心縈髻者，是結縛眾生。
今請問瞿曇，云何解縈髻」？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受持於淨戒，內心修正覺，專精勤方便，是則解縈髻。」
(p.164)
時縈髻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三八；
一二八七（《雜阿含．1187經》
卷44，大正2，321c4-1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7，n.4)：「本經敘說佛為縈髻婆羅門說解脫法。
※《相應部》(S. 7. 1. 6. Jaṭā 縈髻)、《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七經後半部─大正〔No. 100(100)〕。」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縈髻】
：「世尊對縈髻婆羅門說，若使六根及六塵乃至諸識皆滅盡，此為斷縈髻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縈髻波羅豆婆
遮婆羅門，來詣佛所，面
前問訊，相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身外縈髻者，是但名縈髻；內心縈髻者，是結縛眾生。
我今問瞿曇，如此縈髻者，云何作方便，於何斷縈髻」？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眼、耳及與鼻，舌、身、意入處，於彼名及色，滅盡令無餘，
諸識永滅者，於彼斷縈髻。」
佛說此經已，縈髻波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
而去。
（栴陀、婆私吒，失牛、講集處，天敬、娑羅林，聚薪、二孫陀，一髻髮為十）


《雜阿含經》 八眾誦第五
二二〈梵天相應〉

(p.167)
一；
  一二八八（《雜阿含．1188經》
卷44，大正2，321c18-322a2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9，n.2)「本經敘說佛於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初成佛道時，思惟當尊重正法，梵天讚之。
※《相應部》(S. 6. 1. 2. Gārava 恭敬)、增支部(A. 4. 21. Uruvelā ◎優樓比螺〔村〕)、《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八經─大正〔No. 100(101)〕。」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尊重】
：「世尊成道不久之時，於菩提樹下自作思惟，唯有正法能令我成無上菩提，我應恭敬尊重乃至依於正法而住，因為過去、未來諸佛亦恭敬尊重乃至依此正法而住。梵天王得知世尊作此念後，下至佛前讚歎世尊所念，並言無有世人乃至諸天能勝世尊的五分法身。」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毘羅
聚落尼連禪
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

爾時、世尊獨靜思惟，作是念：不恭敬者，則為大苦。無有次序，無他自在可畏懼者，則於大義有所退減。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者，得安樂住。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大義滿足。頗有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中，能於我所，具足戒勝、三昧勝、智慧勝、解脫勝、解脫知見勝，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
復作是念：無有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能於我所戒具足勝、三昧勝、智慧勝、解脫勝、解脫知見勝，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令我自覺成三藐三佛陀者，我當於彼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所以者何？過去如來、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諸當來世如來、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世尊心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沒，住於佛前。歎言：「善哉！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懈怠、不恭敬者，甚為大苦，廣說乃至大義滿足。其實無有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於世尊所戒具足勝、三昧勝、智慧勝，解脫勝，解(p.168)脫知見勝，令世尊
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如來自悟成等正覺，則是如來所應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所以者何？過去諸如來、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諸未來如來、應、等正覺，亦當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世尊亦當於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時梵天王復說偈言：
「過去等正覺，及未來諸佛，現在佛世尊，能除眾生憂。
一切恭敬法，依正法而住，如是恭敬者，是則諸佛法。」

時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二；
  一二八九（《雜阿含．1189經》
卷44，大正2，322a28-c3）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1，n.2)：「本經敘說佛於尼連禪河側初成佛道時，思惟四念處能淨眾生，梵天讚之。
※《相應部》(S. 47. 18. Brahmā 梵天王)、《別譯雜阿含》卷五第十九經─大正〔No.100(102)〕、失譯雜阿含第四經─大正〔No. 101(4)〕。」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梵天】
：「世尊於菩提樹下作是思惟，有一乘道－「四念處」，能使令眾生滅除諸憂悲苦惱，得真如法。
梵天王得知世尊作此念後，下至佛前讚歎世尊所念。」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

爾時、世尊獨靜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
能淨眾生，度諸憂悲，滅除苦惱，得真如法，謂四念處。
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若有人不樂四念處者，則不樂如聖法；不樂如聖法者，則不樂如聖道；不樂如聖道者，則不樂甘露法；不樂甘露法者，則不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若樂修四念處者，則樂修如聖法；樂修如聖法者，則樂如聖道；樂如聖道者，則樂甘露法；樂甘露法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頃，於梵天沒，住於佛前，作是歎(p.169)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一乘道，能淨眾生，謂四念處，乃至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時梵天王復說偈言：
「謂有一乘道，見生諸有邊，
演說於正法，安慰苦眾生。
過去諸世尊，以乘斯道度；當來諸世尊，亦乘度
斯道；
現在尊正覺，乘此度海流，究竟生死際，調伏心清淨。
於生死輪轉，悉已永消盡，知種種諸界，慧眼顯正道。
譬若恆水流，悉歸趣大海，激流浚漂遠；正道亦如是，
廣智善顯示，逮得甘露法。殊勝正法輪，本所未曾聞，
哀愍眾生故，而為眾生轉。覆護天人眾，令度有彼岸，
是故諸眾生，鹹皆稽首禮。」
爾
時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三；
 一二九０（《雜阿含．1190經》
卷44，大正2，322c4-14）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3，n.4)：「本經敘說佛成道後，梵天前來讚歎。
※《相應部》(S. 6. 2. 1. Sanajkumāra 常童子)、《別譯雜阿含》卷五第二十經─大正〔No. 100(103)〕。」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梵天】
：「此經說明：於世尊成道不久時，梵天王來面前讚歎世尊為兩足尊，天人中最為勝。」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
，成佛未久。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絕妙色身，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於諸種姓中，剎利兩足尊；
明行具足者，天人中最勝。」
(p.170)佛告梵天王：「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於諸種姓中，剎利兩足尊；明行具足者，天人中最勝。」
佛說是經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四；
  一二九一（《雜阿含．1191經》
卷44，大正2，322c15-323a11）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5，n.1)：「本經敘說佛為諸比丘說阿練若法，梵天以偈證其說。※《相應部》(S. 6. 2. 3. Andhakavinda 闇陀迦頻陀)、《別譯雜阿含》卷五第二十一經─大正〔No. 100(104)〕。」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空閑處】
：「世尊為諸比丘說阿蘭法，梵天至佛前讚歎並說偈證明。」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止空閑無聚落處，與比丘眾夜宿其中。

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隨順阿練若法
。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作是念：今者世尊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一空閑無聚落處，與諸大眾止宿空野。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隨順空法，我今當往隨順讚歎。譬如力士屈伸臂頃，於梵天沒，住於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習近邊床
坐
，斷除諸煩惱。若不樂空閑，入眾自攝護。
自調伏其心，家家行乞食，攝持於諸根，專精繫心念，
然後習空閑，阿練若床坐，遠離諸恐怖，無畏安隱住。
若彼諸兇險，惡蛇、眾毒害，黑雲大闇冥，震雷曜電光，
離諸煩惱故，晝夜安隱住。如我所聞法，乃至不究竟，
獨一修梵行，不畏千死魔，若修於覺道，不畏於萬數。
一切須陀洹，或得斯陀含，及阿那含者，其數亦無量， (p.171)
不能定其數，恐怖於妄說。
」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已，為佛作禮，即沒不現。
五；
  一二九二（《雜阿含．1192經》
卷44，大正2，323a12-b8）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7，n.1)：「本經敘說十方諸天供養佛及僧伽，四梵天前來偈讚。
※《相應部》(S. 1. 4. 7.Samaya 會)、《別譯雜阿含》卷五第二十二經─大正〔No. 100(105)〕、長阿含卷十二大會經、法天譯佛說大三摩惹經，參閱《長部》(D. 20. Mahāsamaya-suttanta 大會經)。」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集會】
：「世尊為五百位已得阿羅漢的比丘說涅槃法之時，有四位梵天來說偈讚歎。」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毘羅衛迦毘羅衛林中。與五百比丘俱，皆是阿
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涅槃相應法。時有十方世界大眾威力諸天，皆悉來會，供養世尊及比丘僧。
復有諸梵天王，住於梵世，作是念：今日佛住迦毘羅衛國，如上廣說，乃至供養世尊及諸大眾，我今當往各各讚歎。作是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沒，住於佛前。
第一梵天即說偈言：

「於此大林中，大眾普雲集，十方諸天眾，
皆悉來恭
敬，故我遠來禮，最勝難伏僧。」
第二梵天復說偈言：
「是諸比丘僧，真實心精進，於此大林中，攝諸根求度。」
第三梵天次說偈言：
「善方便消融，恩愛深利刺，堅固不傾動，如因陀羅幢。
度深塹水流，清淨不求欲，善度之導師，諸調伏大龍。」
(p.172)第四梵天次說偈言：
「歸依於佛者，終不墮惡趣，
能斷人中身，得天身受樂。」
各說偈已，四梵天身
即沒不現。
六；
  一二九三（《雜阿含．1193經》
卷44，大正2，323b9-c15）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9，n.2)：「本經敘說梵天勸瞿迦梨比丘離開提婆達多復歸佛所領導之僧團。
※《相應部》(S. 6.1. 7-9 Kokālika etc. 瞿迦利迦等)、《別譯雜阿含》卷五第二十三經─大正〔No. 100(106)〕、失譯雜阿含第五經─大正〔No. 101(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瞿迦梨】
：「此經說明梵天勸提婆達多之伴黨瞿迦梨，應對舍利弗等尊者起淨信，不要再受不饒益之苦。世尊印可梵天所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
迦蘭陀竹園。
時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日日精勤往詣佛所，尊重供養。時娑婆世界主作是念：今旦太早而來見佛，正值世尊入大三昧
，我等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
比丘房中。作是念已，即入彼房。至房戶中，以指扣戶，口說是言：「瞿迦梨！瞿迦梨！於舍利弗、目連所起淨信心，汝莫長夜得不饒益苦。
」
瞿迦梨言：「汝是誰」？
梵天答言：「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瞿迦梨言：「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
梵天王言：「如是，比丘」！

瞿迦梨言：「汝何故來」？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念
言：此不可治
，即說偈言：
「於無量處所，生心欲籌量，何
有黠慧者，而生此覺
想？
無量而欲量，是陰蓋凡夫。」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常日日勤到佛所，親覲供養。我作是念：今旦太早來見世尊，正值世尊入大
三昧，我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即住戶中，徐徐扣戶，口說是言：瞿迦梨！瞿迦梨！當於舍利弗、目揵連賢善智(p.173)慧者所，起淨信心，莫長夜得不饒益苦。瞿迦梨言：汝是誰？我即答言：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瞿迦梨言：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我即答言：如是。瞿迦梨復言：汝何故來？我作是念：此不可治，即說偈言：
「於不可量處，發心欲籌量，不可量欲量，是陰蓋凡夫。」
佛語梵王：「如是，如是，梵王！於不可量處，而發心欲量，何有智慧人，而生此妄想？不可量欲量，是陰蓋凡夫。」
佛說此經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為佛作禮，即沒不現。
七；
  一二九四（《雜阿含．1194經》
卷44，大正2，323c16-324b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1，n.2)：「本經敘說諸梵天日日供養佛，魔見而阻之，諸梵天不為所動。
※《相應部》(S. 6.1. 6. Pamāda 放逸)、《別譯雜阿含》卷六第一經─大正〔No. 100(107)〕。」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梵天】
：「此經說明，梵天雖有身金色，能普照梵天的宮殿，但是有智慧者，其心已解脫故，如實了知著色是會生煩惱。」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
迦蘭陀竹園。

爾時、大梵天王，及餘別梵天
，善臂別梵天
，日日方便往見供養世尊。時有婆句梵天
，見別梵天、善臂梵天精勤方便，而問言：「汝欲何之」？
彼即答言：「欲見世尊，恭敬供養。」
時婆句梵天即說偈言：
「彼有四鵠鳥，三種金色宮，五百七十二，修行禪思者。
熾焰金色身，普照梵天宮，汝且觀我身，何用至彼為」？
爾時、善梵王、別梵王、善臂別梵王，復說偈言：(p.174)
「雖有金色身，普照梵天宮，其有智慧者，知色有煩惱，
智者不樂色，於其心解脫。」
時彼善梵天、別梵天、善臂別梵天，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而。白佛言：「世尊！我今方便欲來見世尊，恭敬供養，有婆句梵天，見我方便而問我言：汝今方便，欲何所之？我即答言：欲往見世尊，禮事供養。婆句梵天即說偈言：
「有四種鵠鳥，三種金色宮，五百七十二，於中而禪思。
觀我身金色，普照梵天宮，汝且觀我身，何用至彼為？」
我即說偈而答彼言：
「雖有金色身，普照梵天宮，當知真金色，是則煩惱事，
智者解脫色，於色不復樂。」
佛告梵天：「如是，梵天！如是，梵天！雖有真金色，普照梵天宮，當知真金色，則是煩惱事，智者解脫色，於色不復樂。」
時彼梵天，為迦吒務陀低沙比丘故說偈言：
「夫士
生世間，利斧在口中，還自斬其身，斯由惡言故。(p.175)
應毀者稱譽，應譽而反毀，惡口增其過，所生無安樂。
博弈、酒喪財，其過失甚少，惡心向善逝，是則為大過。
地獄有百千，名尼羅浮陀
，三千
有六百，及五阿浮陀
，
斯皆謗聖獄，口意惡願故。」
佛說此經已，彼諸梵天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八；
  一二九五（《雜阿含．1195經》
卷44，大正2，324b3-c16）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5，n.4)：「本經敘說婆句梵天生常見，世尊知其宿業而為彼說無常法。
※《相應部》(S. 6. 1.4. Bako Brahmā 婆迦梵天)、《別譯雜阿含》卷六第二經─大正〔No. 100(108)〕。」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婆句梵天】
：「因婆句梵天起邪見，認為己梵天是恆常非變易，是唯一出離之處。世尊則為梵天說此是汝過去世所造作之種種善業，而感得現世的福業。」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
時有婆句梵天
，住梵天上，起如是惡邪見言：此處常恆非變易法，純一出離之處。

爾時、世尊知婆句梵天心念已，入於三昧，如其正受，於王舍城沒，住梵天上
。
婆句梵天遙見世尊而
說偈言：
「梵天七十二，造作諸福樂
，自在而常住，生老死已過。
我於諸明論，修習已究竟，彼諸天眾等，唯謂我長存。」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此則極短壽，非是長存者，而婆句梵天，自謂為長壽。
尼羅浮多
獄，其壽百千數，我悉憶念知，汝自謂長存。」
婆句梵天復說偈言：」(p.176)
「佛世尊所見，其劫數無邊，生老死憂悲，皆悉已過去。
唯願說知我，過去曾所更，受持何戒業，而得生於此。」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過去久遠劫，於大曠野中，有諸大眾行，多賢聖梵行，
飢乏無資糧，汝救之令度，慈救心相續，經劫而不失；
是則汝過去，所受持功德，我悉憶念知，久近如眠覺。
過去有村邑，為賊所抄掠，汝時悉皆救，令其得解脫；
是則過去世，所受持福業，我憶此因緣，久近如眠覺。
過去有人眾，乘船恆水中，惡龍持彼船，欲盡害其命，
汝時以神力，救令得解脫；是則汝過去，所受持福業，
我憶是因緣，久近如眠覺。」
婆句梵天復說偈言：
「決定悉知我，古今壽命事，亦知餘一切，是則為正覺。
是故所受身，金光炎普照，其身住於此，光明遍世間。」
爾時、世尊為婆句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如其正受，從梵天沒，還王舍城。
(p.177)
九；
  一二九六（《雜阿含．1196經》
卷44，大正2，324c17-325b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9，n.1)：「本經敘說一梵天起常見、生我慢，世尊及諸尊者往天上為彼說法，破其邪見。
※《相應部》(S. 6. 1. 5. Aparā diṭṭhi ◎他見)、《別譯雜阿含》卷六第三經─大正〔No. 100(109)〕。」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邪見】
：「世尊為破斥梵天之邪見，故顯神通，現於彼梵天宮頂上，其摩訶迦葉等弟子亦顯神通至彼梵天宮頂上。」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梵天，住梵天上，起如是邪見言：此處常恆不變易，純一出離，未曾見有來至此處，況復有過此上者！
爾時、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梵天宮。當彼梵天頂上，於虛空中結跏趺坐，正身繫念。
爾時、尊者阿若俱鄰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即以天眼淨過人間眼，觀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彼梵世，在於東方，西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梵天上。在於南方，北面向佛
，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今者為在何所？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住梵天上。在於西方，東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即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以天眼淨過於人眼，遙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住梵天上。在於北方，南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爾時、世尊告梵天曰：「汝今復起是見；從本已來，未曾見有過我上者不」？
梵天白佛：「我今不敢復言我未曾見有過我上者，唯見梵天光明被障。」
爾時、世尊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p.178)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上沒，還舍衛國。
尊者阿若俱鄰，摩訶迦葉，舍利弗，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沒，還舍衛國。
唯尊者大目揵連，仍於彼住。
時彼梵天問尊者大目鍵連：「世尊諸餘弟子，悉有如是大德大力不」？
時尊者大目揵連即說偈言：
「大德具三明，通達觀他心，漏盡諸羅漢
，其數無有量。」
時尊者大目揵連，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沒，還舍衛國。
一０；
一二九七（《雜阿含．1197經》
卷44，大正2，325b2-c10）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1，n.2)：「本經敘說佛於雙樹林下般涅槃。」
※《相應部》(S. 6. 2. 5. Parinibbāna 般涅槃)、《別譯雜阿含》卷六第四經─大正〔No. 100(110)〕。」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入滅】
：「本經說明：諸行無常皆是生滅法，如世尊於娑羅雙樹間入無餘涅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俱尸那竭國
力士生地堅固雙樹林
。

爾時、世尊臨般涅槃，告尊者阿難：「汝於堅固雙樹間，敷繩床，北首，如來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
時尊者阿難奉世尊教，於雙堅固樹間，為世尊敷繩床，北首已，還世尊所，稽首禮足，白言：「世尊！已
為如來於雙堅固樹間，敷繩床，令北首。」於是世尊往就繩床，右脅著地，北首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相
。

爾時、世尊即於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般涅槃已，雙堅固樹尋即生花，周匝垂下，供養世尊。
時有異比丘即說偈言：
「善好堅固樹，枝條垂禮佛，妙花以供養，大師般涅槃。」(p.179)
尋時釋提桓因說偈：
「一切行無常，斯皆生滅法，雖生尋以滅，斯寂滅為樂。」
尋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復說偈言：
「世間一切生，立者皆當捨
，如是聖大師，世間無有比，
逮得如來力，普為世間眼，終歸會磨滅，入無餘涅槃。」
尊者阿那律陀
次復說偈言：
「出息入息住，立心善攝護，從所依而來，世間般涅槃。
大恐怖相生，令人身毛豎，一切行力具，大師般涅槃。
其心不懈怠，亦不住諸愛，心法漸解脫，如薪盡火滅。」
如來涅槃後七日，尊者阿難往枝提
所而說偈言：
「導師此寶身，往詣梵天上。如是大神力，內火還燒身，
五百氈纏身，悉燒令磨滅。千領細氈衣，以衣如來身，
唯二領不燒，最上及襯身。」

尊者阿難說是偈
時，時諸比丘，默然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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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比丘尼相應〉

一；
  一二九八（《雜阿含．1198經》
卷45，大正2，325c13-326a16）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5，n.1)：「本經敘說阿[艹/(月*曷)]毘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1. Ālavikā 阿[艹/(月*曷)]毘迦)、《小部》‧長老尼偈經(Thīg. 57-59)、《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一經─大正〔No.100(214)〕。」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阿臈毘】
：「經1-10皆為魔波旬化作莊嚴之年少欲留難乃至誘惑諸比丘尼，但是反而被比丘尼所破斥並對魔說正法，使命魔內懷憂悔而沒。

經1：原本魔欲留難乃至誘惑阿臈毘比丘尼，後被阿臈毘比丘尼發覺並破斥魔所誘。若受世間的五欲猶如被利刀所傷，故受五欲者是不可樂、是大恐怖處，應離一切喜樂，住於無漏法，魔聞知後即沒。」
(p.18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阿臈毘
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時阿臈毘比丘尼，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持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陀林
坐禪。
時魔波旬
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弟子阿臈毘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已，持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禪，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
往詣彼比丘尼所，語比丘尼言：「阿姨
！欲何處去」！
比丘尼答言：「賢者！到遠離處去。」
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世間無有出，用求遠離為？還服食五欲，勿令後變悔。」
時阿臈毘比丘尼作是念：是誰欲恐怖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姦狡
人耶？心即念言：此必惡魔，欲亂我耳。覺知已而說偈言：

「世間有出要，我自知所得，鄙下之惡魔，汝不知其道。
譬如利刀害，五欲亦如是；譬如斬肉刑
，苦受陰亦然。(p.184)
如汝向所說，服樂五欲者，是則不可樂，大恐怖之處。
離一切喜樂，捨諸大闇冥，以滅盡作證，安住離諸漏。
覺知汝惡魔，尋即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彼阿臈毘比丘尼已知我心。愁憂不樂，即沒不現。
二；
  一二九九（《雜阿含．1199經》
卷45，大正2，326a17-b14）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7，n.3)：「本經敘說蘇摩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2. Somā 蘇摩)、《小部》‧長老尼偈經(Thīg. 60-62)、《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二經─大正〔No. 100(21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蘇摩】
：「蘇摩比丘尼對魔說，只要心能入於正覺正受，得無上法，即受女相又何妨！若心著於男女相，彼即是隨魔所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蘇摩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坐禪。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蘇摩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右
肩上，入安陀林坐禪，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蘇摩比丘尼所，問言：「阿姨！欲至何所」？
答言：「賢者！欲至遠離處去。」
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仙人所住處，是處甚難得，非彼二指智
，能得到彼處。」

時蘇摩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等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作此思惟已，決定智生，知是惡魔來欲嬈亂。即說偈言：
「心入於正受，女形復何為？智或若生已，逮得無上法。
(p.185)
若於男女想，心不得俱離，彼即隨魔說，汝應往語彼。
離於一切苦，捨一切闇冥，逮得滅盡證，安
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即自磨滅去
」！
時魔波旬作是念
：蘇摩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悔，即沒不現。
三；
  一三００（《雜阿含．1200經》
卷45，大正2，326b15-c1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9，n.8)：「本經敘說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3. Gotamī 瞿曇彌)、《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三經─大正〔No. 100(216)〕。」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瞿曇彌】
：「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對魔說，我已無子想乃至遠離一切恩愛憂苦想。」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吉離舍瞿曇彌
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至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
著肩上，入安陀林，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入晝
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
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汝何喪其子，涕泣憂愁貌？獨坐於樹下，何求於男子」？
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為誰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者？如是思惟，生決定智
，惡魔波旬來嬈我耳。即說偈言：
「無邊際諸子，一切皆亡失，此則男子邊，已度男子表
。(p.186)
不惱不憂愁，佛教作已作，一切離憂
苦，捨一切闇冥，
已滅盡作證，安隱盡諸漏。已知汝弊魔，於此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古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已知我心。愁憂苦惱，即沒不現。
四；
  一三０一（《雜阿含．1201經》
卷45，大正2，326c13-327a18）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51，n.8)：「本經敘說優鉢羅色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5. Uppalavannā 蓮華色)、《小部》‧長老尼偈經(Thīg. 230-233)、《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四經─大正〔No. 100(217)〕。」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優鉢羅色】
：「魔本欲入優鉢羅色比丘尼身中惱亂，但因優鉢羅色比丘尼心已得自在得大神通，且離棄三毒之束縛，故不畏魔所惱。」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優缽羅色
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優缽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缽羅色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妙華堅固樹，依止其樹下，獨一無等侶，不畏惡人耶」？
時優缽羅色比丘尼作是念：為何等人欲恐怖我？為是人、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即得覺知，必是惡魔波旬欲亂我耳。即說偈言：
「設使有百千，皆是姦狡人，如汝等惡魔，來至我所者，
不能動毛髮，不畏汝惡魔。」(p.187)
魔復說偈言：
「我今入汝腹，住於內藏中，或住兩眉間，汝不能見我。」
時優缽羅色比丘尼復說偈言：
「我心有大力，善修習神通，大縛已解脫，不畏汝惡魔。
我已吐三垢，恐怖之根本，住於不恐地，不畏於魔軍。
於一切愛
喜
，離一切闇冥，已證於寂滅，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缽羅色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愁，即沒不現。
五；
  一三０二（《雜阿含．1202經》
卷45，大正2，327a19-b1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55，n.1)：「本經敘說尸羅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10. Vajirā 金剛)、《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五經─大正〔No. 100(218)〕。」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尸羅】
：「尸羅比丘尼告訴魔波旬，眾生是五蘊和合故有，是假名為眾生。」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p.188)
「眾生云何生？誰為其作者？眾生何處起？去復至何所」？
尸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作是思惟已，即生知覺，此是惡魔，欲作留難。即說偈言：
「汝
謂有眾生，此則惡魔見，唯有空陰聚，無是眾生者。

如和合眾材，世名之為車，諸陰因緣合，假名為眾生。
其生則苦生，住亦即苦住，無餘法生苦，苦生苦自滅。
捨
一切憂
苦，離一切闇冥，已證於寂滅，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則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羅比丘尼已知
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六；
  一三０三（《雜阿含．1203經》
卷45，大正2，327b18-c15）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57，n.2)：「本經敘說毘羅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9. Selā 世羅)、《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六經─大正〔No. 100(219)〕。」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毘羅】
：「毘羅比丘尼告訴魔波旬說，形像非自造，亦非他造，是隨眾緣生起而有，隨眾緣滅去而散。」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毘羅比」(p.189)丘尼所而說偈言：
「云何作此形，誰為其作者？此形何處起？形去至何所」？
毘羅比丘尼作是念：是何人來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即得知覺，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此形不自造，亦非他所作，因緣會而生，緣散即磨滅。
如世諸種子，因大地而生，因地、水、火、風；陰、界、入亦然，
因緣和合生，緣離則磨滅。捨一切憂苦，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安住諸漏盡。惡魔已
知汝，即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毘羅比丘尼已知我心。生大憂慼，即沒不現。
七；
  一三０四（《雜阿含．1204經》
卷45，大正2，327c16-328a14）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59，n.1)：「本經敘說毘闍耶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4. Vijayā 毘闍耶)、《小部》‧長老尼偈經(Thīg. 139,140)、《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七經─大正〔No.100(220)〕。」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毘闍耶】
：「毘闍耶比丘尼告訴魔波旬說，五欲等種種欲樂，今悉已惠汝，一切持相與汝，非我所須。」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毘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此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弟子毘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p.190)正，往至其前，而說偈言：
「汝今年幼少，我亦是年少，當共於此處，作五種音樂，
而共相娛樂，用是禪思為」？
時毘闍耶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為姦狡人耶？如是思惟已，即得知覺，是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歌舞作眾伎
，種種相娛樂，今悉已
惠汝，非我之所須。
若寂滅正受，及天人五欲，一切持相與，亦非我所須。
捨一切喜樂
，離一切闇冥，寂滅以作證，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當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是毘闍耶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八；
  一三０五（《雜阿含．1205經》
卷45，大正2，328a15-b15）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1，n.1)：「本經敘說遮羅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6. Cālā 遮羅)、《別譯雜阿含》經卷十二第八經─大正〔No. 100(221)〕。」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遮羅】
：「遮羅比丘尼告訴魔波旬說，有生者必有死，生則會受諸苦，我當欣樂、了知世尊所說的法，是故不再喜樂受生。」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遮羅
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至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洗足畢，舉衣缽，持尼師壇(p.191)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
作年少，容貌端正，至遮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
「覺受生為樂，生服受五欲，為誰教授
汝，令厭離於生」？
時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作恐怖？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而來至
此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生者必有死，生則受諸苦，鞭打諸惱苦，一切緣生有，
當斷一切苦，超越一切生。慧眼觀聖諦，牟尼所說法：
苦苦及苦集
，滅盡離諸苦，修習八正道，安隱趣涅槃。
大師平等法，我欣樂彼法，我知彼法故，不復樂受生。
一切離愛喜，捨一切闇冥，寂滅以作證，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九；
  一三０六（《雜阿含．1206經》
卷45，大正2，328b16-c18）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3，n.1)「本經敘說優波遮羅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7. Upacālā 優波遮羅)、《小部》‧長老尼偈經(Thīg. 197-198, 200-201)、《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九經─大正〔No. 100(222)〕。」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優婆遮羅】
：「優婆遮羅比丘尼告訴魔波旬說，三十三天上等諸天，是不離有為行；一切世間是動搖法，是苦火常熾然，是烟塵起。」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p.192)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波遮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三十三天上，炎魔
、兜率陀
，化樂
、他自在
，發願得往生。」
優波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是姦狡人？自思覺悟，必是惡魔欲作嬈亂。而說偈言：
「三十三天上，炎魔、兜率陀，化樂、他自在，斯等諸天上，
不離有為行，故隨魔自在。一切諸世間，悉是眾行聚；
一切諸世間，悉皆動搖法；一切諸世間，苦火常熾然；
一切諸世間，悉皆煙塵起。不動亦不搖，不習近凡夫，
不隨
於魔趣，於是處娛樂。離一切憂苦，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安住諸漏盡。已覺汝惡魔，則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波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一０；
一三０七（《雜阿含．1207經》
卷45，大正2，328c19-329a2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5，n.3)：「本經敘說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不受魔誘惑。
※《相應部》(S. 5. 8. Sīsupacālā 尸須波遮羅)、《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經─大正〔No. 100(223)〕。」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尸利沙遮羅】
：「尸利沙遮羅比丘尼告訴魔波旬說，世尊能降伏諸魔怨，有一切智，已離諸煩惱；世尊是我大師，是故我喜樂大師之法，我已入大師之法。」
 (p.19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尸利沙遮羅
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化
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利沙遮羅比丘尼所而作是言：「阿姨！汝樂何等諸道」？
比丘尼答言：「我都無所樂。」
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汝何所諮受，剃頭作沙門，身著袈裟衣，而作出家相，
不樂於諸道，而守愚癡住」？
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已，即自知覺，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此法外諸道，諸見所纏縛，縛於諸見已，常隨魔自在。
若生釋種家，稟無比大師，
能伏諸魔怨，不為彼所伏。
清淨一切脫，道眼普觀察，一切智悉知，最勝離諸漏。
彼則我大師，我唯樂彼法，我入彼法已，得遠離寂滅。(p.194)
離一切愛喜，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如是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利沙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曠野、素彌、蘇瞿曇，蓮華、石室及毘羅，毘闍、折羅，憂波折羅，第十名動頭）。

《雜阿含經》「八眾誦第五」

二四、〈婆耆舍相應〉
(p.197)

一；
  一三０八（《雜阿含．1208經》
卷45，大正2，329a23-b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7，n.3)：「本經敘說婆耆舍尊者於十五日布薩時，以月作譬讚歎佛德。
※《相應部》(S. 8. 11.Gaggarā 伽伽羅池)、《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52)、《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一經─大正〔No. 100(224)〕。」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偈伽池】
：「婆耆舍尊者於月十五日布薩之時，以月作譬喻讚歎佛之功德。」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
國揭伽
池側。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坐。月初出時，時有尊者婆耆舍
，於大眾中作是念：我今欲於佛前歎月譬偈。作是念已，即從坐
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欲說者便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如月停虛空，明淨無雲翳，光炎明暉曜，普照於十方。
如來亦如是，慧光照世間，功德善名稱，周遍滿十方。」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二；
  一三０九（《雜阿含．1209經》
卷45，大正2，329b8-2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9，n.1)：「本經敘說憍陳如尊者來詣佛所，婆耆舍尊者從旁以偈讚歎之。
※《相應部》(S. 8.9. Kondañña 憍陳如)《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46-1248)、《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三經─大正〔No. 100(22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憍陳如】
：「憍陳如尊者來佛所見佛時，婆耆舍尊者讚歎憍陳如尊者得正受、不放逸、大威德、具三明等。」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
。

爾時、尊者阿若憍陳如
，久住空閑阿練若處，來詣佛所，稽首佛足，以面掩佛足上，而說是言：「久不見世尊！久不見善逝」！
爾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
中，作是念：我今當於尊者阿若憍陳如面前，以上座譬而讚歎之。作此念已，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欲說時(p.198)便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上座之上座，尊者憍陳如，已度已超越，得安樂正受。

於阿練若處，常樂於遠離，聲聞之所應，大師正法教，
一切悉皆陳，正受不放逸，大德力三明，他心智明瞭。
上座憍陳如，護持佛法財
，增上恭敬心，頭面禮佛足。」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三；
  一三一０（《雜阿含．1210經》
卷45，大正2，329b28-c14）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1，n.1)：「本經敘說舍利弗尊者為諸比丘說法，婆耆舍尊者以偈讚之。
※《相應部》(S. 8. 6.Sāriputta 舍利弗)、《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31-1233)、《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三經─大正〔No. 100(226)〕。」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舍利弗】
：「婆耆舍尊者讚歎舍利弗尊者所說之法，能令聞者廣開解；聲音美妙，聞者欣樂。」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
。
時尊者舍利弗，在供養堂，有眾多比丘集會而為說法：句味滿足，辯才簡淨，易解樂聞；不閡
不斷，深義顯現。
彼諸比丘專至樂聽，尊重憶念，一心側聽。
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作是念：我當於尊者舍利弗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已，即起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欲有所說。」
舍利弗告言：「隨所樂說。」
尊者婆耆舍
即說偈言：
「善能略
說法，令眾廣開解，賢優婆提舍，於大眾宣暢。
當所說法時，咽喉出美聲。悅樂愛念聲，調和漸進聲，
聞聲皆欣樂，專念不移轉。」
尊者婆耆舍說此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p.199)
四；
  一三一一（《雜阿含．1211經》
卷45，大正2，329c15-330a3）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1，n.5)：「本經敘說婆耆舍尊者讚歎五百比丘之德及目揵連之神通。
※《相應部》(S. 8. 10.Moggallāna 目揵連)、《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49-1251)、《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四經─大正〔No. 100(227)〕。」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那伽山】
：「婆耆舍尊者讚歎目犍連尊者的神通，以及佛和五百位比丘之德。」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那伽
山側
，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尊者大目揵連，觀大眾心，一切皆悉解脫貪欲。
時尊者婆耆舍，於大眾中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及比丘僧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導師無上士，住那伽山側，五百比丘眾，親奉於大師。
尊者大目連，神通諦明瞭，觀彼大眾心，悉皆離貪欲。
如是具足度，牟尼
度彼岸，持此最後身，我今稽首禮。」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五；
  一三一二（《雜阿含．1212經》
卷45，大正2，330a4-c19）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3，n.2)：「本經敘說世尊於月十五日食受時，問大眾其身口意三業過失，舍利弗答以世尊無過失，並問自己及大眾過失。
※《相應部》(S. 8. 7. Pavāranā 自恣)、《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34-1237)、《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五經─大正〔No.100(228)〕、《中阿含》第一二一經(《請請經》)、竺法護譯《受新歲經》、竺曇無蘭譯《新歲經》、法賢譯《解夏經》、《增一阿含》三十二品第五經─大正〔No. 125(32.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懷受】
：「世尊於自恣之日，首先問大眾佛自身於身口意三業有無過失？其次舍利弗問佛自身及大眾於身口意三業有無過失？」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夏安居，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除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世尊記說彼現法當得無知證
。

爾時、世尊臨十五日，月食受時
，於大眾前敷座而坐。
坐已，告諸比丘：「〔我
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後邊身，為大醫師，拔諸劍刺〕。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此後邊身(p.200)，無上醫師，能拔劍刺。汝等為子，從我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
當懷受我
，莫令我若身、若口、若心有可嫌責事。」
爾時、尊者舍利弗在眾會中，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向者作如是言：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最後身，無上大醫，能拔劍刺。汝為我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諸比丘！當懷受我，莫令我身、口、心有可嫌責。我等不見世尊身、口、心有可嫌責事。所以者何？世尊不調伏者能令調伏，不寂靜者能令寂靜，不穌息者能令穌息，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如來知道，如來說道，如來向道，然後聲聞成就隨道、宗道，奉受師教，如其教授，正向欣樂真如善法。我於世尊都不見有可嫌責身、口、心行。我今於世尊所，乞願懷受，見、聞、疑罪，若身、口、心有嫌責事」！
佛告舍利弗：「找不見汝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汝舍利弗持戒、多聞，少欲、知足，修行遠離，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厭離智慧，大智慧，廣智慧，深智慧，無比智慧，智寶
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讚歎示教、照喜，為眾說法，未曾疲倦。
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應受灌頂而未
灌頂，已住灌頂儀法，如父之法，所可轉者亦當隨轉。汝今如是為我長子，鄰
受灌頂而未灌頂，住於儀法，我所應轉法輪
汝亦隨轉，得無所起，盡諸有漏，心善解脫。如是舍利弗！我於汝所，都無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我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此
五百諸比丘，得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p.201)耶」？
佛告舍利弗：「我於此五百比丘，亦不見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已捨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我記說彼於現法中得無知證。是故諸五百比丘，我不見其有身、口、心，見、聞、疑罪可嫌責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五百比丘，既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幾比丘俱解脫？幾比丘慧解脫」？
佛告舍利弗：「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脫，餘者慧解脫。舍利弗！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有皮膚，真實堅固
。」

時尊者婆耆舍在眾會中，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及大眾面前，歎說懷
受偈。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婆耆舍即說偈言：
「十五清淨日，其眾五百人，斷除一切結，有盡大仙人。
清淨相習近，清淨廣解脫，不更受諸有，生死已永絕。
所作者已作，得一切漏盡，五蓋已雲除，拔刺根本愛。
師子無所畏，離一切有餘，害諸有怨結，超越有餘境，
諸有漏怨敵，皆悉已潛伏。猶如轉輪王，懷受諸眷屬，
慈心廣宣化，海內悉奉用。能伏魔怨敵，為無上導師， (p.202)
信敬心奉事，三明、老死滅。為法之真子，無有飄轉患，
拔諸煩惱刺，敬禮日種胤
。」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
  一三一三（《雜阿含．1213經》
卷45，大正2，330c20-331a1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9，n.1)：「本經敘說婆耆舍尊者於自身生厭，說自厭之偈。
※《相應部》(S. 8. 2. Arati ◎不樂)、《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14-1218)、《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六經─大正〔No. 100(229)〕。」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不樂】
：「此經說明，婆耆舍尊者厭自身而欣求解脫涅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尼拘律相
，住於曠
野禽獸住處
。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有如是威儀，依聚落、城邑住。晨朝著衣持缽，於彼聚落、城邑乞食。善護其身，守諸根門，攝心繫念。食已，還住處，舉衣缽，洗足畢，入室坐禪，速從禪覺。不著乞食，而彼無有隨時教授，無有教誡
者，心不安樂，周圓隱覆，如是深住
。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不得利，難得非易得，我
不隨時得教授教誡，不得欣樂周圓
，隱覆心住，我今當讚歎自厭之偈。即說偈言：

「當捨樂不樂，及一切貪覺，於鄰
無所作，離染名比丘。
於六覺心想，馳騁於世間，惡不善隱覆，不能去皮膚。
穢汙樂於心，是不名比丘，有餘縛所縛，見、聞、覺、識俱。
於欲覺悟者，彼處不復染，如是不染者，是則為牟尼。
大地及虛空，世間諸色像，斯皆磨滅法，寂然自決定。(p.203)
法器久修習，而得三摩提
，不觸不諂偽，共心極專至，
彼聖久涅槃，繫念待時滅。」

時尊者婆耆舍說自厭離偈，心自開覺，於不樂等開
覺已，欣樂心住。
七；
  一三一四（《雜阿含．1214經》
卷45，大正2，331a18-b9）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81，n.2)：「本經敘說阿難與婆耆舍結伴行乞，途中見一美女，婆耆舍生煩惱，阿難為彼說解脫法。
※《相應部》(S. 8. 4. Ānanda 阿難)、《別譯雜阿含》卷十二第十七經─大正〔No. 100(230)〕、《增一阿含》第三十五品第九經─大正〔No. 125(35.9)〕。」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貪欲】
：「阿難尊者與婆耆舍尊者相俱乞食，途中婆耆舍見年少女人而生煩惱，阿難為彼說解脫之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陀，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以尊者婆耆舍為伴。
時尊者婆耆舍見女人有上妙色，見已貪欲心起。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得不利，得苦非得樂，我今見年少女人有妙絕之色，貪欲心生。今為生厭離故，而說偈言：
「貪欲所覆故，熾然燒我心。今
尊者阿難，為我滅貪火，
慈心哀愍故，方便為我說」！
尊者阿難說偈答言：
「以彼顛倒想，熾然燒其心，遠離於淨想，長養貪欲者，
當修不淨觀，常一心正受。速滅貪欲火，莫令燒其心，
諦觀察諸行，苦空非有我
。繫念正觀身，多修習厭離，
修習於無相，滅除憍
慢使，得慢無間等，究竟於苦邊
。
」
(p.204)尊者阿難說是語時，尊者婆耆舍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八；
  一三一五（《雜阿含．1215經》
卷45，大正2，331b10-c1）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83，n.1)：「本經敘說婆耆舍見美女而起貪欲心，即說厭離偈以安住自心。
※《相應部》(S. 8.1. Nikkhanta 出離)、《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09-1213)、《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一經─大正〔No. 100(250)〕。」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出離】
：「婆耆舍尊者因見婦女而生貪欲心，即說厭離偈以安住自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其舍食入其舍已，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請其食分。
時有眾多長者婦女，從聚落出，往詣精舍。時尊者婆耆舍見年少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起。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樂，見他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生，我今當說厭離偈。念已而說偈言：
「我已得出離，非家而出家，貪欲隨逐我，如牛念他苗。
當如大將子，大力執強弓，能破彼重陣，一人摧伏千。
今於日種胤，面前聞所說，正趣涅槃道，決定心樂住。
如是不放逸，寂滅正受住，無能於我心，幻惑欺誑者。
決定善觀察，安住於正法，正使無量數，欲來欺惑我，
如是等惡魔，莫能見於我。」
時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心得安住。
九；
  一三一六（《雜阿含．1216經》
卷45，大正2，331c2-1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83，n.2)：「本經敘說婆耆舍以自身有辯才而生憍慢心，其後自覺慚悔，故說厭離偈以清淨自心。
※《相應部》(S. 8. 3. Pesalā-atimaññanā ◎輕蔑溫和者)、《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19-1222)、《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二經─大正〔No. 100(251)〕。」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憍慢】
：「婆耆舍尊者以自身有辯才之故，而對聰明梵行者心生憍慢，後自覺而說厭離偈。」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自以智慧堪能善說，於彼
聰(p.205)明梵行所生憍慢心。即自心念：我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樂，我自以智慧，輕慢於彼聰明梵行者。我今當說能生厭離偈，即說偈言：
「瞿曇莫生慢，斷慢令無餘，莫起慢覺想，莫退生變悔，
莫隱覆於他，埿犁殺慢墮
。正受能除憂，見道住正道，
其心得喜樂，見道自攝持。是故無礙
辯，清淨離諸蓋，
斷一切諸慢，起一切明處，正念於三明，神足、他心智。」
時尊者婆耆舍說此生厭離偈已，心得清淨。
（「月喻」、憍陳如、舍利，龍脅及自恣，不樂及欲結，出離及憍慢）。

(p.206)
一０；
一三一七（《雜阿含．1217經》
卷45，大正2，331c18-332a7）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85，n.4)：「本經敘說婆耆舍證阿羅漢果，說偈讚歎三明。
※《相應部》(S. 8. 12. Vavgīsa◎婆耆舍)、《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53-1262)、《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三經─大正〔No. 100(252)〕。」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本欲狂惑】
：「此經說明，婆耆舍尊者以不放逸，專修自業得三明。」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獨一思惟，不放逸住，專修自業，逮得三明而身作證。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獨一靜處，思惟不放逸住，專修自業，起於三明身作證，今當說偈讚歎三明，即說偈言：
「本欲心狂惑，聚落及家家，遊行遇見佛，授我殊勝法。
瞿曇哀愍故，為我說正法，聞法得淨信，捨非家出家。
聞彼說法已，正住於法教，勤方便繫念，堅固常堪能，
逮得於三明，於佛教已作。世尊善顯示，日種苗胤說，
(p.207)為生盲眾生，開其出要門：苦苦及苦因，苦滅盡作證，
八聖離苦道，安樂趣涅槃。善義、善句味，梵行無過上，
世尊善顯示，涅槃濟眾生。」
一一；
一三一八（《雜阿含．1218經》
卷45，大正2，332a8-29）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87，n.1)：「本經敘說世尊說四法句，婆耆舍以偈讚歎之。
※《相應部》(S. 8. 5. Subhāsitā◎諸善說)、《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27-1230)、《小部》‧《經集》(Sn. 3. 3.Subhāsita-sutta 善說經)、《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四經─大正〔No. 100(253)〕。」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四法句】
：「世尊為諸比丘說：善說、愛說、諦說、法說等四句法。婆耆舍尊者聽聞後讚歎世尊所說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法句，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四？
「賢聖
善說法，是則為最上。愛說非不愛，是則為第二。
諦說非虛妄，是則第三說。法說不異言，是則為第四。

諸比丘！是名說四法句。」
爾時、尊者婆耆舍於眾會中，作是念：世尊於四眾中說四法句，我當以四種讚歎，稱譽隨喜。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若善說法者，於己不惱迫，亦不恐怖他，是則為善說。
所說愛說者，說令彼歡喜，不令彼為惡，是則為愛說。
諦說知甘露，諦說知無上，諦義說法說，正士建立處。
如佛所說法，安隱涅槃道，滅除一切苦，是名善說法。」
(p.208)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
一三一九（《雜阿含．1219經》
卷45，大正2，332b1-c6）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89，n.1)：「本經敘說婆耆舍以偈讚歎世尊及比丘僧。
※《相應部》(S. 8. 8. Parosahassa ◎千以上的〔比丘〕)、《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38-124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那伽山側】
：「婆耆舍尊者以偈讚歎世尊及千比丘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與千比丘俱，皆是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已作
，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爾時、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作是念：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側，與千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我今當往，各別讚歎世尊及比丘僧。作是念已，即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而說偈言：
「無上之導師，住那伽山側，千比丘眷屬，奉事於如來。
大師廣說法，清涼涅槃道，專聽清白法，正覺之所說。
正覺尊所敬，處於大眾中，德陰之大龍，仙人之上首，
興功德密雲，普雨聲聞眾。起於晝正受，來奉覲
大師，
弟子婆耆舍，稽首而頂
禮。
世尊！欲有所說，唯然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汝所說，莫先思惟。」
時婆耆舍即說偈言：
「波旬起微惡，潛制令速滅，能掩障諸魔，令自覺知過。
 (p.209)觀察解結縛，分別清白法，明照如日月，為諸異道王。
超出智作證，演說第一法，出煩惱諸流，說道無量種。
建立於甘露，見諦真實法，如是隨順道，如是師難得。
建立甘露道，見諦崇遠離。世尊善說法，能除人陰蓋，
明見於諸法，為調伏隨學。」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三；
一三二０（《雜阿含．1220經》
卷45，大正2，332c7-333a2）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91，n.1)：「本經敘說世尊為諸比丘說四聖諦，婆耆舍以世間良醫作譬，說偈讚歎之。
※《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五經─大正〔No. 100(254)〕」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拔箭】
：「世尊為諸比丘宣說四聖諦相應法，婆耆舍尊者以世間之良醫作譬喻讚歎世尊。」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
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為比丘眾，說四聖諦相應法：謂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

時尊者婆耆舍在會中，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面前，讚歎拔箭之譬。如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唯然世尊！欲有所說。唯然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我今敬禮佛，哀愍諸眾生，第一拔利箭，善解治眾病。
迦露醫投藥，波睺羅治藥
，及彼瞻婆耆，耆婆醫療病
，
或有病小差
，名為善治病，後時病還發，抱病遂至死。

正覺大醫王，善投眾生藥，究竟除眾苦，不復受諸有。
(p.210)乃至百千種，那由他病數，佛悉為療治，究竟於苦邊。
諸醫來會者，我今悉告汝，
得甘露法藥，隨所樂而服。
第一拔利箭，善覺知眾病，治中之最上，故稽首瞿曇。」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四；
一三二一（《雜阿含．1221經》
卷45，大正2，333a3-b18）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93，n.4)：「本經敘說尼拘律想尊者因病而般涅槃，婆耆舍往問佛，為有餘涅槃或無餘涅槃。
※《小部》‧《長老偈經》(Thag. 1263-1279)、《小部》‧經集(Sn. 2. 12.Vavgīsa-sutta 鵬耆舍經)、《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六經─大正〔No. 100(255)〕。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尼拘律想】
：「婆耆舍尊者因尼拘律想導者生病而遂般涅槃，婆耆舍長老問佛為其有餘涅槃或無餘涅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尊者尼拘律想
，住於曠野禽獸之處，疾病委篤
。尊者婆耆舍為看病人，瞻視供養。彼尊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遂般涅槃。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和上
為有餘涅盤，無餘涅槃？我今當求其相。

爾時、尊者婆耆舍供養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持衣缽、向王舍城，次第到王舍城。舉衣缽，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而說偈言：
「我今禮大師，等正覺無減
，於此現法中，一切疑網斷。
曠野住比丘，命終般涅槃，威儀攝諸根，大德稱於世，
世尊為制名，名尼拘律想。我今問世尊，彼不動解脫，
精進勤方便，功德為我說！我為釋迦種，世尊法弟子，
及餘皆欲知，圓道眼所說，我等住於此，一切皆欲聞。
(p.211)世尊為大師，無上救世間，斷疑大牟尼，智慧已具備
，
圓照神道眼，光明顯四眾，猶如天帝釋，曜三十三天。
諸貪欲、疑惑，皆從無明起，若得遇如來，斷滅悉無餘。
世尊神道眼，世間為最上，滅除眾生過
，如風飄遊塵。
一切諸世間，煩惱覆隱沒，諸
餘悉無有，明目如佛者。
慧光照一切，令同大精進，唯願大智尊，當為眾記說。
言出微妙聲，我等專心聽，柔軟音演說，諸世間普聞。
猶如熱渴逼，求索清涼水，如佛無減
知，我等亦求知。」
尊者婆耆舍復說偈言：
「今聞無上士，記說其功德，不空修梵行，我聞大歡喜。
如說隨說得，順牟尼弟子，滅生死長縻，虛偽幻化縛。
以見世尊故，能斷除諸愛，度生死彼岸，不復受諸有。」
佛說此經已，尊者婆耆舍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八眾誦第五」
二四、〈婆耆舍相應〉
一五；
一三二二（《雜阿含．993經》
卷36，大正2，259a5-c5）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97，n.2)：「本經敘說婆耆舍尊者以偈讚歎諸上座比丘。
※《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七經─大正〔No. 100(256)〕」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讚上座】
：「婆耆舍尊者以偈讚歎諸上座比丘。」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諸上座比丘，隨佛左右，依止而住，所(p.212)謂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目揵連，尊者阿那律陀，尊者二十億耳，尊者陀羅驃摩羅子，尊者婆那迦婆娑，尊者耶舍舍羅迦毘訶利，尊者富留
那，尊者分陀檀尼迦，如此及餘上座比丘，隨佛左右，依止而住。
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今日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諸上座比丘隨佛左右，依止而住。我今當往至世尊所，各各說偈，歎諸上座比丘。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而
說偈言：
「上上座比丘，已斷諸貪欲，超過諸世間，一切之積聚，
深智少言說，勇猛勤方便，道德淨明顯，我今稽首禮。
已伏諸魔
怨，遠離於群聚，不為五欲縛，常習於空閑，
清虛而寡欲，我今稽首禮。遮羅延勝族，禪思不放逸，
內心樂正受；清淨離塵穢，辯慧顯深義，是故稽首禮。
所得神通慧，超諸神通力，六神通眾中，自在無所畏，
神通最勝故，是故稽首禮。於大千世界，五道
諸趣生，
乃至於梵世，人天優劣想，淨天眼悉見，是故稽首禮。
精勤方便力，斷除諸愛集，壞裂生死網，心常樂正法，
離諸悕望想，超度於彼岸，清淨無塵穢，是故稽首禮。
(p.213)永離諸恐畏，無依離財物，知足度疑惑，伏諸魔怨敵，
身念觀清淨，是故稽首禮。無有諸世間，煩惱棘刺林，
結縛使永除，三有
因緣斷，精練滅諸垢，究竟明顯現，
於林離林去，是故稽首禮。無舍宅所依，幻偽癡、恚滅，
調伏諸愛喜，出一切見處，清淨無瑕穢，是故稽首禮。
其心自在轉，堅固不傾動，智慧大德力，難伏魔能伏，
斷除無明結，是故稽首禮。大人離闇冥，寂滅牟尼尊，
正
法離垢過，光明自顯照，照一切世界，是故名為佛。
地神、虛空天，三十三天子，光明悉映障，是故名為佛。
度生死有邊，超踰越群眾，柔弱善調伏，正覺第一覺。
斷一切結縛，伏一切異道，降一切魔怨，得無上正覺，
離塵滅諸垢，是故稽首禮。」
尊者婆耆舍偈讚歎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六；
一三二三（《雜阿含．994經》
卷36，大正2，259c6-260c24）
經旨：
[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2001，n.3)：「本經敘說婆耆舍臨終時以偈讚佛。
※《別譯雜阿含》卷十三第八經─大正〔No. 100(257)〕」
[2] 《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婆耆舍臨滅讚佛】：「婆耆舍尊者於臨終時，世尊問尊者：「云何得心不染、不著、不污，解脫諸顛倒不？」尊者答佛說：「我過去六識於六塵心不顧念、於未來色心不欣想、於現在色心不著，解脫離諸顛倒，正受而住。」佛則告婆耆舍尊者：「宜知是時」。婆耆舍尊者則以偈讚歎世尊，然後般涅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疾(p.214)病困篤
。尊者富鄰尼為看病人，供給供養。
時尊者婆耆舍，語尊者富鄰尼
言：「汝往詣世尊所、持我語白世尊言：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得自安樂住不？復作是言：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疾病困篤，欲求見世尊，無力方便堪詣世尊。善哉世尊！願往至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哀愍故」！
時尊者富鄰尼，即受其語，往詣世尊，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作是言：「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疾病困篤，願見世尊，無力方便堪能奉見。善哉世尊！願往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為哀愍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時尊者富鄰尼知佛許已，即從座起，禮佛足而去。
世尊晡時從禪起，往詣尊者婆耆舍。尊者婆耆舍遙見世尊，憑床欲起。

爾時、世尊見尊者婆耆舍憑床欲起、語言：「婆耆舍！莫自輕動。」世尊即坐，問尊者婆耆舍：「汝所患苦，為平和可堪忍不？身諸苦痛，為增為損」？
如前燄
摩迦修多羅廣說。乃至「我所苦患，轉覺其增，不覺其損。」

佛告婆耆舍：「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汝得心不染、不著、不汙，解脫離諸顛倒不」？
婆耆舍白佛言：「我心不染、不著、不汙，解脫離諸顛倒。」
佛告婆耆舍：「汝云何得心不染、不著、不汙，解脫離諸顛倒」？
婆耆舍白佛；「我過去眼識於色心不顧念，於未來色不欣想，於現在色不著。我過去、未來、現在眼識於色，貪欲、愛樂、念，於彼得盡，無欲、滅、沒、息、離、解脫、心解脫已，是故不染、不著、不汙，離諸顛倒，正受而住。如是耳……，鼻……，舌
(p.215)……，身……，意識過去於法心不顧念，未來不欣，現在不著。過去、未來、現在法中念、欲、愛
，盡、無欲、滅、沒、息、離、解脫。心解脫已，是故不染、不著、不汙，解脫離諸顛倒，正受而住。唯願世尊！今日最後饒益於我，聽我說偈。」
佛告娑耆舍：「宜知是時。」
尊者婆耆舍起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而說偈言：
「我今住佛前，稽首恭敬禮。於一切諸法，悉皆得解脫，
善解諸法相，深信樂正法。世尊等正覺，世尊為大師，
世尊降魔怨，世尊大牟尼！滅除一切使，自度群生類，
世尊於世間，諸法悉覺知。世間悉無有，知法過佛者，
於諸天人中，亦無與佛等。是故我今日，稽首大精進，
稽首士之上，拔諸愛欲刺。我今是最後，得見於世尊，
稽首日種
尊，暮當般涅槃。正智
繫正念，於此朽壞身，
餘勢之所起，從今夜永滅，三界不復染，入無餘涅槃。
苦受及樂受，亦不苦不樂，從觸因緣生，於今悉永斷。
苦受及樂受，亦不苦不樂，從觸因緣生，於今悉已知。
若內及與外，苦、樂等諸受，於受無所著，正智正繫心。
(p.216)於初中最後，諸聚無障礙
，諸聚既已斷，了知受
無餘。
明見真實者，說九十一劫，三劫中不空，有大仙人尊，
餘空無洲依，唯畏恐怖劫
。當知大仙人，乃復出於世，
安慰諸天人，開眼離塵冥，示悟諸眾生，令覺一切苦。
苦苦及苦集，超
苦之寂滅，賢聖八正道，安隱趣涅槃。
世間難得者，現前悉皆得，生世得人身，演說於正法，
隨己之所欲，離垢求清淨，專修其己利，勿令空無果，
空過
則生憂，鄰
於地獄苦。於所說正法，不樂不欲受，
當久處生死，輪迴息無期，長夜懷憂惱
，如商人失財。
我今眾慶集，無復生老死，輪迴悉已斷，不復重受生。
愛識河水流，於今悉枯竭，已拔陰根本，連鎖不相續。
供養大師畢，所作者已作，重擔悉已捨，有流悉已斷，
不復樂受生，亦無死可惡，正智正繫念，唯待終時至。
念空野龍象，六十雄猛獸
，一旦免枷鎖，逸樂山林中。
婆耆舍亦然，大師口生子，厭捨於徒眾，正念待時至。
(p.217)今告於汝等，諸來集會者，聽我最後偈，其義所饒益。
生者悉歸滅，諸行無有常，速生速死法，何可久依怙！
是故強其志，精勤方便求。觀察有
恐怖，隨順牟尼道，
速盡此苦陰，勿復增輪轉。佛口所生子，歎說此偈已，
長辭於大眾，婆耆舍涅槃，彼以慈悲故，說此無上偈。
尊者婆耆舍，如來法生子，垂心哀愍故，說此無上偈。
然後般涅槃，一切當敬禮。」
（本如酒醉、四句讚，龍脅、拔毒箭，尼瞿陀劫賓入涅槃，讚大聲聞，婆耆舍滅盡）

附錄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現實人間的佛陀，是重視早期的經、律。理想的佛陀，是重視晚起的「本生」、「譬喻」、「因緣」，主要是偈頌。在原始結集中，祇夜geya本為一切偈頌的通稱
。第二結集時，「本生」、「譬喻」、「因緣」而被編入『阿含經』的，都是長行（或含有偈頌）。當時的偈頌，祇夜作為「八眾誦」的別名，而稱其他的為優陀那Udāna、伽陀gāthā。……偈頌是創作，是各部各派的文學家，取傳說或讚佛法僧而創作的。文學優美的，被傳誦而流傳下來。大眾部及分別論者所說，「諸佛世尊皆是出世」，「佛身無漏」，都是依偈頌而說的。佛在世間而不著世間，出於『雜阿含經』；銅鍱部編入『增支部』
。…依說一切有部系，祇夜（偈頌的通稱）是不了義的，『雜阿含經』有明確的說明
。因為偈頌是詩歌，為音韻及字數所限，不能條理分明的作嚴密的說理，總是簡要的，概括的；偈頌是不適宜於敘說法相的。而且，偈頌是文藝的，文藝是長於直覺，多少有點誇張，因為這才能引起人的同感。偈頌是不能依照文字表面來解說的，如『詩』說「靡有孑遺」，決不能解說為殷人都死完了。詩歌是不宜依文解義的，所以判為不了義。說一切有部對於當時的偈頌，採取了批判的立場，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說：「此不必須通，以非素怛纜、毘奈耶、阿毘達磨所說，但是造制文頌。夫造文頌，或增或減，不必如義」。

「諸讚佛頌，言多過實，如分別論者讚說世尊心常在定。……又讚說佛恆不睡眠。……如彼讚佛，實不及言」。「達羅達多是文頌者，言多過實，故不須通」。

文頌是「言多過實」，也就是「實不及言」，誇張的成分多，所說不一定與內容相合的，所以是不了義的。但大眾部及分別說者，意見不同。如在結集中，銅鍱部的經藏，立為五部；以偈頌為主的『小（雜）部』，與其他四部，有同等的地位。大眾部、化地部、法藏部，雖稱四部為『四阿含』，稱『小部』為『雜藏』，但同樣的屬於經藏
，這都表示了對偈頌的尊重。說一切有部的經藏，只是『四阿含經』。這些偈頌，或稱為『雜藏』而流傳於三藏以外，在理論上，與

「諸傳所說，或然不然」的傳說一樣，是不能作為佛法之定量的。大眾部等說：「世尊所說，無不如義」，
這是以一切佛說為了義；傳為佛說的偈頌，是可以依照文字表面來解說的。於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些超現實的佛陀觀，適應一般宗教意識的需要，在文頌者的歌頌下，漸漸的形成。」(p170~172 )

� 講義的編輯方式說明：


[1]經文順序、標點：依 印順法師編《雜阿含經論會編》(三冊)。印順法師著，1994，《雜阿含經論會編》，1983年初版，新竹：正聞出版社。


[2]卷數、頁數、校刊：依《大正新修大正藏》。


[3]：依2005.9～2006.6之福嚴講義：《雜阿含經論會編 講義》(溫宗堃老師等編輯)；部份《經》典對照、經旨、以及註腳引自此講義之 本圓法師編輯之研究成果（中有標☉★符號者）。


[4]另引《佛光大藏經．阿含藏》經旨、註腳（n.）；引自《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雜阿含經（一）》，高雄，佛光出版社，1984年11月初版，1993年5月初版二刷。


� [會編(下)p.130原註8]『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九經。『別譯』八八經。


� ～S. 7. 2. 9. Mātuposaka.，[No. 100(88)] 。(大正2，22d，n.5)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4a6-26)；《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九經，SN.7.19.MAtuposaka。


� [會編(下)p.130原註9]『雜阿含經』卷四三（舊誤編入卷四）。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1，n.3)：「欝多羅」，巴利本作 Mātuposaka brāhmano，為婆羅門名，意為孝養。


�（安）＋樂【宋】【元】【明】。(大正2，22d，n.6)


� 汝＝法【宋】【元】【明】。(大正2，22d，n.7)


� [會編(下)p.130原註10]『增支部』「四集」三九經。『別譯』八九經。


� ～A. IV. 39. Ujjaya.，[No. 100(89)]。(大正2，22d，n.8)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4a27-b26)；《增支部》A.Ⅳ.Ujjaya。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3，n.3)：「邪盛」，巴利本作 yañña(祭祀)。


� 特牛：1.一頭牛。《國語‧楚語下》：“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 韋昭 注：“特，一也。”2.公牛。《楚辭‧天問》“焉得夫朴牛” 洪興祖 補注引《說文》：“特牛，牛父也。”《漢語大詞典(六)》(p.260)


� 牸〔ㄗˋ〕： 1.母牛。 2.泛指牛。3.泛指雌性牲畜或獸類。《漢語大詞典(六)》(p.268)


� 犢〔ㄉㄨˊ〕：1.小牛。《禮記‧月令》：“﹝季春之月﹞犧牲駒犢，舉書其數。”2.泛指牛《漢語大詞典(六)》(p.289)


� 苦切：殘害；侵害。《百喻經‧人說王縱暴喻》：“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得現樂，苦切眾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漢語大詞典(九)》(p.316)


� 作人：指役夫、匠人等勞動者。《法苑珠林》卷七一：“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 卞 父鞭之。《漢語大詞典(一)》(p.1245)


� [1]★鞭笞：鞭打，拷打用的鞭子。《漢語大詞典(十二)》(p.203) 


[2]笞〔ㄔ〕：1.用鞭、杖或竹板打人。2.古代的一種刑罰《《漢語大詞典(八)》(p.1133)


� 怛〔 ㄉㄚˊ〕：1.悲傷，愁苦。2.痛苦，傷痛。參見“ 慘怛 ”。3.畏懼，驚恐。《文選‧左思〈魏都賦〉》：“顧非危卵於疊棋，焉至觀形而懷怛。” 李善 注：“怛，懼也。”4.恐嚇。《漢語大詞典(七)》(p.475)  


� (p.127) 代表《會編(下)》之頁碼數：p.127；以下同。


� 馬＝祠【元】【明】。(大正2，22d，n.9)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3，n.5)：大仙：通常是外道對佛之尊稱，此處為佛自稱。


� 等名＝名等【宋】【元】【明】。(大正2，22d，n.10)


� [會編(下)p.130原註11]『增支部』「四集」四０經。『別譯』九０經。


� ～A. IV. 40. Udāyi.，[No. 100(90)]。(大正2，23d，n.1)


� [會編(下)p.130原註12]『增支部』「八集」五五經。『別譯』九一經。


� (大正2，23d，n.2)。 ～A. VIII. 55. Ujjaya.，[No. 100(91)]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4c19-405b2)；《增支部》A.Ⅷ.55.Ujjay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7，n.1)：欝闍迦(Ujjaya)(巴)，婆羅門名。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7，n.2)：「俗人」，巴利本作 jayam assu……pavāsaj gantukāmā(我們欲往家外)，此處指嚮往出家生活的在家人。


�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294-295)：「佛法在世間，信修者能得現生利樂，來生生人間、天上的利樂，佛法不只是「了生死」而已。現實的人世間，無論是自然界、社會、家庭，以及自己的身心，都有眾多不如意的苦患。「佛法」的信念，要得現生利樂，惟有「依法而行」，使自己的身心健全，與人和樂共處，安分守法，向上向善。如有疾病的，釋尊自己也是延醫服藥；醫藥不一定能治療全愈，但醫藥到底是治病的正途。關於經濟生活，佛說要：「方便具足」──從事合法的職業，獲得經濟來源；「守護具足」──能合理保存所得，不致損失；「善知識具足」──結交善友，不交懶惰、凶險、虛偽等惡友；「正命具足」──經濟的多少出入，作合理的支配。這樣，「俗人在家，得現法安現法樂」。一切依法而行，即使遇到不幸或傷亡，那是宿業所限，寄望於未來的善報。如是解脫者，那更無動於心了。大體說，與儒家「盡人事而聽天命」的精神相近，不過業由自己所造，不是天命──神意所決定的。現生的安樂，釋尊從不教人向神秘的力量去求解決；適應當時社會情況所作的教化，「佛法」是那麼理性而沒有迷妄的成分！「佛法」真是超越神教的宗教。」


� 足＋（謂）【宋】。(大正2，23d，n.3)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7，n.4)：方便具足、守護具足、善知識具足、正命具足(uṭṭhānasampadā, ārakkhasampadā, kalyāṇamittatā sampadā, sama-jīvitā sampadā)(巴)。


�（不）＋令【宋】【元】【明】。(大正2，23d，n.4)


� 亡＝忘【明】。(大正2，23d，n.5)


�（不）＋善【宋】【元】【明】。(大正2，23d，n.6)


� 秤＝稱【宋】【元】【明】。(大正2，23d，n.7)


� [1]果＝華【宋】【元】【明】。(大正2，23d，n.8)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47，n.10)：「果」，宋、元、明三本均作「華」。優曇鉢果：為優曇鉢華(udumbara)(巴)之果，其大如拳，味甘，無花而結實。或稱三千年始一度開花，或值如來出世始開花，故經中常以之比喻如來出世之難遇。


�貪＝食【宋】【元】【明】。(大正2，23d，n.9)


�能＝皆【明】。(大正2，23d，n.10)


�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48)：「以信為基本的修行系列，是在佛法開展中次第形成的。或重在憶念不忘，有「六（隨）念」ṣaḍ-anusmṛtaya。六念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捨，念天。法門的次第增多是：初修與四不壞淨相關的四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其次念五事：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捨。末後再加入念天，就是六念了。如綜合佛不壞淨，法不壞淨，僧不壞淨為淨信而修行，那就有信，戒，施，慧──四法；信，戒，聞，施，慧──五法的施設。四法與五法，是為在家弟子說的，可說是三類（方便道）預流支的綜合。」


� 垢＝妬【宋】＊【元】＊【明】＊ [＊ 1]。(大正2，23d，n.11)


� [會編(下)p.130原註13]「集」，原本作「習」，依元本改。


� [會編(下)p.130原註14]「迷」，原本作「速」，依元本改、」


� [會編(下)p.131原註15]以上七經，別譯有八經，攝頌未見


� [會編(下)p.145原註1]『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五經。『別譯』二五八經。


� ～S. 7. 2. 5. Mānatthaddha.，[No. 100(258)] 。(大正2，23d，n.14)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3c27-464b13)；《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五經，MAnatthad.d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1，n.1)：憍慢(Mānatthaddho)(巴)，婆羅門名。


� 瑕點＝偷盜【宋】【元】【明】。(大正2，23d，n.15)


� [會編(下)p.145原註2]「別」，原本作「明」，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5原註3]「字……因緣」──十一字，依元本補。


� 諸＋（字悉知萬事久遠本末因緣）十一字【元】【明】。(大正2，23d，n.17)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1，n.5)：父母種姓俱淨，……容貌端正：於長阿含卷十五種德經中列舉出婆羅門有五法成就：(1)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輕毀。(2)通達異學三部、種種世典、經書，又能善於大人相法，明察吉凶祭祀。(3)顏貌端正。(4)持戒具足。(5)智慧通達。


� [1]諭＝豫【宋】，＝喻【元】【明】。(大正2，24d，n.1)


[2] ★慰諭：亦作慰喻。撫慰；寬慰曉喻。《漢語大詞典（七）》(p.700)


� 尚＝上【宋】【元】。(大正2，24d，n.2)


� [會編(下)p.145原註4]「靜」，原本作「正」，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5原註5]『增支部』「七集」四四經。『別譯』二五九經。


� ～A. VII. 44. Aggi.，[No. 100(259)] 。 (大正2，24d，n.4)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4b14-465b5)；《增支部》A.Ⅶ.44.Aggi。


� 長身～Uggatasarīra. 。(大正2，24d，n.5)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5，n.1)：身刀劍、口刀劍、意刀劍(kāyasatthaj, vacīsatthaj, manosatthaj)(巴)，即身、口、意三種惡業行。


�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9-20)：「『中道』，對時代的一切，是攝取精英而吐棄糟粕。對西方傳統的婆羅門教，幾乎全部的否定了。如所說的創造主──梵天，釋尊批評為：「若彼三明婆羅門無有一見梵天者，若三明婆羅門先師無有見梵天者，又諸舊大仙──三明婆羅門阿吒摩等亦不見梵天者，當知三明婆羅門所說（梵天）非實」。「梵志[婆羅門]自高，事若干天[神]，若眾生命終者，彼能令自在往來善處，生於天上」。不問人的行為如何，以信神及祈禱為生天法門，批評為如投石到水中，而在岸上祈禱，希望大石的浮起來。祭祀，特別是犧牲的血祭，釋尊以為：「若邪盛大會，繫群少特牛、水特、水㹀，及諸羊犢，小小眾生悉皆殺傷；逼迫苦切僕使作人，鞭笞恐怛，悲泣號呼。……是等邪盛大會，我不稱歎」；「種種供養，實生於罪」所以當時人說：「沙門瞿曇呵責一切祭法」。至於『阿闥婆吠陀』的咒法，占卜等迷信，「沙門瞿曇無如是事」。這只是愚人的迷信，所以「見（真）諦人信卜問吉凶者，終無是處。……生極苦……乃至斷命，從外（道）求……一句咒……百千句咒，令脫我苦……，終無是處」。 真正體見真諦的智者，是不會從事這類迷妄行為的。徹底的說：「幻法，若學者令人墮地獄」。總之，因神權而來的祈禱，祭祀，咒術，給以徹底的廓清。」 


�《以佛法研究佛法》(p87 )：「釋尊的說教，不但繼承阿利安人的寶貴傳統，還巧妙的淨化他。婆羅門教


的祭祀，要用三火，佛也教他們供養三火。然佛說的三火，是供養父母名根本火，供養妻兒眷屬名居家火，供養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雜阿含卷四‧九三經）。他們禮拜六方，佛也教他們拜六方。然佛所說的六方，是親子、師生、夫婦、朋友、主從、宗教師與信徒間的合理的義務。這些，肅清神教的祭祀儀式，把人類合理的生活，確立於社會的正常關係上，實為根本佛教的特色。」


� [1] ⊙《雜》、《別譯》對照：


《雜》  (大正2，24c25-26)：「一者、根本，二者、居家，三者、福田。」


《別譯》(大正2，464c10-11)：「一名、恭敬火，二名、苦樂俱火，三名、福田火。」 


《增支部》：āhuneyyAggi、gahapatāggi、dakkhiNeyyāggi。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5，n.2)：根本(āhuneyyâggi)(巴)，即根本火，又作供養火、應請火；居家(gahapatâggi)(巴)，即居家火，又作居士火、長者火；福田(dakkhineyyâggi)(巴)，即福田火，又作應施火、惠施火。


� 火＝內【宋】。(大正2，24d，n.6)


� 養＝善【宋】【元】【明】。(大正2，25d，n.1)


� 家＋（火）【宋】【元】【明】。(大正2，25d，n.2)


� 家＝我【宋】【元】【明】。(大正2，25d，n.3)


� 先＝善【宋】【元】【明】。(大正2，25d，n.4)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7，n.6)：貪欲火、瞋恚火、愚癡火(rāgâggi, dosâggi, mohâggi)(巴)，貪、瞋、癡三毒根如火，能燒功德財。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7，n.7)：指根本、居家、福田三火。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57，n.8)：指貪欲、瞋恚、愚癡三火。


� 皆＝開【宋】【元】【明】。(大正2，25d，n.5)


� [會編(下)p.145原註6]「知」，疑「作。」


� [會編(下)p.145原註7]「顯現」，原本作「現顯」，依宋本改。


� 整＝正【宋】。(大正2，25d，n.7)


� 唯＝惟【宋】【元】【明】。(大正2，25d，n.8)


� [會編(下)p.145原註8]「作」，原本作「所」，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5原註9]『別譯』二六０經。『中阿含經』（一四八）『何苦經』後分。『增壹阿含經』（一七）「安般品」八經。


� [No. 100(260)]。(大正2，25d，n.10)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5b6-c4)；《增支部》A.5.31.SunmanA。


� 有關「觀善惡男子如白黑月」請另參《95學年度《中阿含經》編輯講義》，宗證法師編《中阿含.148經》卷36〈梵志品〉(T1，660a16-b22)之研究成果（大要如如下）：


※漢譯經論對照：觀善‧惡知識如白‧黑之月


(1)《雜阿含.94經》卷4(大正2，25c2-26a4)


(2)《中阿含.148經》卷36(T1，660a16-b22)


(3) 《別譯雜阿含.260經》卷13(大正2，465b6-c4)


(4)（失譯）附吳魏二錄，《雜阿含.3經》(大正2，493c16-494a16)


(5)《增壹阿含經》卷8〈安般品〉(大正2，584c11-585a17)


(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77〈入法界品〉(大正10，422a13-b3)：「復次，善男子！善知識者，長諸善根，譬如雪山長諸藥草；…善知識者，增長白法，譬如白月光色圓滿；…；善知識者，長菩薩身，譬如父母養育兒子。善男子！以要言之，菩薩摩訶薩若能隨順善知識教，得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功德，…發十不可說百千億阿僧祇大願。」 


(7)唐‧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6(大正42，434c19-23)：「泰、基同云：月能清涼益人；入施主家，身有清涼，益於施主。亦如月也。漸遠惡法、增長善法。


※宗證法師：


(1)對於《瑜伽師地論》所述的「月喻」之正義，可參見惠敏法師著〈《月喻經》的研究──《瑜伽師地論》有關部份為主〉［《中學佛學學報》第二期，p.143-154］一文。


(2)後二則［《華嚴經》與《瑜伽論記》］其對「善人如月」的意義與《阿含經》不同：


A、《阿含經》──「善人如月」，其意乃「善人一好的學習者，使本身善法漸增，乃至招感樂報；猶如白月之月」。


B、《華嚴經》與《瑜伽論記》──「善人如月」，其意乃「善人為一好的教導者，令他人善法漸增，乃至令他人招感樂報；猶如白月之月」。


� [會編(下)p.145原註10]「減」，原本作「滅」，依宋本改，下例。


� [會編(下)p.146原註11]「寂」，原本作「家」，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6原註12]「實」，原本作「直」，休元本改。


� 滅＝減【宋】＊【元】＊【明】＊ [＊ 1]。 (大正2，25d，n.11)


� 梨＝犁【宋】【元】【明】。(大正2，25d，n.14)


� 小＝示【宋】，＝諸【元】【明】。(大正2，25d，n.15)


� [會編(下)p.146原註1]3『增支部』「三集」五七經。『別譯』二六一經。


� ～A. III. 57. Vacchagotta.，[No. 100(261)] 。 (大正2，26d，n.1)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5c5-466a2)；《增支部》A.Ⅲ.57.Vacchagott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63，n.2)：「生聞婆羅門」，巴利本作 Vacchagotto paribbājaka(婆蹉種遊行者)。


� 耶＝非【宋】【元】【明】。(大正2，26d，n.2) 


� 說＝語【宋】【元】【明】。(大正2，26d，n.3)


� [1] ⊙《雜》、《別譯》對照：


    　　《雜》：(大正2，26a20-21)：「然婆羅門！我作如是說者，作二種障：障施者施，障受者利。」


    　　《別譯》(大正2，465c11-13)：「佛言：此實虛妄誹謗於我都無此語，若如是說作二種難：一者、遮難，二者、受者得減損難。」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63，n.5)：「障施者施、障受者利」，巴利本作 Dāyakassa puññântarāyakaro hoti, patiggāhakānaj lābhântarāyakaro hoti.(障礙布施者之福德，障礙受布施者之得利益)。


�犁＝梨【宋】【元】【明】。(大正2，26d，n.4)


� 於＝施【宋】。(大正2，26d，n.5)


� [會編(下)p.146原註14]「往」，原本作「住」，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6原註15]「槃」，原本作「盤」，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6原註16]『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四經。『別譯』二六二經。


� ～S. 7. 2. 4. Mahāsāla.， [No. 100(262)] 。(大正2，26d，n.8)


� 請另參見：《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四經，MahAsAla。


� 柱＝拄【宋】＊【元】＊【明】＊ [＊ 1] 。(大正2，26d，n.9)


� ⊙《雜》、《別譯》差異：


《雜》  (大正2，26b22-25)：「婆羅門白佛：瞿曇！我家中所有財物悉付其子，為子娶妻，然後捨家，是故柱杖持鉢，家家乞食。」


《別譯》(大正2，466a7-8)：「婆羅門言：我有七子各為妻娶，分財等與，我今無分，為子驅故而行乞食。」


� 其父＝父母【宋】【元】【明】。(大正2，26d，n.10) 


� [麩-夫+黃]＝[麩-夫+廣]【宋】【元】【明】。(大正2，26d，n.11)


� ★摹麥：《漢語大字典（七）》(p.4607)：同“撬”。撬麥：大麥的一種。


� 杖＝秘【宋】。(大正2，26d，n.12)


� 為＝離【宋】【元】【明】。(大正2，26d，n.13)


� 免＝危【宋】【元】【明】。(大正2，26d，n.14)


� 扶＝抉【宋】。(大正2，26d，n.15)


� [會編(下)p.146原註17]「父」，原本誤作「文」，依宋本改。


� 尚＝上【宋】【元】＊ [＊ 1 2 3] 。 (大正2，26d，n.17)


� [會編(下)p.146原註18]『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二０經。『別譯』二六三經。


� ～S. 7. 2. 10. Bhikkhaka.，[No. 100(263)] 。(大正2，26d，n.18)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6b7-17)；《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二十經，Bhikkhaka。


� 曰＝言【宋】【元】【明】。(大正2，27d，n.1)


� [會編(下)p.146原註19]『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一經。『小部』「經集」一品四經。『別譯』二六四經。


� ～S. 7. 2. 1. Kasi; Sn. 1. 4.，[No. 100(264)] 。(大正2，27d，n.2)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6b18-c11)；《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一經，Kasi；sn.1.1。


� 一那羅～Ekanālā. 。 (大正2，27d，n.3)


� [會編(下)p.146原註20]「那」，原本作「陀」，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6原註21]「太」，原本作「大」，依宋本改。


� [1]耕田婆羅豆婆遮～Kasibhāradvāja. 。(大正2，27d，n.6)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1，n.1)：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Kasibhāradvāja-brāhmana)(巴)，又作耕田婆羅墮奢婆羅門。別譯雜阿含作「耕作婆羅門名豆羅闍」。


� 今＝見【明】。(大正2，27d，n.7)


� [1]縻＝繫【宋】【元】【明】。(大正2，27d，n.8)


[2]★糜：牛繮繩。《漢語大字典（五）》(p.3447)


� ★鑱〔ㄔㄢˊ〕：犁鐵，即犁頭。《漢語大字典（六）》(p.4274)


� [會編(下)p.146原註22]「犁」，原本作「時」，依宋本改。


� [1]《雜阿含經》卷28（769經），大正2，201a4：「正念善護持，以為善御者。」，


《中阿含經》卷15〈1 王相應品〉(大正1，519c27-520a1)佛說王及大臣具有之三十事，以譬喻比丘、比丘尼捨惡行善有三十德，此即是其中之一德：「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極高幢，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己心為高幢。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己心為高幢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2]★信心�種子  苦行�時雨  智慧�犁軛 慚愧心�轅  正念自守護�善御者


� [會編(下)p.146原註23]「保」，原本作「包」，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6原註24]「如」，原本作「知」，依宋本改。


� 真＝直【宋】，＝其【元】【明】。(大正2，27d，n.12)


� 為懈息＝無懈怠【宋】。(大正2，27d，n.13)


� [會編(下)p.146原註25]「無」，原本作「為」，依宋本改。


� 廢＝癡【宋】。(大正2，27d，n.15)


� [會編(下)p.146原註26]「但」下二句，原本缺，依宋本補。


�火＝大【宋】。(大正2，27d，n.17)


� [會編(下)p.147原註27]「鐵」，原本缺，依宋本補。


�〔時〕－【宋】【元】【明】。(大正2，27d，n.19)


� [會編(下)p.147原註28]『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三經。『別譯』二六五經。


� ～S. 6. 1. 3. Brahmadeva.，[No. 100(265)] 。(大正2，27d，n.20)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6c12-467a5)；《相應部》（六）＜婆羅門相應＞三經，Brahmadeva。


� [1]淨天～Brahmadeva. 。 (大正2，27d，n.21)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3，n.6)：淨天(Brahmadeva)(巴)，又作梵天，比丘名。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3，n.7)：「鞞提訶」，巴利本作 Sāvatthiyaj(於舍衛城)。


� [1]《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5，n.1)：毘沙門天王(Vessavana)(巴)，又名多聞天王。四大天王之一。


[2]★毘沙天王（巴：VessavaNa）多聞天王，四大天王之一的北方天王。


� [會編(下)p.147原註29]「揣」，原本作「佛」，依宋本改。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5，n.3)：「應奉以初揣，是則上福田」，巴利本作 So tyāhutij bhuñjatu aggapindaj(彼〔比丘〕應受用你所奉祀之第一供養)。


� 正＝淨【宋】【元】【明】。(大正2，27d，n.23)


� 渡＝度【宋】【元】【明】。[>＊] [＊ 1] (大正2，27d，n.24)


� [會編(下)p.147原註30]『別譯』二六六經。


� [No. 100(266)] 。(大正2，28d，n.1)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7a6-25)。


� [會編(下)p.147原註31]『增支部』「四集」三六經。『別譯』二六七經。『增壹阿含經』（三八）「力品」三經。


� ～A. IV. 36. Loke.，[No. 100(267), No. 125(38.3)] 。(大正2，28d，n.2)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7a26-b24)；《增支部》A.Ⅳ.36.Loke；《增壹阿含經》卷31＜力品第三十八＞（三經）(大正2，717c18-718a12)。 


� [會編(下)p.147原註32]「徙」，原本作「從」，依宋本改。


� [1]有從迦帝～Ukkaṭṭha.，從＝從【宋】【元】【明】。(大正2，28d，n.3)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7，n.3)：有從迦帝(Ukkattha)(巴)，又作郁伽羅、有迦帝、聚落名。


� 墮鳩羅＝隨鳩羅【■】～Setavya.。(大正2，28d，n.4) 


� [會編(下)p.147原註33]「晝」，原本作「盡」，依宋本改。下例。


� [1]豆磨～Doṇa. 。 (大正2，28d，n.6)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7，n.6)：豆磨(Dona)(巴)，人名，又名香姓婆羅門，或烟婆羅門。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77，n.7)：千輻輪相：指具足千輻輪之妙相，乃佛三十二相之一，即佛足下紋樣分明之千輻輪寶妙相。


�〔來〕－【宋】【元】【明】。(大正2，28d，n.7)


� [會編(下)p.147原註34]「止」，原本作「正」，依宋本改。


� 芬＝分【宋】【元】【明】。(大正2，28d，n.9)


� ★芬陀利《一切經音義》卷21(大正54，437a15)：「芬陀利(此云白蓮花，亦曰百葉花)。」


� [會編(下)p.147原註35]「際」，原本作「除」，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47原註36]攝頌見『別譯』卷一三（六正二‧四六七中）。


� [會編(下)p.164原註1]『小部』「經集」一品，七經。『別譯』二六八經。


� ～Sn. 1. 7. Vasala.，[No. 100(268)] 。(大正2，28d，n.11)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7b27-468b17)；Sn.1.7.Vasala。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81，n.1)：「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巴利本中作「舍衛國祇園」。


�《以佛法研究佛法》：「釋迦族的故鄉，在阿溼摩的褒怛那。他屬於東方系，還可以提出種種的證據。一、《雜阿含經》一０二經（卷四）說：「爾時，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舍。時婆羅門手執木杓，盛諸飲食供養火具，住於門邊。遙見佛來，作是言：住！住！領群特！慎勿近我門！……佛為說偈言：……不以所生故，名為領群特；不以所生故，名為婆羅門。業為領群特，業為婆羅門」。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呼釋尊為領群特，並且拒絕他進門；他以釋尊為卑劣不潔的民族，是明白可見的。釋尊為他說「領群特及領群特法」，凡思想行為的不道德，即是領群特（經中所說很多）。婆羅門（淨行者）與領群特，應以思想及行為（業）去判別，不能從種族去分別。婆羅門從種族（血統的，職業的）的立場，自以為高貴而呵斥釋尊為領群特，釋尊卻從道德的立場去答覆他，這是經文的大意。在別譯《雜阿含》二六八經（卷一三）中，也有此文，但領群特一詞，卻譯作旃陀羅。依包達耶那派《法經》的意見，旃陀羅族是首陀羅男與婆羅門女的混合種，多從事皮革屠宰等職業，為一卑賤不潔的階級。所以領群特與旃陀羅，譯名雖然不同，但被視為卑賤不潔的階級，卻是完全一致的。此經，在巴利文系的聖典中，被收在《經集》一之七。關於領群特一詞，又別作Vasalaka。考毘舍離城（異譯毘耶離），巴利文常作Vesālī；但也有作Vasalaka的，……漢譯的旃陀羅，是毘舍離通俗的意譯，一望而知的知道是賤族。至於領群特一名，大抵是指領群的特牛。牝牛vasā與毘舍離的聲音相近；釋尊的教化眾生，如領群的大牛一樣。譯者的譯作領群特，或許如此。總之，領群特一名，在婆羅門口中，是意味著種族的卑劣。」


� [1] 領群特～Vasalaka.。(大正2，28d，n.12)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81，n.2)：領羣特(vasalaka)(巴)，賤民。別譯雜阿含作「旃陀羅」。[3]★領群特（巴：Vasalakt）賤名，《別譯》作「旃陀羅」。


� [會編(下)p.164原註2]「弊」，原本作「憋」，依宋本改。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81，n.4)：「一生……領羣特」，別譯雜阿含作「傷害胎生及卵生，心無慈愍害生類，傷殘毀害於四生，當知是此旃陀羅」。


� 椎＝搥【宋】【元】，＝槌【明】。(大正2，28d，n.14)


� 怛＝恒【宋】【元】【明】。(大正2，28d，n.15)


� 護＝詆【宋】【元】【明】。(大正2，28d，n.16)


� [會編(下)p.164原註3]「愛」，原本誤作「受」，依元本改。」


� [會編(下)p.165原註4]「與責」，原本作「財與」，依宋本改。


� 人＝若【宋】【元】【明】。(大正2，29d，n.1)


� 初上＝和上【宋】【元】，＝和尚【明】。(大正2，29d，n.2)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85，n.1)：「初上種姓生」，別譯雜阿含作「生於大家婆羅門」。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85，n.2)：「須陀夷」，別譯雜阿含作「須陀延」，巴利本作 Mātavga(摩騰)，人名。


� 直＝真【宋】【元】【明】。(大正2，29d，n.3)


� 譽＝舉【宋】。(大正2，29d，n.4)


� [1]事火婆…遮～Aggikabhāradvāja. 。 (大正2，29d，n.5)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87，n.1)：事火婆羅豆婆遮(Aggikabhāradvāja)(巴)，即拜火神的婆羅門名。


� [會編(下)p.165原註5]「於」，原本作「為」，依宋本改。


�〔戒〕－【宋】【元】【明】。(大正2，29d，n.7)


� 即＝而【宋】【元】【明】。(大正2，29d，n.8)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887，n.5)：三明：(1)宿命明，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2)天眼明，知自身他身未來世之生死相。(3)漏盡明，知現在之苦相，斷一切煩惱之智。


� [會編(下)p.165原註6]『雜阿含經』卷四三（舊誤卷四）終。


� [會編(下)p.165原註7]『別譯』九二經。事見『小部』『長老尼偈』一三三──一三八偈。


� ～Theragāthā, 133f. Vāseṭṭha.，[No. 100(92)]。(大正2，317d，n.20)


� [會編(下)p.165原註8]『雜阿含經』卷四四。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99，n.2)：彌絺羅(Mithilā)(巴)，國名。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99，n.3)婆四吒(Vāsiṭṭhī)(巴)，又作婆私吒，婆斯搋。婆羅門名。


�《華雨集第二冊》：「為什麼說佛法甚深呢？如實的說：佛法本來如是，是無所謂深不深、難不難的；如果說是深是難，那是難在眾生自己，深在眾生自己。如過去善根到了成熟階段，佛法可說是並不太深太難的。如…舍利弗Śāriputra，見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Aśvajit，…簡要的說：「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舍利弗聽了，當下就悟入，得法眼淨。…大目犍連Mahāmaudgalyāyana，…舍利弗將經過告訴他，也說了「諸法從緣起」偈，目犍連也悟入了正法。…再舉幾則事實來說明：一、波羅奈Vārāṇasī的長者子耶舍Yaśa…。二、毘舍離Vaiśālī的郁伽Ugra長者…三、鴦掘魔羅Aṅgulimāla是一位逢人就殺的惡賊，…如果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聖）」，這是最真實的事例。…四、婆四吒Vaśiṣṭha婆羅門女，六個兒子一個個的死了。想兒子想得發了狂，裸體披髮，到處亂跑，跑到彌絺羅Mithilā庵羅園來。見佛在為四眾說法，清淨嚴肅的氣氛，使他忽而清醒。覺得自己裸體可恥，就蹲了下來。釋尊要阿難ānanda拿衣給他披上，然後為他說法，也得到了信心清淨。不久，第七子又死了，他不再憂惱哭泣。勸他的丈夫出家；自己也出家，得阿羅漢果。五、周利槃陀迦Cūḍapanthaka生性愚笨，四個月讀不熟一偈…這二位，是狂亂愚癡的一類。貪染欲樂的，殘暴瞋害的，狂亂愚癡的，周利槃陀迦以外，都是在家的，一向沒有持戒修定的，一旦聽到了開示，都能當下知法、入法，佛法似乎也不一定是甚深難入吧！


這幾位特出的事例，到底是希有的，如不是過去生中的善根，到了成熟階段，是不可能這樣頓入的。佛法到底不是容易契入的，釋尊為了眾生──人類的難以教化，起初曾有不想說法的傳說。眾生的難以教化，問題正在我們──人類自己，這是經、律一致說到的。」(26p13-16)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91，n.1)鬱多羅僧(uttarāsanga)(巴)，上衣，三衣之一，即七條衣。行齋講禮誦等諸羯磨事時，必著此衣，故又稱入眾衣。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91，n.2)「示」，大正本作「云」。


� 弟＝第【宋】【元】【明】。(大正2，317d，n.21)


� [會編(下)p.165原註9]「第」，原本作「弟」，依宋本改。


� 要＝惡【宋】【元】【明】。(大正2，317d，n.22)


� 曰＝言【宋】＊【元】＊【明】＊ [＊ 1] 。。(大正2，317d，n.23)


�〔說〕－【宋】【元】【明】。(大正2，317d，n.24)


� [會編(下)p.165原註10]「集」，原本作「習」，依元本改。


�〔羅〕－【宋】【元】【明】。(大正2，318d，n.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93，n.3)三明：即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為阿羅漢所具有之智慧。


� ⊙《雜》、《別譯》對照：


     《雜》(大正2，318a16-17)：「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世尊記說，於第三夜，具足三明。」


     《別譯》(大正2，406a1-3)：「悟四真諦，已得見法，尋求出家，佛即聽許，既出家已，修不放逸，於三夜中具得三明，佛記彼人得阿羅漢。」


� [會編(下)p.165原註11]「以」，原本作「已」，今改。


� ★宿闍諦：《翻梵語》卷2(大正54，1000c20)：「宿闍諦(譯曰好生)」。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895，n.2)：「優婆夷言……易養易滿」，此段別譯雜阿含作「婆私吒語其女言：『汝善治家，受五欲樂，我欲出家。』女孫陀利即白母言：『我父尚能捨五欲樂，出家求道，我今亦當隨而出家，離念兄弟眷戀之心。如大象去，小象亦隨，我亦如是，當隨出家，執持瓦鉢，而行乞食。我能修於易養之法，不作難養。』」


� [會編(下)p.165原註12]『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０經。『別譯』九三經。


� ～S. 7. 1. 10. Bahudhīti.，[No. 100(93)]。(大正2，318d，n.2)


� 請另參見：《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經，SN.7.10.BahudhIti。


� 梨＝利【宋】【元】【明】。(大正2，318d，n.3)


�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4)：「住在空屋中，沒有外來的囂雜煩擾，當然是寧靜的，閑適的。在這裡修習禪慧，不為外境所惑亂，不起內心的煩（動）惱（亂），這種心境，不正如空屋那樣的空嗎？『雜阿含經』說：「猶如空舍宅，牟尼心虛寂」；「云何無所求，空寂在於此，獨一處空閑，而得心所樂」。明確的表示了，以空屋來象徵禪心空寂的意義。所以在空屋中修行，空屋是修行者的住處；修行者的禪慧住處，正如空屋那樣，於是就稱為空住suññatā-vihāra，空住定suññatā-vihāra-samāpatti了。」


� 殖＝植【宋】＊【元】＊【明】＊ [＊ 1] 。(大正2，318d，n.4)


� 葉＝荒【宋】＊ [＊ 1] 。(大正2，318d，n.5)


� 無＝非【宋】【元】【明】。(大正2，318d，n.6)


� ⊙《雜》、《別譯》對照：


《雜阿含經》卷44 (大正2，318c7-8)�
沙門今定無，七不愛念子，放逸多負債，是故安樂住。�
�
《別譯雜阿含經》卷5 (大正2，406b25-26)�
汝無有七子，澮悷難教授，舉貸負他債，汝無如是事。�
�



�⊙《雜》、《別譯》、《巴利》對照：


《雜阿含經》卷44(大正2，318c11-12)�
沙門今定無，七領重臥具，憂勤擇諸蟲，是故安樂住�
�
《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6b21-24)�
當知彼沙門，實為寂然樂，我家有草敷，敷來經七月，中有眾毒蟲，蝎螫生苦惱，汝無如是事，沙門為快樂。�
�
《巴利》�
Na hi nūn， imassa samaṇassa, santhāsiko sattamāsiko, uppāṭaehi samchanno, tenāyam samaNo sukhī.�
�



� [亦>赤]＝黃【宋】。(大正2，318d，n.7)


� 黃＝赤【宋】。(大正2，318d，n.8)


� 喜＋（已）【宋】【元】【明】。(大正2，319d，n.1)


� [會編(下)p.165原註13]「空」，原本作「生」，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65原註14]『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二二經。『別譯』九四經。


� [No. 100(94)]。(大正2，319d，n.3)


� 請另參見：《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二二經，SN.7.22.Khomadussa。


� 入＋（娑羅林）【宋】【元】【明】。(大正2，319d，n.4)


�〔門〕－【宋】【元】【明】。(大正2，319d，n.5)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1，n.5)：大會堂(sabhāya)(巴)。


� ⊙《雜》、《別譯》、《巴利》對照：


《雜阿含經》卷44(大正2，319b1-4)�
非朋欲勝朋，王不伏難伏，妻不求勝夫，無子不恭父，無會無智者，


無智不法言，貪恚癡悉斷，是則名智者。�
�
《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7a24-b1)�
終不於親友，令其生屈伏，王者亦不取，不應伏者伏，妻不求夫伏，


父母衰老至，子應致敬養，不宜生勃逆，無有眾聚處，而無賢良人，


無有善丈夫，而不說法語，斷於貪瞋癡，所說皆如法。�
�
《巴利》�
N，esā sabhā yattha na santi santo, santo na te ye na vadanti dhammaṃrāgañ


ca dosañ ca pahāya mohaṃ, dhammaṃ vadantā va bhavanti santo ，ti.�
�



� 白＋（佛）【宋】【元】【明】。(大正2，319d，n.6)


� 孰＝熟【宋】。(大正2，319d，n.7)


� [會編(下)p.165原註15]『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三經。『別譯』九五經。


� ～S. 7. 2. 3. Devahita.，[No. 100(95)] 。(大正2，319d，n.8)


� 請另參見：《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三經，SN.7.13.Devahit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3，n.2)：拘薩羅(Kosala)(巴)，即北憍薩羅，中印度古王國，為佛世時印度十六國之一，位於現在歐廸(Oude)地方，其國都舍衛城(Sāvatthī)(巴)，為佛陀久住，開示佛法之處。「拘薩羅」，巴利本作「舍衛國」。


� [1]天作～Devahita.。(大正2，319d，n.9)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3，n.3)：天作(Devahita)(巴)，又作提婆比多，婆羅門名。


� 優波摩～Upavāṇa.，波＝婆【元】【明】。(大正2，319d，n.10)


� 波＝婆【宋】【元】【明】。(大正2，319d，n.11)


� [會編(下)p.165原註16]「門外」，原本作「外門」，依宋本改。


�〔即〕－【宋】【元】【明】。(大正2，319d，n.13)


� 鬚髮＝髮鬚【宋】。(大正2，319d，n.14)


� [1]僧迦梨～Saṅghāṭi.。(大正2，319d，n.15)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3，n.10)：僧伽梨(saṅghātī)(巴)，三衣之一，即九條以上之衣，又以其為諸衣中最大者，故稱大衣。


� [1] [>牟尼]～Muni.。(大正2，319d，n.16)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3，n.11)：牟尼(muni)(巴)，賢人、寂默者。即指世尊。


�等為＝為等【宋】【元】【明】。(大正2，319d，n.17)


� [1]見天定趣生～Paggāpāyañca passati.，趣生＝起坐【宋】。(大正2，319d，n.18)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5，n.2)：「見天定趣生」，巴利本作 saggāpāyañca passati(見天界及苦界)，指「天眼明」。「趣生」，宋本作「起坐」。


� ⊙《雜》、《別譯》、《巴利》對照：


《雜阿含經》卷44 (大正2，319c6)�
見天定趣生�
�
《別譯雜阿含經》卷5 (大正2，407c16)�
明知於三世，見人天惡趣�
�
《巴利》�
SaggApAyaJca passati.（見天界、苦趣）�
�



� [會編(下)p.165原註17]『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七經。『別譯』九六經。


� ～S. 7. 2. 7. Navakammika.，[No. 100(96)]。(大正2，319d，n.19)


� 請另參見：《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七經，SN.7.17.Navakammika。


� [>拘薩羅]～Kosala.。(大正2，319d，n.20)


� [1] [>娑羅]～Sāla.。(大正2，319d，n.21)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5，n.5)：娑羅林(sāla-vana)(巴)，娑羅(sāla)，慧苑音義譯作高遠。「娑羅林」，巴利本作 sāla-rukkhamūle(娑羅樹根)。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5，n.6)：「一婆羅門」，巴利本作 navakammika bhāradvājo brāhmano(木匠婆羅豆婆遮婆羅門)。


� 曰＝言【宋】【元】【明】。(大正2，319d，n.22)


� ⊙《雜》、《別譯》、《巴利》對照：


《雜阿含經》卷44 (大正2，319c24-25)�
無事於此林，林根久已斷，於林離林脫，禪思不樂斷。�
�
《別譯雜阿含經》卷5 (大正2，407c29-408a3)�
我於斯林中，都無有所作，拔斷其根本，一切盡枯摧，於林而無林，


已得出於林，我永棄所樂，禪定斷染著。�
�
《巴利》�
Na me vanasmiṃ karaṇīyam atthi ucchinnamūlaṃ me vanaṃ visukaṃ, 


so，ham vane nibbanatho vissallo, eko rame aratiṃ vippahāyā ，ti.  �
�



� [會編(下)p.165原註18]『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一八經。『別譯』九七經。


� ～S. 7. 2. 8. Kaṭṭhahāra.，[No. 100(97)]。(大正2，319d，n.23)


� 請另參見：《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十八經，SN.7.18.KaTThahAr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07，n.2)：「一婆羅門」，巴利本作 bḥāradvāja-gotta brāhmaṇa(婆羅豆婆遮婆婆羅門)。


� [會編(下)p.165原註19]「過」，原本作「遇」，依宋本改。


� 和上＝和尚【宋】＊【元】＊【明】＊ [＊ 1 2 3 4 5]。(大正2，320d，n.2)


� ★諂偽：諂媚詐偽。《漢語大詞典（十一）》(p.315)


� [會編(下)p.166原註20]「正」，原本作「不」，依宋本改。


� ⊙《雜》、《別譯》對照：


《雜阿含經》卷44(大正2，320b2-3)：如來天人救，巍巍若金山，解脫於叢林，於林永不著。


《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8b11-13)：於天人中尊，具三十二相，端正無與等，猶彼雪山王，於林得解脫，　而不著於林。


� [會編(下)p.166原註21]『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九經。『別譯』九九經。『小部』『經集』三品四經，依此而成。


� ～S. 7. 1. 9. Sundarika.，[No. 100(98)]。(大正2，320d，n.4)


� 請令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8c27-409c13)；《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九經，SN.7.9.Sundarika。


� [1] [>孫陀利]～Sundarikā.。(大正2，320d，n.6)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1，n.1)：孫陀利(Sundarikā)(巴)，又作孫陀利迦，河名。


� [會編(下)p.166原註22]「持」，原本作「時」，依宋本改。


� 時＝持【宋】【元】【明】。(大正2，320d，n.7)


� ★謦〔ㄑㄧㄥˋ〕：《說文》：謦，欬也。謦咳，咳嗽。《漢語大字典（六）》(p.4010)。


� 問＝得【宋】【元】【明】。(大正2，320d，n.9)


� 薪＝炬【宋】【元】【明】。(大正2，321d，n.1)


� [會編(下)p.166原註23]「當」，原本作「富」，依宋本改。


� 興＝與【宋】。(大正2，321d，n.3)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3，n.4)：「渡」，大正本作「度」。


� [會編(下)p.166原註24]『別譯』九八經。『中部』（七）『布喻經』後分。『中阿含經』（九三）『水淨梵志經』後分，『增壹阿含經』（一三）「利養品」五經後分。


� ～M. 7. Vatthūpama.，[No. 100(99)] 。(大正2，321d，n.4)


� 請令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8b25-c26)；MN.7.VatthUpama；《增壹阿含經》卷6＜利養品第十三＞（五經）(大正2，573c1-575a4)。


�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188-190)：「大乘佛法的六時懺悔，是世俗迷妄行為的淨化：業，淨除惡業，是印度神教所共信的。有被稱為「水淨婆羅門」的，以為在（特定的）水中洗浴，可以使自己的眾惡清淨，如《瑜伽師地論》說：「妄計清淨論者……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若有眾生，於孫陀利迦河沐浴支體，所有諸惡皆悉除滅。如於孫陀利迦河，如是於婆湖陀河、伽耶河、薩伐底（沙）河、殑伽河等中，沐浴支體，應知亦爾第一清淨」。『論』義是依據『雜阿含經』、『中阿含經』的。水淨婆羅門以為：「孫陀利迦河是濟度（得解脫）之數，是吉祥（得福德）之數，是清淨之數。若有於中洗浴者，悉能除人一切諸惡」。佛告訴他：「若人心真淨，具戒常布薩。……不殺及不盜，不婬、不妄語，能信罪福者，終不嫉於他。法水澡塵垢，宜於是處洗。……若入淨戒河，洗除眾塵勞，雖不除外穢，能袪於內垢」。「佛法」是以信三寶、持戒（布薩）、布施、修定等來清淨自心，洗淨穢心（二十一心穢）與惡業的。從水中洗淨罪惡，得生天、解脫，是印度神教的一流。後代，似乎特重殑伽──恒河Gaṅgā，如『大唐西域記』說：「殑伽河……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水淨」的末流，真是迷信得到家了！」


� 數〔ㄕㄨˋ〕：8.道數，方法。《商君書‧算地》：“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荀子‧正論》：“﹝ 桀  紂 ﹞身死國亡……是不容妻子之數也。” 王先謙 集解引 王念孫 曰：“數猶道也。” 唐  元稹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銘》：“帝命 弘正 ，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14.道理。《韓非子‧孤憤》：“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 王先慎 集解：“數，理也。” 《漢語大字典（五）》(p.506)。


� 孫陀利～Sundarikā.。(大正2，321d，n.5)


� [>婆休多]～Bāhuka.。(大正2，321d，n.6)


� [>伽耶]～Gaya.。(大正2，321d，n.7)


� [>薩羅]～Sarassati.。(大正2，321d，n.8)


� [1] [>布薩]～Uposatha.。(大正2，321d，n.9)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5，n.5)：布薩(uposatha)(巴)，佛制僧團每半月誦戒時，有犯戒者則舉罪懺悔。


� [會編(下)p.166原註25]『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六經。『別譯』一００經。


� (1186-1187)～S. 7. 1. 6. Jaṭā.，[No. 100(100)]。(大正2，321d，n.10)


� 請令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9c14-410a2)；《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六經，SN.7.6.JaTA。


� [1]《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7，n.2)：0)縈髻(jaṭā)(巴)，盤髮於頂作髻。


[2]★：《玉篇‧髟部》：“髻，髮結也。” 《漢語大字典（七）》(p.453)


�（婆）＋羅【宋】【元】【明】，婆羅豆婆遮～bāradvāja.。(大正2，321d，n.12)


� [會編(下)p.166原註26]同上經。


� 前經註參照。(大正2，321d，n.13)


� 請令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09c14-410a2)；《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六經，SN.7.6.JaTA。


� 波＝婆【元】【明】。(大正2，321d，n.14)


� 而＝面【宋】【元】【明】。(大正2，321d，n.15)


� 起＋（而）【宋】【元】【明】。(大正2，321d，n.16)


� [會編(下)p.166原註27]攝頌見『別譯』卷五（大正二‧四０九下──四一０上）。」


� [1]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05)：「.「諸天讚頌」：『相應部』的「有偈品」，即「眾相應」，主要為「天相應」、「天子相應」、「夜叉相應」、「林神相應」、「魔相應」、「帝釋相應」、「梵天相應」。這些佛與諸天的問答，多數以讚佛而結束。尤其是「梵天相應」，完全是梵天對佛的讚頌。「魔相應」與「比丘尼相應」，以不受魔眾的嬈亂為主。「婆耆舍長老相應」，以讚佛及大比丘眾為主。「眾相應」──偈頌的大部分，不妨稱之為「諸天讚頌」的。」 


[2][會編(下)p.179原註1]「梵天相應」，共十經。與『相應部』（六）「梵天相應」相當。


� [會編(下)p.180原註2]『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二經。『別譯』一０一經。『增支部』「四集」二一經。


� ～S. 6. 1. 2. Gārava.，[No. 100(101)]。(大正2，321d，n.17)


� 請令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10a3-b9)；《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二經，SN.7.2.GARAVA；A.Ⅳ.21。 


� [會編(下)p.180原註3]『雜阿含經』卷四四中。


� [1]欝毘羅～Uruvelā.。(大正2，321d，n.18)


[2]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19，n.3)：鬱毘羅(Uruvelā)(巴)，又作優樓比螺，村名。


� 尼連禪～Nerañjarā.。(大正2，321d，n.19)


�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58)：「佛隨念buddhânusṃṛti，簡稱「念佛」：佛法本是正法saddharma中心的，法是聖道，依聖道而覺證。法是佛出世如此，佛不出世也如此：本來如是。釋尊的大覺成佛，只是體悟了而不是發明了正法，所以佛也是依法而住的釋尊圓滿的覺證了，以世間的語文表達出來，使多數的在家、出家眾，也能實現正法的覺證，得到解脫自在；隨佛修行者，是依法而行的。這樣，佛法是「依法不依人」，佛與隨佛修學者，是先覺覺後覺，老師與弟子的關係。」


�〔尊〕－【宋】【元】【明】。(大正2，322d，n.1)


�《以佛法研究佛法》：「什麼叫「法性」dharmatā？如《增支部》（一０‧二）說：「凡持戒具戒者，不應思我起無憂，於持戒具戒者而無憂生，是為法性。……厭離者不應思我現證解脫知見，於厭離者而現證解脫知見，是為法性」。《中阿含經》（卷一０）譯法性為「法自然」。這是說修道──持戒、得定、如實知見，這些道法，如能修習，會自然的引生一定的效果。法是這樣自然而然的，「性自爾故」，所以叫法性。又如《雜阿含經》（卷四四）說：「過去等正覺，及未來諸佛，現在佛世尊，能除眾生憂。一切（佛）恭敬法，依正法而住；如是恭敬者，是則諸佛法」。「是則諸佛法」，據巴利藏，應作「是諸佛之法性」。意思說，諸佛於法是自然的、當然會這樣的──依正法而住的。依法而住與恭敬法，就是以法為師的意思。「法性」本形容法的自然性，但一般解說為法的體性、實性，法與法性被對立起來，而法的本義也漸被忽略了。」(p110-111)


� [會編(下)p.180原註4]『相應部』（四七）「念處相應」一八經。『別譯』一０二經。


� ～S. 47. 18. Brahmā.，[No. 100(102)] 。(大正2，322d，n.2)


� 請另參見：《相應部》（四七）＜念處相應＞十八經，SN.47.18.BrahmA。


� 請另參見：《雜阿含經》卷19（535經）(大正2，139a16-b24)；《雜阿含經》卷24（607經）(大正2，171a9-14)。


� [1]《以佛法研究佛法》(p106-107)：「聖道不外乎八正道，但佛應機而說有種種道品。如佛曾一再為阿難說：「自洲（或譯「燈」）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異洲依」（雜阿含經卷二四）。佛教弟子們依自己、依法而修習，而依止的法，就是四念處──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四念處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內容。八正道是古仙人道，四念處也被稱譽為：「有一乘道，能淨眾生，度諸憂悲，滅除苦惱，得真如法（準中阿含經卷二四，真如法即正法），謂四念處」（雜阿含經卷四四）。這是貫通古今，前聖後聖所共依的一乘道。還有，摩訶迦旃延說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為一乘道（雜阿含經卷二０）。這樣的古道與一乘道，都稱之為法。」


[2]《成佛之道（增註本）》(p175 )：「「能滅苦集」的道，是些什麼呢？雖然眾生的根性不同，有利有鈍；有聲聞，緣覺，菩薩，佛也應機而說有多少不同的法門。但真正能出離生死的，是「唯有一乘道」，也可說只有一乘，一道。乘是車乘，能運載人物，從此到彼。佛所說的法門，能使眾生從生死中出來，到達究竟解脫的境地，所以稱法門為乘。同樣的，道是道路，是從此到彼，通往目的地所必經的；所以修持的方法，也稱為道。我們知道，眾生是同樣的生死；生死的根源，是同樣的迷執。苦與集的體性是一樣的，那出離生死苦的法門，那裏會有不同呢？所以佛在《阿含經》中，曾明確地宣說一乘法，也就是『一道出生死』，『同登解脫床』。」


� ⊙《雜》、《別譯》差異：


《雜》  (大正2，322b1-2)：有一乘道能淨眾生，度諸憂悲，滅除苦惱，得真如法，謂四念處。


《別譯》(大正2，410b12-14)：唯有一道，能淨眾生，使離苦惱，亦能除滅不善惡業，獲正法利、所言法者，即四念處。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3，n.1)：「見生諸有邊」，巴利本作 jatikhayantadassī(見生之盡邊)。


� [會編(下)p.180原註5]「乘度」，原本作「度乘」，依宋本改。


�〔爾〕－【宋】【元】【明】。(大正2，322d，n.4)


� [會編(下)p.180原註6]『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一一經。『別譯』一０三經。


� ～S. 6. 2. 1. Sanaṅkumāra.，[No. 100(103)]。(大正2，322d，n.5)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十一經，SN.7.11.SanNkaumAra。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4 (大正2，322c4-5)�
佛住欝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
�
《別譯雜阿含經》卷5 (大正2，410c21-22)�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
《巴利》�
RAjagahe sappinī-tire�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3，n.6)：「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巴利本作 brahmā Sanaṃkumāra(梵天常童)。


�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65)：「出於「八眾誦」的「梵天相應」，代表東方的觀念，王族（政治）勝過了婆羅門（宗教）。佛法是種姓平等論的，但對婆羅門自以為高貴的妄執，就以社會發展說，剎帝利早於婆羅門的見解來否定他。」


� [會編(下)p.180原註7]『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一三經。『別譯』一０四經。


� ～S. 6. 2. 3. Andhakavinda.，[No. 100(104)]。(大正2，322d，n.6)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十三經，SN.7.13.Andhakavinde。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5，n.2)：阿練若法：遠離人烟，於空閑處獨靜禪思之修行法。


�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68)：「釋尊天上的二大弟子──梵王與帝釋，與文殊、普賢二大菩薩的關係，更為明顯。梵王或梵天王，經中所說的，地位不完全一致。或說「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那是與色究竟天Akaniṣṭha相等。或泛說梵天王，是初禪大梵天王。」


� 林＝床【宋】【元】【明】，邊床座～Pantāni senāsanāni. 。(大正2，322d，n.7)


� [1] [會編(下)p.180原註8]「床坐」，原本作「林座」，依宋本改。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5，n.4)：又，「邊牀座」，巴利本作 Pantāi senāsanāni(邊地之諸臥坐所)。


� ⊙《雜》、《別譯》差異：


《雜阿含經》卷44 (大正2，323a4-9)�
《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11a17-22)�
�
如我所聞法　　乃至不究竟


獨一修梵行　　不畏千死魔


若修於覺道　　不畏於萬數


一切須陀洹　　或得斯陀含


及阿那含者　　其數亦無量


不能定其數　　恐怖於妄說�
如是我所聞　　不應懷疑惑


一千阿羅漢　　於此斷生死


學者二五百　　千一百須陀


隨流修正道　　長不趣邪徑


不能具宣說　　諸道得果者


所以不能說　　畏懼不信敬�
�



� [會編(下)p.180原9]『相應部』（一）「諸天相應」三七經。『別譯』一０五經。


� ～S. I. 4. 7. Samaya.，[No. 100(105)]. cf. No. 1.(19). 。(大正2，323d，n.1)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411a24-b23)；《相應部》（一）＜諸天相應＞三七經，SN.1.37.Samaya；DN.20。 


� [會編(下)p.180原註10]「阿」，原本缺，依宋本補。


�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66-267)：「佛是溫和的革新者。重智的宗教，引出世間起源，死後情形，涅槃等問題。條理而列舉異見，批評或加以融攝，引上佛法的真解脫道。著重於適應印度的神教，所以『長部』與天神的關係，非常密切。如……而這都是天神傳說出來的。（二一）『帝釋所問經』，帝釋與五髻Paṇcaśikha來見佛。『雜阿含經』『八眾誦』，有四位淨居天來讚佛的短篇，『長部』擴編而成鬼神大集會的（二０）『大會經』。…。天神的禮佛、讚佛、護持佛弟子，『八眾誦』已經如此了，但『長部』著重到這方面，無意中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內容。」


� 恭＝供【明】。(大正2，323d，n.3)


�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26p64-65 )：「部派佛教時代，多數是主張三寶別體的。在三寶的信敬憶念中，對佛的信念，顯然的勝過了法與僧。如上所說，對佛的事相與理想，佛弟子有著無限的懷念。尤其是「佛為法本」，法是佛所說的；佛制戒律，依戒律而後有和樂清淨的僧伽。人間三寶的出現，佛是在先的。所以信念三寶，而漸重於信佛念佛。『雜阿含經』已有此情形，如五根中的信根，經上說：「信根者，當知是四不壞淨」；而另一經又說：「何等為信根？謂聖弟子於如來所起信心，根本堅固」，這是專於如來菩提而起信了※1。又如『雜阿含經』「祇夜」中，四位淨居天來，各說一偈讚歎，雖讚歎比丘僧，而末偈說：「歸依於佛者，終不墮地獄」。『大會經』初，也有四天所說的同一偈頌，※2這顯然對佛有更好的信心。」


※1：《雜阿含經》卷26（大正2，183b、183c-184a）。《相應部》（四八）〈根相應〉（南傳一六下‧六、七）。


※2：『長阿含經』（一九）『大會經』（大正一‧七九中）。『長部』（二０）『大


會經』（南傳七‧二七三）。


� 天身＝身天【宋】【元】【明】。(大正2，323d，n.4)


� [會編(下)p.180原註11]『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七‧八經。『別譯』一０六經。


� ～S. 6. 1. 7-9. Kokālika.，[No. 100(106)]。(大正2，323d，n.5)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七‧八經，SN.7.7、8.Kokali-k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9，n.3)：「王舍城」，巴利本作「舍衛國」。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9，n.4)：「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巴利本作 Subrahmā paccekabrahmā(辟支梵天善梵)與 Suddhāvāso paccekabrahmā(辟支梵天淨居)。


� [1]大三昧＝火三昧【宋】＊【元】＊【明】＊ [＊ 1]。(大正2，323d，n.6)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9，n.5)：「火三昧」，麗本作「大三昧」，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火三昧」。別譯雜阿含作「火光三昧」。


� 瞿迦梨～Kokalika.。(大正2，323d，n.7)


� ⊙《雜》、《別譯》差異：


《雜阿含經》卷44 (大正2，323b15-16)�
瞿迦梨！瞿迦梨！於舍利弗、目連所起淨信心，汝莫長夜得不饒益苦。�
�
《別譯雜阿含經》卷5 (大正2，411c1-3)�
瞿迦梨！瞿迦梨！汝於舍利弗、目連，當生淨信，彼二尊者，心淨柔軟，梵行具足，汝作是謗，後於長夜，受諸衰苦。�
�



� 《別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411c4-5)：「汝為是誰？答曰：我是梵主天。瞿迦梨言：佛記汝得阿那含耶？梵主答言：實爾。」


� [會編(下)p.180原註12]「念」，原本作「答」，今改。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29，n.7)：「瞿迦梨言：『汝何故來……不可治。』」，別譯雜阿含作「瞿迦梨言：『阿那含名為不還，汝云何還？』梵主天復作是念：如此等人，不應與語。」


� 何＝故【宋】【元】【明】。(大正2，323d，n.9)


� 覺＝妄【元】【明】。(大正2，323d，n.10)


� [會編(下)p.180原註13]「大」，宋作「火。」


� [會編(下)p.180原註14]『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六‧九經。『別譯』一０七經。


� ～S. 6. 1. 6. Pamāda.，[No. 100(107)]。(大正2，323d，n.11)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六‧九經，SN.7.6、9.。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1，n.3)：「王舍城」，巴利本作「舍衛國」。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
餘別梵天、善臂別梵天�
婆句梵天�
�
《別譯》�
小勝善閉天、小勝光梵天�
婆迦梵�
�
《巴利》�
Subrahmā paccekabrahmā, 


suddhavāso pacceka-brahmā�
Brahmā


�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1，n.4)：「大梵天王及餘別梵天─善臂別梵天」，別譯雜阿含作「時，有二天，一名小勝善閉梵，二名小勝光梵。」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1，n.5)：婆句梵天(Bako Brahmā)(巴)，又作婆迦梵天，梵天名。前生為出家人，住恆河岸，見五百商隊乾渴之苦，以神力救之。


� 夫士＝士夫【明】。(大正2，324d，n.1)


� [1] [會編(下)p.180原註15]「陀」，原本作「地」，依宋改本。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5，n.1)：「陀」， 麗本作「地」，今依據宋、元、 明三本改作「陀」。尼羅浮陀(nirabbuda)(巴)，即「垓」，用來表示極長時間之數目，相當於十之三十六次方。或係以時間之長久稱呼所處之地獄。


[3]★尼羅浮陀：《大智度論》卷16(大正25，176c24-177a3)：「八寒氷地獄者：一名、頞浮陀(少多有孔)，二名、尼羅浮陀(無孔)，三名、阿羅羅(寒戰聲也)，四名、阿婆婆(亦患寒聲)，五名、睺睺(亦是患寒聲)，六名、漚波羅(此地獄外壁似青蓮花也)，七名、波頭摩(紅蓮花罪人生中受苦也)，八名、摩訶波頭摩，是為八。」


� [會編(下)p.180原註16]「三千」，原作「三十」，依元本改。


� [1]《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5，n.3)：阿浮陀(abbuda)(巴)，即「秭」，用來表示極長時間之數目，相當於十之五十六次方。


[2]★阿浮陀：《翻梵語》卷7(大正54，1033a16)：「阿浮陀地獄(亦云呵浮陀，亦云波浮陀。論曰：「阿浮陀」者，少多有孔，譯曰十億)」


� [會編(下)p.180原註17]『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四經。『別譯』一０八經。


� ～S. 6. 1. 4. Bako Brahmā.，[No. 100(108)]。(大正2，324d，n.4)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6(大正2，412b7-c18)；《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四經，SN.6.4.Bako brahm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5，n.5)：「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巴利本作「舍衛國祇園」。


� 婆句梵天～Bako brahmā.。(大正2，324d，n.5)


� 上＝土【明】。(大正2，324d，n.6)


� 而＝即【宋】【元】【明】。(大正2，324d，n.7)


� 樂＝業【宋】【元】【明】。(大正2，324d，n.8)


� [1] [>尼羅浮多]～Nirabbuda.。(大正2，324d，n.9)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37，n.1)：尼羅浮多(Nirabbuda)(巴)，地獄名，八寒地獄之一，譯作疱裂，寒風刺骨，令身疱裂。


� [會編(下)p.181原註18]『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五經。『別譯』一０九經。


� ～S. 6. 1. 5. Aparā diṭṭhi.，[No. 100(109)] 。(大正2，324d，n.10)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6(大正2，412c19-413a26)；《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五經，SN.6.5.AparAdiTThi。 


� [1]漏盡諸羅漢～Khīṇāsavā arahanto.。(大正2，325d，n.1)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1，n.1)：漏盡諸羅漢(khīṇāsavā arahanto)(巴)，斷盡煩惱的阿羅漢。


� [會編(下)p.181原註19]『相應部』（六）「梵天相應」一五經。『別譯』一一０經後文。


� ～S. 6. 2. 5. Parinibbāna.，[No. 100(110))cf. No. 1(2).。(大正2，325d，n.2)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十五經，SN.6.25.ParinibbAna。


� [>俱尸那竭國]～Kusinārā.。(大正2，325d，n.3)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1，n.3)：俱尸那竭國力士生地堅固雙樹林(Kusinārāyaṃ Upavattane Mallānaṃ sālavane)(巴)，俱尸那揭國位於中印度加毘羅衛城之東，為末羅(即力士)族所居地，即佛世時，十六大國之末羅力士國。其北有雙樹，位於希連禪河邊，為佛陀涅槃處。


� 已＝以【宋】【元】【明】。(大正2，325d，n.5)


� 相＝想【宋】【元】【明】。(大正2，325d，n.6)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3，n.1)：「世間一切生，立者皆當捨」，別譯雜阿含作「世間有生類，捨身終歸滅。」


� [1] [>阿那律陀]～Anuruddha.。(大正2，325d，n.7)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3，n.2)：阿那律陀(Anuruddha)(巴)，比丘名，佛十大弟子之一，天眼第一。


� [1] 往枝＝住支【宋】【元】【明】。(大正2，325d，n.8)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3，n.3)：支提：即塔祠。


[3]★支提：《一切經音義》卷10(大正54，368b20)：「支提(梵語也。或云脂帝浮都，或云浮圖，皆訛也。正梵音、際多，或曰制多，此云聚相，謂纍寶及塼石等高以為相也)。」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4(大正2，325c4-8)�
導師此寶身，往詣梵天上。如是大神力，內火還燒身，五百顝纏身，


悉燒令磨滅，千領細顝衣，以衣如來身，唯二領不燒，最上及襯身。�
�
《別譯雜阿含經》卷6(大正2，414a14-16)�
大悲梵世尊，體同真淨寶，有大神通力，火出自然身，千顝用纏身，


內外二不燒。�
�



� 偈＋（已）【宋】【元】【明】。(大正2，325d，n.9)


� [會編(下)p.181原註20]攝頌，『別譯』缺。」


� [會編(下)p.194原註1]「比丘尼相應」，共十經。與『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相當。


� [會編(下)p.194原註2]『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一經。『別譯』二一四經。


� ～S. 5. 1. Āḷavikā.，[No. 100(214)]。(大正2，325d，n.10)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3b28-c25)；《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一經，SN.5.1.AlavikA。


� [會編(下)p.194原註3]『雜阿含經』卷四五。


� [1] [>阿臈毘]～Aḷavikā. 。(大正2，325d，n.11)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5，n.2)：阿� HYPERLINK "javascript:newWindow('images/1a045-1.bmp')" �[艹/(月*曷)]�毘(Ālavikā)(巴)，原意為「曠野的」，指曠野的住者。比丘尼名。又作阿� HYPERLINK "javascript:newWindow('images/1a045-1.bmp')" �[艹/(月*曷)]�毘迦。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5，n.3)：安陀林(andhavana)(巴)，暗林。


� 魔波旬～Māra pāpimant.。(大正2，325d，n.12)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7，n.1)：阿姨(ayya)(巴)，大姊，貴夫人。


� ★姦狡：亦作“奸狡”，奸詐狡猾。《漢語大詞典（四）》(p.352)


�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43-844)：「說一切有部所傳，有『世羅尼偈』Selagāthā。『長老尼偈』也有世羅尼的偈，但在『雜阿含經』及『相應部』中，作阿臈毘Aḷavikā尼的偈『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作阿臈毘尼。。別有尸羅尼偈五偈半，這是最有名的偈頌。『世羅尼偈』，不知是否就是『雜阿含經』的尸羅尼偈；說一切有部本沒有傳來，現在也無法確定的了」 


� [會編(下)p.194原註4]「刑」，原本作「形」，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94原註5]『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二經。『別譯』二一五經。


� ～S. 5. 2. Somā.，[No. 100(215)] 。(大正2，326d，n.2)


� 請另參見：《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二經，SN.5.2.SomA。


�〔右〕－【宋】【元】【明】。(大正2，326d，n.3)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49，n.3)：二指智(dvavgula-pañña)(巴)，二指量之智慧，指婦人之智慧。佛音論師解釋謂婦人以二指取絲斷絲；長老尼偈註釋者解釋為婦女從幼少常以二指試米飯熟未熟。(見日譯本南傳大藏經第十二卷二三二頁─S. 5. 3)。別譯雜阿含卷第十二經作「鄙穢智」。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6b1-2)�
仙人所住處，是處甚難得，非彼二指智，能得到彼處。�
�
《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4a5-6)�
仙聖之所得，斯處難階及，非汝鄙穢智，獲得如是處。�
�
《巴利》�
～…DvaNgula-pañña (二指慧)�
�



�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94-195)：「女眾可以出家，只因在佛法的修證中，與比丘（男）眾是沒有什麼差別的。有一位美貌的青年，對蘇摩Soma比丘尼說：聖人所安住的境界，不是女人的智慧所能得的。蘇摩尼對他說：「心入於正受，女形復何為！智或（疑「慧」）若生已，逮得無上法」。女性對於佛法的修證，有什麼障礙呢！這是佛世比丘尼的見地。在大乘法中，以女人身分，與上座比丘們，論究男女平等的勝義，可說是釋尊時代精神的復活！」


� 安＝女【聖】。(大正2，326d，n.4)


� 惡魔＝應【宋】，＝應去【元】【明】【聖】。(大正2，326d，n.5)


�〔即自磨滅去〕－【宋】【元】【明】【聖】。(大正2，326d，n.6)


� 念＋（即時磨滅去）【宋】【元】【明】【聖】。(大正2，326d，n.7)


� [會編(下)p.194原註6]『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三經。『別譯』二一六經。


� ～S. 5. 3. Gotamī.，[No. 100(216)。(大正2，326d，n.8)]


� 請另參見：《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三經，SN.5.3.GotamI。


� 吉離舍瞿曇彌～Kisā-gotamī.。(大正2，326d，n.9)


� 壇＝檀【聖】＊[＊15]。(大正2，326d，n.10)


� 晝＝盡【聖】＊ [＊16]。(大正2，326d，n.11)


�〔食〕－【聖】。(大正2，326d，n.12)


� 智＋（知）【宋】【元】【明】，智＝知【聖】。(大正2，326d，n.13)


� [1]《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51，n.6)「無邊……已度男子表」，別譯雜阿含作「我斷恩愛已，無欲無子想；端坐林樹間，無愁無熱惱。」


[2]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6c5-10)�
無邊際諸子，一切皆亡失，此則男子邊，已度男子表。


不惱不憂愁，佛教作已作，一切離愛【宋】【元】【明】＝憂苦，捨一切闇冥。已滅盡作證，安隱盡諸漏，已知汝弊魔，於此自滅去。�
�
《別譯雜阿含經》卷12 (大正2，454b4-8)�
我斷恩愛已，無欲無子想，端坐林樹間，無愁無熱惱，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逮得於滅盡，安住無漏法，以是故當知，波旬墮負處。�
�
《巴利》�
Accantaṃ hataputtāṃhi, purisā etad antikā, na sccāmi na rodāmi, na taṃ bhāyāmi āvuso. sabbattha vihatā nandi, tamokkhandho padālito, jetvāna maccuno senaṃ, viharāmi anāsavā ti.�
�



� [會編(下)p.194原註7]「憂」，原本作「愛」，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94原註8]『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五經。『別譯』二一七經。


� ～S. 5. 5. Uppalavaṇṇā.，[No. 100(217)] 。(大正2，326d，n.15)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4b11-c13)；《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五經，SN.5.5.UppalavaNNA。


� [1]優鉢羅色～Uppalavaṇṇā.。(大正2，326d，n.16)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53，n.1)：優鉢羅色(Uppalavannā)(巴)，即「蓮華色」，為佛弟子比丘尼眾中神足第一。


� 愛＝受【聖】＊。(大正2，327d，n.1)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53，n.3)：「於一切愛喜」，別譯雜阿含作「斷除一切愛」。


� [會編(下)p.194原註9]『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一０經。『別譯』二一八經。


� ～S. 5. 10. Vajirā.，[No. 100(218)]。(大正2，327d，n.2)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4c14-455a7)；《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十經，SN.5.10.JajirA。 


� 汝＝女【聖】。(大正2，327d，n.3)


�《性空學探源》(p.61 )：「從阿含看，「我無法有」，是釋尊常常說到的。如《雜含》第三三五經說：有業報而無作者。第一二０二經說：唯有空陰聚，無是眾生者。作者與眾生，是「我」的異名，釋尊都說它是無。業報、陰聚等「法」，卻說它是有。而第二六二經說須陀洹得法眼淨的時候，謂：不復見我，唯見正法。很明顯的，在聖者體驗所得的境界中，是「我無法有」的。釋尊又曾說過：見苦則不見於我，若見於我則不見苦。從各方面看來，「我無法有」，可說是釋尊說法的基本方式。問題是在：「我無」，所無的是什麼樣的我？「法有」，是怎樣的有？假有或實有？這在各家各派，雖作了種種的解釋，但「我無法有」，總是可以代表佛法與外道不共的特色。」


� 捨＝於【宋】【元】【明】【聖】。(大正2，327d，n.4)


� [會編(下)p.194原註10]「憂」，原本作「愛」，依宋本改。


� 知＝為【宋】【元】。(大正2，327d，n.6)


� [會編(下)p.194原註11]『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九經。『別譯』二一九經。


� ～S. 5. 9. Selā.，[No. 100(219)]。(大正2，327d，n.7)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5a8-b1)；《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九經，SN.5.9.SelA。


� [會編(下)p.194原註12]「已」，原本作「以」，今改。


� 《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5a21-28)：「色像非自作，亦非他所造，眾緣起而有，緣離則散滅。譬如殖種子，因地而生長，陰界諸入等，和合是色像，因苦故生長，因苦故散壞，斷除一切愛，滅諸無明闇，逮得於盡滅，安住無漏法。以是故當知，波旬墮負處。」


� [會編(下)p.195原註13]『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四經。『別譯』二二０經。


� ～S. 5. 4. Vijayā.（毘闍耶），[No. 100(220)]。(大正2，327d，n.8)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5b2-25)；《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四經，SN.5.4.VijayA。


� 伎＝妓【元】【明】。(大正2，328d，n.1)


� 已＝以【宋】【元】【明】。(大正2，328d，n.2)


� [會編(下)p.195原註14]「樂」，原本作「歡」，依宋本改。


� [會編(下)p.195原註15]『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六經。『別譯』二二一經。


� ～S. 5. 6. Cālā.（遮羅），[No. 100(221)]。(大正2，328d，n.4)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5b26-c22)；《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六經，SN.5.6.GAl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1，n.2)：遮羅(Cālā)(巴)，比丘尼名。


�（即）＋化【宋】【元】【明】。(大正2，328d，n.5)


� [會編(下)p.195原註16]「授」，原本作「受」，依宋本改。


� 至＝到【宋】【元】【明】【聖】。(大正2，328d，n.7)


� 集＝業【宋】【元】【明】。(大正2，328d，n.8)


� [會編(下)p.195原註17]『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七經。『別譯』二二二經。


� ～S. 5. 7. Upacālā.（優波遮羅），[No. 100(222)]。(大正2，328d，n.9)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 (大正2，455c23-456a21)；《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七經，SN.5.7.UpacAlA。


� [1] [>炎魔]～Yāmā.。(大正2，328d，n.10)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3，n.3)：炎魔(Yāmā)(巴)，天名。欲界六天之第三。譯作時分、善分，彼天時時受五欲之樂，故名。


� [1] [>兜率陀]～Tusitā.。(大正2，328d，n.11)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3，n.4)：兜率陀(Tusitā)(巴)，天名。欲界六天之第四，譯作知足。


� [1]化樂～Nimmānaratin.。(大正2，328d，n.12)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3，n.5)：化樂(Nimmānaratin)(巴)，天名。欲界六天之第五。此天能隨心意化現快樂。


� [1]他自在～ [Paranimmita-]Vasavattin.。(大正2，328d，n.13)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3，n.6)：他自在(Paranimmitia vasavattin)(巴)，即他化自在天，欲界六天之第六。此天假他所化之樂事以成己樂，故稱他化自在天。


� 隨＝墮【宋】【元】【明】。(大正2，328d，n.14)


� [會編(下)p.195原註18]『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八經。『別譯』二二三經。


� ～S. 5. 8. Sīsupacālā.（尸利沙遮羅），[No. 100(223)]。(大正2，328d，n.16)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6a22-b22)；《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八經，SN.5.8.SIsupacAl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5，n.4)：尸利沙遮羅(Sīsupacālā)(巴)，又作尸須波遮羅，意為「動頭」。比丘尼名。


�（即）＋化【宋】【元】【明】。(大正2，328d，n.17)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7，n.1)：「若生釋種家，稟無比大師」，別譯雜阿含作「釋種大世尊，無比之丈夫。」


� 闇冥＝耶導【聖】。(大正2，329d，n.1)


� [會編(下)p.195原註19]攝頌見『別譯』卷一二（大正二‧四五六中）。


� [會編(下)p.205原註1]「婆耆舍相應」，共一六經。與『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相當。


� [會編(下)p.205原註2]『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一一經。『別譯』二二四經。


� ～S. 8. 11. Gaggarā.，[No. 100(224)] 。(大正2，329d，n.2)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6b24-c9)；《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十一經，SN.8.11.GaggarA。


� [會編(下)p.205原註3]『雜阿含經』卷四五中。


� [>瞻婆]～Campā.。(大正2，329d，n.3)


� [1] [>揭伽]～Gaggarā.。(大正2，329d，n.4)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7，n.5)：揭伽(Gaggarā)(巴)，池名。又作伽伽羅。


� [1] [>婆耆舍]～Vaṅgīsa. 。(大正2，329d，n.5)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7，n.6)：婆耆舍(Vavgīsa)(巴)，又作鵬耆舍。比丘名。增一阿含經弟子品第三經謂其「能造偈頌嘆如來德」及「言論辯了而無疑滯」。


� 坐＝座【宋】＊【元】＊【明】＊ [＊ 1]。(大正2，329d，n.6)


� [會編(下)p.205原註4]『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九經。『別譯』二二五經。


� ～S. 8. 9. Koṇḍañña.，[No. 100(225)]。(大正2，329d，n.7)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八）＜婆耆殺長老相應＞九經，SN.8.9.SAraputta。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9，n.2)：「瞻婆國揭伽池側」，巴利本作「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 [1]阿若憍陳如～Aññāsi-Koṇḍañña. 。(大正2，329d，n.8)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69，n.3)：阿若憍陳如(Aññāsi-kondañña)(巴)，佛陀初轉法輪時，所度五比丘之一。


� 會＝舍【聖】。(大正2，329d，n.10)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9b18-19)�
上座之上座，尊者憍陳如，已度已超越，得安樂正受。�
�
《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6c18)�
上座比丘憍陳如，安處實語住利樂。�
�
《巴利》�
Buddhānubuddho so thero, Koṇḍañño tibbanikkamo�
�



� 財＝教【明】。(大正2，329d，n.11)


� [會編(下)p.205原註5]『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六經。『別譯』二二六經。


� S. 8. 6. Sāriputta.，[No. 100(226)] 。(大正2，329d，n.12)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六經，SN.8.6.KoNNDaJJa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1，n.2)：「瞻婆國揭伽池側」，巴利本作「舍衛國祇園」。


� 閡＝礙【宋】【元】【明】。(大正2，329d，n.13)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9c1-2)�
句味滿足，辯才簡淨，易解樂聞，不閡不斷。深義顯現。�
�
《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6c26-27)�
言音滿足，能使聽者心意喜樂，言辭正直，聞者開解，心無所為，所說辯了。�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1，n.4)：7)優婆提舍(Upatissa)(巴)，為舍利弗之別名。「婆」，聖本作「波」。


� 略〔ㄌㄩㄝˋ〕：通達；通曉。《漢語大字典（七）》(p.1354)


� [會編(下)p.205原註6]『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一０經。『別譯』二二七經。


� ～S. 8. 10. Moggallāna.，[No. 100(227)] 。(大正2，329d，n.15)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7a12-28)；《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十經，SN.8.10.MoggallAna。


� [1] [>那伽]～Nāga.。(大正2，329d，n.16)


[2]★那伽：（巴：Nāga）龍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1，n.6)：「那伽山側」，巴利本作 Isigilipasse Kālasilāyaj(仙人窟)。


� [>牟尼]～Muni.。(大正2，329d，n.17)


� [會編(下)p.205原註7]『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七經。『別譯』二二八經。『中阿含經』（一二一）『請請經』。『增壹阿含經』（三二）「善聚品」五經。


� Pravāraṇa (Hoernle, Ms. Remains, p. 36) ～S. 8. 7. Pavāraṇā.，〔Nos. 100 (228,) 26 (121), 125 (32.5), 61-63, 分別功德論中〕。(大正2，330d，n.1)


� 請另參見《佛說解夏經》(大正1，861b14-862a29)；《增壹阿含經》卷24＜善聚品第三十二＞(大正2，676b28-677b27)；《佛說受新歲經》(大正1，858a14-859a12)；《中阿含經》卷29（121經）＜請請經第五＞(大正1，610a10-c21)；《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七經，SN.8.7.PavAranA。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3，n.3)：「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巴利本作「舍衛國東園鹿子母堂」。


�《雜阿含經》卷26(大正2，182a15-16)：「世尊告諸比丘，有三根：未知當知根、知根、無知根。」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3，n.4)：食受時(pavāranā)(巴)，又稱「自恣時」，中阿含作「請請時」，即解夏安居之日，於大眾中請他人舉出自己所犯過失，並懺悔之。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30a7-9)：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世尊記說彼現法當得無知證。爾時！世尊臨十五日月食受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


《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7b3-5)：唯除一人，如來記彼現身盡漏。於七月十五日，自恣時到，佛於僧前敷座而坐。


�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60)：「如來藏tathāgata-garbha是胎藏的藏，與懷妊、誕生，也與種性gotra──血統有關。從譬喻而發展起來的「佛子」與「佛種性」，對如來藏說，是有啟發作用的。佛子，是阿羅漢arhat的通稱。佛讚五百阿羅漢說：「汝等為子，從我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印度的婆羅門Brahmā，自以為從梵天口生，從梵天化生，所以佛說：阿羅漢們是從聽聞佛口說法聲（所以名為聲聞）而生，從法──法性寂滅的證入而成的。佛子，表示了有佛那樣的聖性，能繼承如來覺世的大業，所以名為佛子。經中或稱之「佛之愛子」。」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3，n.6)：5)「當懷受我」，新歲經作「當和心相向」。


� 寶＝實【宋】【元】【明】。(大正2，330d，n.2)


� 未＝來【聖】。(大正2，330d，n.3)


� 隣＝應【聖】。(大正2，330d，n.4)


�〔法輪〕－【聖】。(大正2，330d，n.5)


�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60-61 )：「阿羅漢，古代是稱為「佛子」，「勝者之子」，或「如來之子」的。在「佛子」中，有如來的長子，如『雜阿含經』說：「汝（舍利弗）今如是為我長子，鄰受灌頂而未灌頂，住於儀法，我所應轉法輪、汝亦隨轉」。在佛經中，每以輪王Cakravarti-rāja的正法化世、比喻如來的出世法化世。輪王的長子，有繼承輪王事業的義務，也就用來比喻舍利弗Śāriputra的助佛揚化。」


� [會編(下)p.206原註8]「此」下，原本有「諸」字，依宋本刪。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7，n.1)：「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有皮膚，貞實堅固」，別譯雜阿含經卷十二第十五經作「此五百人離諸塵垢，無有腐敗，悉皆貞實。」《佛說解夏經》作「如是苾芻，盡諸煩惱，皆住真實。」「貞實」，大正本作「真實」。


� ⊙《雜》、《別譯》、《巴利》差異：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30b24-27)：佛告舍利弗：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脫，餘者慧解脫。舍利弗！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有皮膚，真實堅固。


《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7c11-13)：佛言：此比丘眾中九十比丘具於三明，有百八十得俱解脫，其餘之者盡慧解脫。舍利弗言！此五百人離諸塵垢，無有腐敗，悉皆貞實。


《巴利》：六十為三明，六十為六通，六十為俱解脫，餘者為慧解脫。


� 懷＝聽【聖】。(大正2，330d，n.7)


� [1]《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7，n.4)：日種：釋尊五姓之一，佛本行集經謂淨飯王六代之祖被射殺，從血塊生二莖之甘蔗，次生一男一女，姓為甘蔗，別稱為「日種」。「胤」，為「嗣」之意。


[2] ★胤〔ㄧㄣˋ〕：1.子弟相承。2.嗣，後代。3.繼續。4.猥褻。《漢語大字典》（一）(p.39)


� [會編(下)p.206原註9]『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二經。『別譯』二二九經。


� ～S. 8. 2. Arati.，[No. 100(229)]。(大正2，330d，n.8)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二經，SN.8.2.Arati。


� [1]尼拘律相～Nigrodha-Kappa，相＝想【宋】【元】【明】。(大正2，330d，n.9)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9，n.2)：尼拘律想(Nigrodha-kappa)(巴)，又作尼拘律劫波，比丘名。


� 曠＝廣【聖】。(大正2，330d，n.10)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9，n.3)：「曠野禽獸住處」，巴利本作 Ālaviyaj Āggālave cetiye。


� 誡＝戒【聖】＊ [＊ 1]。(大正2，330d，n.11)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9，n.5)：「心不安……深住」，巴利本作 yassa me anabhirati uppannā rāgo cittaj anuddhajseti.(我的〔心〕生不快樂，貪欲腐敗我的心)。


� 我＝非【宋】【元】【明】。(大正2，330d，n.12)


� ★周圓：《漢語大詞典》（三）p.293：亦作“周員”。亦作“周圜”。1.循環。2.周圍；範圍。3.圓滿；圓全。


�《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8a1-6)：「爾時、尊者婆耆奢，在空靜處。時欲撿心，繫念思惟，卒起異想，生不憙樂。即自覺知，我於今者，便失善利，夫出家者，名為難得，若有是心不名難得。我今便為退失善心，得于惡心，今當說心多諸過惡、說厭患偈。時彼尊者，即說偈言：」


� [1]隣＝憐【聖】。(大正2，331d，n.1)


[2]★鄰：同鄰。鄰居、相鄰、鄰近。《漢語大字典（六）》(p.3798)


� [1] [>三摩提]～Samāhita.。(大正2，331d，n.2)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79，n.8)：三摩提(samādhi)(巴)，即三摩地、三昧、等持。


� 


《雜阿含經》卷45


(大正2，331a3-15)�
當捨樂不樂，及一切貪覺，於隣無所作，離染名比丘。　


於六覺心想，馳騁於世間，惡不善隱覆，不能去皮膚。


穢污樂於心，是不名比丘，有餘縛所縛，見、聞、覺、識俱。


於欲覺悟者，彼處不復染，如是不染者，是則為牟尼。


大地及虛空，世間諸色像，斯皆磨滅法，寂然自決定。


法器久修習，而得三摩提，不觸不諂偽，其心極專至。


彼聖久涅槃，繫念待時滅。�
�
《別譯雜阿含經》卷12


(大正2，458a7-24)�
棄捨樂諸著，及不樂著者，捨衣貪嗜覺，不造煩惱林。


欲枝下垂布，眾生樂緣著，能斷於欲林，是名為比丘。


不垂下著欲，無林名比丘。第六意出覺，然此欲覺者。


世間所樂著，若得出覺意，能離非結著，不樂於勝欲。


樂出麁惡言，不名為比丘，樂嗜於受身，因見、聞、意、識。


想著生五根，能離欲想著，不受塗污辱，是名得解脫。


大地及虛空，世間有色處，悉皆歸散壞，一切同盡滅。


知見是事已，行法已決定，諸處不生受，質直不諂偽。


雖求念存身，為有所利益，若能如是者，同彼入涅槃。�
�



�開＝聞【聖】。(大正2，331d，n.3)


� [會編(下)p.206原註10]『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四經。『別譯』二三０經。『增壹阿含經』（三五」「邪聚品」九經參照。


� ～S. 8. 4. Ānanda.，[No. 100(230)] 。(大正2，331d，n.4)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2(大正2，458a25-b15)；《增壹阿含經》卷27＜邪聚品第三十五＞ (大正2，701a12-c14)；《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四經，SN.8.4.Ananda；《瑜伽師地論》卷17(大正30，372a24-c29)。


� 今＝令【宋】【元】【明】【聖】。(大正2，331d，n.5)


� 有我＝我有【聖】。(大正2，331d，n.6)


� 憍＝高【宋】＊【元】＊【明】＊ [＊ 1]。(大正2，331d，n.7)


� 邊＝道【宋】【聖】。(大正2，331d，n.8)


�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35-36)：「「無相心三昧」，「是智果智功德」。說明這一問題的，『雜阿含經』（「弟子記說」）中，共有四經（依『大正藏』編號，為五五六──五五九，其實應分為六經），都是與阿難ānanda有關的。…總之，無相心三昧，是經佛弟子的修得而傳出，日漸光大起來的。…無相心三昧，依質多羅Citra長者所說，是「一切相不念（作意）」而修成的三昧。作意manasikāra，或譯思惟，念，憶念。不作意一切相的無相心三昧，是有淺深的。究竟的無相，如『雜阿含經』（「祇夜」）卷四五（大正二‧三三一中）說：「修習於無相，滅除憍慢使，得慢無間等，究竟於苦邊」。偈頌是阿難為婆耆舍Vaṅgīsa說的，『相應部』同。『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南傳一二‧三二五『瑜伽論』解說為：「由此斷故，說名無學」 


� [會編(下)p.206原註11]『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一經。『別譯』二五０經。


� ～S. 8. 1. Nikkhanta.，[No. 100(250)]。(大正2，331d，n.9)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1c13-462a11)；《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一經，SN.8.1.Nikkhanta。 


� [會編(下)p.206原註12]『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三經。『別譯』二五一經。


� ～S. 8. 3. Pesalātimaññanā.，[No. 100(251)]。(大正2，331d，n.10)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2a12-28)；《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三經，SN.8.3.PosalAtimaJJanA。 


� [會編(下)p.206原註13]「彼」，原本作「法」，依明本改。


� [1]埿犁殺慢墮～Māngatā nirayam upapannā. 。(大正2，331d，n.12)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85，n.2)：「埿犁殺慢墮」，巴利本作 Mānagatā nirayam papatanti(行為憍慢、輕慢者墮地獄)。


� 礙＝閡【聖】。(大正2，331d，n.13)


� [會編(下)p.206原註14]攝頌見『別譯』卷一三（大正二‧四六二上）。


� [會編(下)p.217原註1]『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一二經。『別譯』二五二經。


� ～S. 8. 12. Vaṅgīsa.，[No. 100(252)]。(大正2，331d，n.14)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2a29-b18)；《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十二經，SN.8.12.VaGgIsa。


� [會編(下)p.217原註2]『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五經。『別譯』二五三經。『小部』『經集』「三品」三經。


� ～S. 8. 5. Subhāsitā.，[No. 100(253)]。(大正2，332d，n.1)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五經，SN.8.5.SubhAsitA；《瑜伽師地論》卷19(大正30，381b24-c1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6(大正27，28b24-29)。


� 賢聖＝聖賢【明】。(大正2，332d，n.2)


� ⊙《雜》、《別譯》對照：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32a11-14)�
賢聖善說法，是則為最上。愛說非不愛，是則為第二。


諦說非虛妄，是則第三說。法說不異言，是則為第四。�
�
《別譯雜阿含經》卷13


(大正2，462b23-27)�
善說最為上，仙聖之所說。愛語非麁語，是名為第二。


實語非妄語，是名為第三。說法不非法，是名為第四。


是名演四句，四句之偈義。�
�



� [會編(下)p.217原註3]『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八經。『別譯』經缺，攝頌中有。


� ～S. 8. 8. Parosahassa.。(大正2，332d，n.3)


� 請另參見：《相應部》（八）＜婆耆舍長老相應＞八經，SN.8.8.Parosahassa；此經無對應之《別譯雜阿含經》。


� 作＝辦【宋】【元】【明】。(大正2，332d，n.4)


� [1]覲＝現【聖】。(大正2，332d，n.5)


[2] ★覲ㄐㄧㄣˋ： 1.諸侯朝見天子。2.拜望、省候尊者或長輩。3.見，會見。《漢語大字典（六）》(p.3673)


� 頂＝現【宋】【元】【明】。(大正2，332d，n.6)


� [會編(下)p.217原註4]『別譯』二五四經。


� [No. 100(254)] 。(大正2，332d，n.7)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2c9-463a23)


� 奈＝柰【宋】【元】【明】。(大正2，332d，n.8)


�《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2c10-22)：「爾時、佛告諸比丘：「世有良醫能治四病，應為王師。何謂為四？一、善能知病，二、能知病所從起，三者、病生已善知治愈，四者、已差之病令更不生，能如是者名世良醫。佛亦成就四種之法，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亦拔眾生四種毒箭。云何為四？所謂是苦、是苦習、是苦滅、是苦滅道。」佛告比丘：「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此毒箭，非是世間醫所能知；生苦因緣及能斷生苦，亦不知老、病、死、憂、悲、苦、惱因緣及能斷除。唯有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知生苦因緣及以斷苦，乃至知老、病、死、憂、悲、苦、惱。知其因緣及以斷除。是以如來善能拔出四種毒箭，故得稱為無上良醫。」


� 治藥＝醫藥【聖】。(大正2，332d，n.9)


� 病＝治【聖】。(大正2，332d，n.10)


� 差＝瘥【宋】【元】【明】。(大正2，332d，n.11)


� ⊙《雜》、《別譯》對照：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32c18-21)：迦露醫投藥，波睺羅治藥，及彼瞻婆耆，耆婆醫療病。


　             　　　　　　　　　　　　 或有病小差，名為善治病，後時病還發，抱病遂至死。


《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3a9-13)：醫王名迦留，多施人湯藥，復有一明醫，名為婆呼盧。　


瞻毘及耆婆，如是醫王等，皆能療眾病，是等四種師。


　             　　　　　　　　　　　　　　治者必得差，雖差病還發。


�《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3a19)：「我今白大眾　　諸賢在會者」。


� [會編(下)p.217原註5]『小部』『經集』「二品」一二經。『別譯』二五五經。


� ～Sn. II. 12. Vaṅgīsa.，[No. 100(255)] 。(大正2，333d，n.1)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3a24-b9)；Sn.2.12.VGgIsa-sutta 


� 尼拘律想～Nigrodha-Kappa。(大正2，333d，n.2).


� ★委篤：《漢語大詞典》（四）p.322：指病危。


� [1]和上＝和尚【宋】【元】【明】。(大正2，333d，n.3)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93，n.5)：「和上」，宋、元、明三本均作「和尚」。和上，又作和闍(upajjhāya)(巴)，音譯為鄔波馱耶，意為親教師、大眾之師。即為受戒者之師表，故華嚴、天臺、淨土等宗皆稱為戒和尚，後世沿用為弟子對師父之尊稱。


� [會編(下)p.217原註6]「減」，原本作「滅」，依宋本改。


� 備＝修【宋】【聖】。(大正2，333d，n.5)


� [1] 遇＝過【宋】【元】【明】【聖】，＝愚【CB】。(大正2，333d，n.6)


   [2] [會編(下)p.217原註7]「過」，原本作「遇」，依宋本改。


[3]《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95，n.3)：「愚」，大正本作「遇」，宋、元、明三本作「過」。


� [會編(下)p.217原註8]「諸」，原本作「設」，依明本改。」


� 減＝滅【聖】。(大正2，333d，n.8)


� [會編(下)p.218原註9]『雜阿含經』卷四五終。


� [會編(下)p.218原註10]『別譯』二五六經。


� [No. 100(256)] 。(大正2，259d，n.1)


� 請另參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3b10-26) 


� [會編(下)p.218原註11]『雜阿含經』卷四六（舊誤編為卷三六）。


� 留＝樓【元】【明】。(大正2，259d，n.2)


�〔而〕－【宋】【元】【明】。(大正2，259d，n.3)


� 魔＝摩【聖】。(大正2，259d，n.4)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1999，n.3)：五道：此處指地獄、餓鬼、畜生、人道、天道。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2001，n.1)：三有：即欲有、色有、無色有。


� 正＝政【聖】。(大正2，259d，n.5)


� [會編(下)p.218原註12]『別譯』二五七經。


� [No. 100(257)] 。(大正2，259d，n.6)


� ★困篤：病重；病危。《漢語大詞典（三）》(p.620)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2001，n.4)：富隣尼：又作富匿。比丘名。


� 「燄」字與《大正藏》用字為：「焰」：


《雜阿含經》卷36(大正2，259c27-28)：「如前焰摩迦修多羅廣說」


� ⊙於其他別譯中，無有關解脫之問答，而乃詳述苦痛之狀況；有「我於最後欲讚於佛」，然偈文缺。


⊙《雜》、《別譯》對照：


《別譯雜阿含經》卷13(大正2，463c14-22)：「爾時世尊別敷座坐告婆耆奢：汝今身體苦痛為可忍不？能飲食不？時婆耆奢白言：此痛轉增無有瘳損，今我所患，譬如力士捉儜人髮摴搣※1揉捺，我患頭痛亦復如是。又如大力殺牛之人以刀刺腹割其腸肚，我患腹痛亦復如是。又如瘦人為有力者強捉火炙身體燋然，我苦體痛亦復如是。我於今日欲入涅槃，我於最後欲讚於佛。」


※1★摴〔ㄓㄨㄥ〕搣：手捉頭。《集韻‧東韻》“摴，《字統》：摴搣，俗謂之捉頭。”《漢語大字典（三）》(p.1922)


� 愛＋（念）【宋】【元】【明】【聖】。(大正2，260d，n.2)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2005，n.1)：日種：瞿曇之異稱，釋尊所屬之本姓。


� 智＝知【聖】。(大正2，260d，n.3)


� 礙＝閡【聖】。(大正2，260d，n.4)


� 受＝愛【宋】【元】【明】【聖】。(大正2，260d，n.5)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2007，n.1)：「明見真實者……唯畏恐怖劫」，此偈中述說九十一劫中只有三劫有佛出世，其餘諸劫都無佛出世，故成恐怖劫。洲：即洲渚，佛為洲渚，可作依怙。


� 超＝越【宋】【元】【明】【聖】。(大正2，260d，n.6)


� 過＝遇【宋】。(大正2，260d，n.7)


� 隣＝憐【聖】。(大正2，260d，n.8)


� 惱＝悔【宋】【元】【明】。(大正2，260d，n.9)


� 獸＝狩【宋】【聖】。(大正2，260d，n.10)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四)》(p.2009，n.2)：有：指生死世間。


� [會編(下)p.218原註13]攝頌見『別譯』卷一三（大正二‧四六三下）。」( Y 32p218 )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大正一‧二七中）。『長部』（一六）『大般涅槃經』（南傳七‧一四八）


�『雜阿含經』卷四（大正二‧二八中）。『增支部』「四集」（南傳一八‧七０）」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五二０──五二一）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七二（大正二七‧八六六中）。又卷七九（大正二七‧四一０中）。又卷六九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四六七──四七０）。


�『異部宗輪論』（大正四九‧一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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